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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 道路 上 的 追 禁 人 ， 有 两 种 过 然 不 同 的 存在 状态 ， 一 种 是 去 天 
一 种 是 下 地 狱 ， 我 属于 第 二 种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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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 序 一 : 他 属于 这 个 时 代 并 罕 越 这 个 时 
代 
中 国画 艺术 有 连续 不 断 的 优秀 传统 ， 历 史上 经 典 辈出 ， 高 峰 壁 立 。 


作为 今天 的 艺术 家 ， 如 何 一 方面 弘扬 传统 ， 一 方面 又 能 够 画 出 时 代 新 
貌 ， 这 是 对 其 理想 、 意 志 、 能 力 和 视野 的 深层 次 考验 。 


改革 开放 以 来 的 中 国画 坛 ， 有 许多 画家 都 在 不 断 地 走 问 自 己 的 天 
地 ， 在 那里 进行 一 种 新 的 体验 、 新 的 探索 。 其 中 ， 将 志 药 先生 就 是 在 新 
的 历史 时 期 独步 天 涯 ， 走 向 西部 ， 到 大 自然 面前 去 感怀 、 体 验 、 打 发、 
创作 的 一 位 重要 代表 。 甚 至 可 以 说 ， 在 整个 中 国画 坛 ， 大 家 还 在 苛 恼 、 
思考 怎样 能 够 更 好 地 表达 时 代 气 象 这 个 谍 题 时 ， 将 志 奢 先生 就 已 经 拥有 
了 非常 清醒 的 认识 。 他 相信 把 中 国画 传承 下 来 ， 首 先 需要 到 生活 中 去 接 
地 气 ， 到 目 然 山水 面前 去 进行 新 的 体验 。 在 这 方面 ， 他 做 到 了 义 无 反 
顾 。 


也 正 是 通过 走向 大 目 然 ， 特 别 是 独自 跋涉 ， 他 感受 到 了 别人 没有 体 
验 到 的 大 自然 的 伟岸 、 天 地 间 的 信息 和 穿 透 灵魂 的 意象 ， 由 此 孕育 了 或 
者 说 催生 了 他 心中 芝 动 的 情 居 。 所 以 ， 在 我 的 认识 中 ， 将 志 帮 先生 这 种 
艺术 的 情怀 持续 地 保持 着 一 种 澎 涯 的 高 度 和 锐 度 ， 他 胸中 有 来 目 传 统 知 
识 的 丰沛 能 量 ， 亦 有 来 自 现实 感受 的 强大 动力 ， 更 有 在 艺术 上 求索 开拓 
的 里 绝 勇气 。 


从 20 世 纪 70 年 代 到 21 世 纪 的 今天 ， 前 后 40 多 年 ， 他 一 如 既往 地 坚持 
对 中 国画 ， 特 别 是 对 水 墨 画 艺术 语言 的 探索 。 他 的 作品 一 方面 拥有 非常 
饱满 的 理想 和 激情 ， 一 方面 表现 出 了 中 国 的 大 山大 水 ， 特 别 是 大 自然 的 
万 千 气 象 。 与 此 同时 ， 他 在 水 墨 语 言 上 的 这 种 开拓 精神 也 跃然 纸 上 ， 神 


韵 灵 动 。 我 们 看 他 的 作品 ， 不 管 是 大 幅 ， 还 是 精美 的 小 品 ， 都 有 一 个 非 
常 宏 阔 的 内 在 结构 ， 有 一 种 雄 强 的 ， 甚 至 可 以 说 是 他 特有 的 男性 的 力 
量 。 更 重要 的 是 ， 他 把 各 种 水 墨 传 统 扩 巧 转化 为 一 种 当代 语言 ， 在 画面 
上 用 点 、 用 线 、 用 面 ， 用 染 、 用 泼 ， 用 各 种 语言 ， 把 水 黑 画 男 成 了 一 种 
富有 语言 表现 力 的 当代 形态 的 艺术 。 


对 他 40 多 年 的 艺术 生涯 一 路 观察 下 来 ， 我 深 深 感到 ， 他 始终 保持 着 
昂扬 的 求索 精神 ， 他 始终 展现 着 独特 的 、 纯 粹 的 、 彻 砍 的 艺术 情怀 和 和 气 
质 。 


画 如 其 人 ， 人 的 精神 更 是 会 直接 反映 到 笔下 。 所 以 ， 在 他 的 笔下 能 
够 出 现 大 自然 的 万 干 气象 ， 能 够 出 现 宇宙 音韵 化 成 的 纵然 大 气 。 这 是 我 
们 这 个 时 代 文 化 的 力量 ， 文 化 的 气象 。 从 这 个 意义 上 说 ， 将 志 锣 的 艺术 
很 好 地 展现 了 我 们 的 时 代 精 神 。 他 是 一 个 属于 这 个 时 代 并 穿越 这 个 时 代 
的 艺术 家 。 


iw e 


中 国美 术 家 协会 主席 、 中 央 美 术 学 院 院 长 


推荐 序 二 : 来 目 示方 的 凡 ・ 高 


中 国画 家 蒋 志 诸 先 生 于 1996 年 、1997 年 两 次 访 法 ， 成 绩 卓 著 。 他 在 
巴黎 国际 艺术 城 、 茫 沙 之 家 、 李 画廊 、 国 立 艺 术 与 实验 中 心 、 鲁 塞纳 
尔 、 尼 斯 艺术 画廊 、 凡 尔 农 《民主 报 》 的 沙龙 前 后 多 次 举办 个 人 书画 
展 。 他 还 参加 了 巴黎 艺术 城 与 国际 艺术 协会 举办 的 每 年 一 度 的 大 型 集体 
画展 。 由 于 他 的 杰出 成 果 ， 他 在 这 两 年 分 别 获得 了 法 兰 西 功勋 与 奉献 协 
会 授予 的 银 质 勋章 ， 法 国 艺术 、 科 学 和 文学 研究 学 会 颁发 的 “艺术 :科学 : 
文学 ” 银 质 奖 。 


法 国 着 名 画家 、 法 国 国 际 艺 术 协 会 执行 主席 米黄 利 娜 : 麦 维 尔 : 罗 赛 
夫人 为 他 画 了 肖像 ， 并 多 次 展 出 。 法 国 参议 院 收 藏 了 蒋 志 蠢 的 一 幅 作 
品 。 法 国 及 国际 艺术 评论 界 对 这 位 1949 年 生 于 道教 圣地 尾 出 山 的 中 国画 
家 极为 关注 ， 并 了 予以 文 持 。 


他 是 黄河 流域 、 西 北 高 原 哺育 的 艺术 家 ， 他 对 那 片 土地 深情 依恋 ， 
了 如 指 掌 ， 称 他 为 "黄土 瑰 ? 是 恰如其分 的 。 他 是 这 片 黄土 地 真正 的 画 
家 。 他 强 有 力 、 充 满 激 情 而 又 细腻 的 风格 无 可 置疑 地 吸引 了 世界 各 国 对 
这 既 传 统 又 现代 、 既 严格 又 宽松 、 既 感人 又 丰富 的 艺术 的 爱好 者 。 


他 不 是 塞纳 河畔 默默 无 闻 的 过 客 ， 他 在 此 得 到 了 高 度 的 襄 奖 。 国 际 
艺术 城主 遍布 鲁 话 夫人 称赞 他 是 “中 国文 化 真正 的 深沉 体现 ”。 


法 国美 术 学 院 的 常务 理事 、 英 杂 博物馆 馆 长 阿尔 诺 : 哮 德里 先生 在 
砚 条 博物馆 这 座 印 象 派 殿 闪 中 接待 了 他 ， 认 为 “中 国之 行 中 所 见 到 的 美 
好 景色 ， 神 奇 的 山川 、 河 流 、 丛 林 ”， 被 “这 位 非常 敏感 的 艺术 家 出 色 地 
展示 出 来 "。 而 最 雄辩 、 最 有 代表 性 的 评价 要 数 希 拉克 总 统 先 生 的 赞 词 
了 ， 他 写 道 ;“ 我 局 有 兴趣 地 发 现 了 您 对 中 国 绘画 创新 的 能 力 及 技巧 ， 


它 强 有 力 地 展现 在 您 的 作品 中 。” 


将 志和 化 艺术 中 最 壮观 的 是 迎 然 多 姿 的 画面 ， 层 出 不 穷 的 意境 ， 如 火 
如 茶 的 色彩 ， 浩 瀚 磅 磷 的 气势 和 激动 人 心 的 展 撼 力 ， 以 此 贵 穿 中 国文 化 
的 远古 与 现代 ， 预 示 一 个 溜 煜 灿烂 的 将 来 。 

许多 关心 欧 志 奢 的 人 对 他 满怀 和 希望， 我 们 笑 切 地 等 待 着 这 一 期 望 成 
为 现实 。 


雅克 。 奥 加 德 


灵 一 一 从 大 气 人 磅 盔 走 疝 抽 象 空灵 


编辑 出 版 一 套 完 整 的 将 志和 狗 作 品 集 ， 是 我 们 多 年 的 风 愿 。12 年 前 的 
Reese AIR COOPER) CAVE MAHAL, 2007F) 受 多 种 因素 影 啊 
没 能 完整 呈现 他 的 作品 及 人 生 经 历 中 充满 时 代 况 味 的 高 低 起 伏 。 从 那 时 
起 ， 出 版 《 蒋 志 奢 集 》 的 想法 就 一 直 在 我 们 脑海 里 酝 醒 。 最 初 几 年 ， 先 
生 不 置 可 售 。 后 来 ， 先 生 曾 请 雅昌 公司 设计 作品 集 ， 在 完成 雏形 后 因 种 
种 原因 作 去 。2018 年 初 ， 先 生 终 于 决定 整理 出 版 作品 集 ， 希 望 在 70 岁 生 
日 到 来 的 时 候 作为 纪念 。 于 是 ， 我 们 和 中 信 出 版 社 共同 编辑 整理 ， 至 
2019 年 中 秋 前 夕 ， 中 信和 出 版 社 将 作品 集 排 出 了 样 书 。 


细 细 思量 这 一 年 时 光 ， 我 们 与 先生 的 作品 和 经 历朝 夕 相 对 ， 感 受 着 
艺术 市 给 目 己 的 精神 上 的 满足 和 快意 ， 充 实 之 感 无 以 言 表 。 


编辑 这 一 套 作 品 集 最 大 的 收获 ， 是 得 以 从 整体 上 饱 宽 先生 作品 的 全 
狐 、 发 展 脉 络 及 所 达到 的 高 度 ， 得 以 感受 其 人 生 之 路 的 艰难 曲折 ， 感 叹 
其 艺术 探索 的 清晰 明确 如 大 江 大 河 般 滔 渭 癌 前 。 


屏幕 上 ，900 多 张 作 品 ， 一 张 一 张 ， 穿 过 了 45 年 的 时 光 。 我 们 和 吴 
宕 、 天 慧 进行 最 后 一 次 挑选 时 ， 画 里 那个 世界 的 天 空 和 大 地 越 来 越 辽 
阔 ， 色 彩 越 来 越 单纯 ， 物 象 越 来 越 抽象 ， 画 面 越 来 越 简约 、 干 净 ， 黑 、 
白 、 笔 墨 、 抽 象 、 符 号 、 禅 意 、 精 神 ， 诸 如 此 类 的 意象 奔涌 而 来 ， 那 一 
刻 我 们 兴奋 得 忘乎所以 。 


在 宏大 的 历史 背景 下 ， 我 们 看 到 了 一 个 艺术 家 不 断 探 索 前 行 ， 奶 求 
极致 的 勇气 、 胆 识 和 精神 。 


黄土 系列 是 先生 的 早期 作品 ， 数 量 众多 。 这 个 系列 的 初期 作品 ， 扑 
面 而 来 的 是 浓艳 的 朱红 色 ， 是 西部 的 山野 、 村 庄 、 树 木 、 牛 和 人 。 密 不 
透风 如 森林 般 的 笔墨 ， 一 眼 望 去 ， 能 找到 熟悉 的 具象 世界 。 之 后 ， 色 彩 
渐渐 变 淡 变 灰 ， 笔 墨 开始 有 了 松弛 感 。 到 了 后 期 ， 画 中 的 墨 气 就 越发 地 
浓 了 ， 写 意 的 影子 也 慢 慢 地 朝 及 出 来 ， 攻 至 能 隐隐 地 看 到 黄土 地 抽象 的 
影子 。 这 个 系列 ， 给 我 们 最 大 的 感受 是 男 风 写实 ， 粗 野 狂 放 。 虽 然 也 隐 
隐 地 男 出 了 目 己 ， 但 更 多 的 是 对 陇 东 上 自然 风光 和 传统 的 描 墓 ， 给 观 者 呈 
现 了 一 个 完全 不 一 样 的 西部 大 世界 。 


黄河 系列 有 了 新 的 变化 。 开 篇 融 开 始 写 意 ， 后 期 多 数 都 是 半 抽 象 的 
大 写意 ， 如 果 将 溯 河 而 上 的 飞 马 去 挥 ， 则 完全 是 抽象 的 。 此 时 的 黄河 就 
是 抽象 的 黄河 ， 是 用 水 墨 提炼 出 来 的 一 条 轩 新 的 黄河 。 一 个 个 符号 有 序 
地 排列 ， 一 切 瞬间 就 晓 变 成 抽象 的 东西 。 就 如 中 国 的 传统 纹饰 一 样 ， 有 
机 排列 组 合 ， 构 成 了 抽象 的 意境 。 呐 河 系列 的 色调 ， 一 开始 就 是 灰色 
调 ， 不 是 大 红 大 黄 了 。 到 了 后 期 ， 就 变 成 墨色， 有 几 张 已 经 变 成 了 纯 水 
墨 。 不 像 黄土 系列 ， 由 红 到 灰 ， 而 是 由 灰 到 黑 。 黄 河 系列 让 我 们 看 到 ， 
笔墨 在 灰色 调 性 里 欢 跳出 生命 的 大 江 大 河 ， 而 这 种 写意 中 漫 透 出 的 抽象 
元 素 ， 已 经 让 时 间 和 空间 消失 列 尽 ， 只 剩 下 黄河 沉静 、 狂 骏 、 舒 组 的 生 


命 瞬间 。 


大 漠 胡 杨 系 列 ， 就 把 投注 在 黄土 、 黄 河上 的 宽广 目光 ， 进 一 步 聚 焦 
FIERY, 把 樹 人 格 化 , 井 抽象 成一 條 近似 干 符号 的 徐 形 。 中国 人格 宇 
宙 观 概括 为 天 、 地 、 人 ， 人 是 第 一 位 的 。 画 面 中 大 写意 的 胡杨 被 拟人 
化 ， 天 与 地 渐渐 隐 去 ， 天 与 地 之 间 的 生灵 一 一 明 杨 树 被 凸显 出 来 ， 并 且 
一 再 放大 ， 充 满 整个 画面 ， 铺 满 天 与 地 之 间 。 于 是 ， 我 们 看 到 了 生命 的 
男 一 种 形态 ， 一 种 内 心 涌 动 的 无 尽力 量 。 绿 色 、 褐 黄色 的 叶子 ， 铁 线 锁 
住 的 树干 和 大 漠 ， 抽 象 出 和 干 年 生 而 不 死 、 死 而 不 倒 、 倒 而 不 朽 的 精神 气 
质 。 水 墨 与 胡杨 瞬间 凝 为 一 体 ， 最 终 弥 化 成 凤凰 涅 友 的 抽象 形象 ， 从 而 
将 黄土 、 黄 河 系 列 的 具象 与 写意 超越 、 升 华 。 明 杨 系 列 有 了 精神 层面 的 
深化 ， 开 始 了 人 格 化 探索 ， 开 局 了 符号 化 道路 。 当 然 ， 胡 杨 系 列 在 色彩 


的 运用 上 ， 较 黄土 、 黄 河 系列 ， 一 个 鲜明 的 变化 是 用 色 更 加 单纯 ， 而 且 
FM Fakes; 构图 也 越 有 简练、 简约 、 干 净 ， 画 面 的 物 像 更 加 聚 
焦 和 集中 。 


胡杨 系列 里 还 有 色彩 ， 昆 仑 系列 则 完全 是 黑 与 白 ， 彩 色 全 部 隐 去 
了 ， 完 完全 全 是 水 时 了 ， 这 和 是 一 个 悚 人 的 变化 。 另 一 个 大 变化 ， 就 是 彻 
彻底 底 的 大 写意 一 一 符号 化 的 山 和 水 。 天 地 人 在 同一 个 画面 里 得 到 完 
整 、 清 晰 、 轻 松 的 表达 和 叙述 ， 随 心 所 欲 ， 心 随 天 籁 ， 天 马 行 空 。 那 种 
独 与 天 地 相 往 来 的 大 意境 ， 目 信 、 了 明确、 孤儿， 境界 的 空灵 早已 超越 从 
前 。 仔 细 观 察 会 发 现 ， 总 体 是 大 写意 ， 局 部 是 抽象 的 ， 即 使 是 一 些 比较 
大 的 局 部 呈现 出 来 的 仍然 是 抽象 的 。 从 画面 的 不 同 角度 、 不 同 维度 ， 都 
能 看 出 抽象 的 元 素 和 抽象 的 画面 ， 抽 象 和 大 写意 如 影 随 形 ， 相 互 区 蔡 、 
和 穿插、 交融 ,一往无前 ， 指 向 远方 。 


到 了 憩 牛 系列 ， 又 是 一 个 飞跃 。 上 畴 牛 从 天 地 人 中 再 次 被 抽 离 出 来 ， 
被 彻底 符号 化 了 。 此 时 ， 天 地 人 三 者 被 浓 缩 成 一 个 生活 中 的 具象 事物 
一 一 笠 牛 。 近 看 画面 只 是 一 团 一 团 的 鹿 块 ， 这 看 似 是 一 个 简单 的 变化 ， 
一 个 似乎 轻而易举 完成 的 简化 和 概括 ， 实 质 上 是 一 次 笔墨 的 重生 。 短 牛 
从 形体 结构 变 成 了 笔墨 结构 ， 从 书法 笔力 中 鞭 取 章法 ， 国 家 赋予 它 更 加 
目 我 的 人 格 张 力 。 初 看 牧牛 是 让 你 惊艳 不 已 的 大 写意 ， 定 神 认真 琢磨 叉 
变 成 了 完全 的 黑白 关系， 当 我 们 凝神 静 气 回 望 它 们 时 ， 先 牛 义 完全 变 成 
了 一 个 抽象 符号 ， 一 个 个 性 鲜明 、 过 目 不 态 的 符号 。 就 像 经 过 干 百年 的 
深 炼 ， 从 生活 中 生成 的 一 个 个 汉字 一 样 ， 先 牛 在 先生 笔下 彻 奔 成 为 一 个 
具有 抽象 意义 的 符号 。 有 具象 、 意 向 、 抽 象 、 符 号 ， 由 抽象 到 符号 化 ， 先 
生 完 成 了 一 次 人 类 对 于 客观 存在 图 像 的 认 知 模式 的 完整 进化 过 程 。 无 
疑 ， 畴 牛 是 先生 艺术 符号 化 的 顶峰 。 


当 人 格 化 、 大 写意 、 黑 白 、 抽 象 化 已 经 达到 顶峰 时 ， 天 籁 系列 又 回 
到 了 “天 地 人 ”这 个 原始 基点 上 ， 将 得 心 应 手 的 大 写意 笔法 ， 进 一 步 做 减 
法 ， 让 大 山大 水 、 大 自然 的 一 切 生 灵 ， 从 画面 中 渐 行 渐 远 ， 进 一 步 做 抽 


象 化 的 凝练 。 于 是 ， 在 天 后 系列 里 我 们 看 到 ， 天 、 地 、 人 三 者 完全 以 抽 
象 的 方式 呈现 出 来 了 。 此 时 的 画面 里 ， 早 已 不 是 他 曾经 到 过 的 大 山大 
河 ， 而 是 作者 意念 中 的 山川 日 月 。 正 如 宋朝 文人 山水 画 是 宋 人 的 精神 栖 
奶 地 一 样 ， 天 籁 系列 是 先生 的 精神 高 地 。 在 那里 ， 只 有 黑 与 白 这 个 更 加 
纯粹 的 世界 ， 水 墨 被 赋予 了 神秘 的 灵性 ， 在 天 与 地 间 目 由 自在 地 舞动 ， 
它 成 了 主 军 世界 的 主人 。 最 为 神奇 的 是 ， 此 时 的 书法 ， 笔 走 龙 蛇 般 副 路 
峻 岭 山 峰 间 ， 可 我 们 第 一 眼 根本 看 不 到 书法 ， 币 着 强大 冲击 力 的 是 我 们 
NAA BISA ZK. AGA. BRAGA. AZ EPA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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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。 思 想 上 更 加 纯粹 ， 天 高 地 疮 ， 云 淡 风 轻 ， 出 神 入 化 ， 尽 显 禅 

。“ 人 ”已 入 化 境 ， 并 从 画面 中 抽 离 出 来 ， 完 全 变 成 一 种 精神 ， 一 种 意 
Ree A" RE, “A’NKS ES, “AINA. Pre, MARE 
EK, RRA ARSE PORE, SAP ON AMER, 現 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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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 的 是 恬淡 、 纯 粹 、 宁 静 ， 这 吏 是 先生 70 岁 的 人 生境 界 ! 他 的 艺术 高 度 
与 思想 高 度 、 精 神 高 度 ， 随 着 他 的 生命 一 同 达到 了 英 峰 ， 艺 术 历 程 亦 是 
他 生命 体验 的 过 程 。 


TE 


窗外 ， 秋 日 的 艳阳 下 ， 海 面 波光 阁 阁 ， 时 间 的 流逝 我 静 无 声 。 回 望 
这 一 年 多 的 编辑 工作 ， 回 望 先生 45 年 的 艺术 创作 生涯 ， 在 岁月 的 长 河 
中 ， 不 管 色彩 、 笔 墨 、 构 图 如 何 一 路 做 着 减法 ， 不 管 从 具象 、 写 意 、 大 
写意 到 抽象 、 符 号 如 何 一 路 抽象 化 ， 也 不 管 精神 境界 如 何 从 一 路 高 歌 狐 
进 到 越 来 越 空 灵 ， 始 终 有 一 个 声音 不 兽 远 去 :“ 裂 破 主 今 ， 横 行 天 
下 ! ”这 是 先生 的 座右铭 ， 正 是 在 它 的 指引 下 ， 才 有 了 这 些 丰 富 、 饱 
满 、 独 特 ， 目 成 一 家 ， 前 无 古人 的 艺术 作品 。 


坐 在 阳光 里 ， 脑 海里 浮现 着 一 幅 幅 画面 ， 内 心 生 出 大 欢喜 ! 
如 此 简洁 ， 如 此 抽象 ， 如 此 空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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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 太 和 爷 和 他 的 三 个 儿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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找到 了 祖籍 地 并 见 到 了 族人 ， 算 是 了 却 了 目 己 的 一 个 心愿 : 弄 消 了 我 们 
Wes Wl Fx AOR FE ZS Hk 


LL As POP REAR GN, FAREEZ. RAVAN EL LA 他 
排 行 老 五 。 兄弟 五 人 中 老 四 賠 共 示 , 老 五 独走 西北 , TEAM ENP 
AHR, KAA. HME AH VE Pe LR SCH, 安 
KÜP, AW Ue Mel LB ae EY EL “SEAT ho ALR OR EAL 
SDVILF, WIREK EAEEREN, be = AR ee Ly 
FRR S AKUA, 以 便 日 后 能 各 有 友 展 。 


祖 太仓 蒋 德 泽 外 号 叫 蒋 超 子 ,“ 超 了 于 ”的 意思 是 和 一 般 人 不 一 样 。 他 
体 牟 健 壮 、 个 性 候 强 、 为 人 耿直 、 栗 性 刚烈 ，77 岁 时尚 不 愿 服输 。 一 
H, SFR RENAE, SE ERT AERA, RE 
Ja, (AIP RET SR SHINS, MOT A A EAE 
BÆR PIAA LA ae, IAPR. Sa, 村民 和 他 的 三 休 ル 子 来 
SAF REI ARM, 把 他 葬 在 了 星 嗣 山 下 的 月 館 病 。 


祖 太仓 欧 德 译 有 传奇 的 一 生 ， 他 的 三 个 儿子 却 都 是 很 普通 的 山 民 和 
ARK 0 


大 太仓 桨 银 束 只 生 了 一 个 儿子 ， 取 名 局 智 ， 也 就 是 我 的 爷爷 。 和 分 分 
局 智 算是 有 点 文化 ， 曾 做 过 私 束 先生 ， 但 不 笠 30 罗 就 匆匆 谢世 ， 留 下 奶 
奶 和 当时 只 有 四 五 光 的 儿子 ， 也 就 是 我 的 父 杀 。 和 孤儿 训 母 无 法 生存 ， 奶 
奶 只 好 改 尹 到 邻 村 。 三 太 和 分 银 朝 的 独生女 儿 桂 花 比 我 父 杀 只 大 一 岁 ， 三 


KENESE RAWAS KREA LEARE, 当 成 自己 
的 杀 孙 子 抚养 。 


二 太 爷 银 坤 也 只 生 了 一 个 儿子 ， 取 名 启 海 ， 就 是 我 的 二 从 。 二 和 爷 是 
个 很 有 个 性 的 人 ， 外 号 “ 蒋 疯 子 "， 一 生 务农 ， 农 闲 时 进 山 挖 点 药材 ， 采 
点 野花 ， 背 进 平 凉 城 卖 点 小 钱 补贴 家 用 ， 日 子 也 还 过 得 自足 。 二 爷 膀 大 
腰 圆 ， 有 力气 ， 采 药 割 草 ， 编 介 打 柴 ， 做 了 一 辈子 山 活 。 二 爷 是 个 天 不 
HER SASK, MARIMBA BORA DISE Rh 
RRI RERE ET IIS DRR. A EEE 
道 , EIEIO, MIXE DEMER, JARRE EIT 
倒 在 地 ， 然 后 一 边 咬 住 驴 耳 杀 一 边 骂 驴 说 : “我 叫 你 再 发 疯 ! "二 和 爷 爱 吃 
携 団 三 ， 一 次 他 儿媳 妇 没 把 搅 团 做 好 ， 他 拿 起 狂 头 就 把 锅 砸 了， 后 来 又 
自己 买 了 口 新 锅 。 天 早 不 下 雨 ， 别 人 都 到 太 统 山上 去 祈 雨 ， 他 却 站 在 地 
畔 上 跳 着 脚 骂 天 、 唾 天 ， 扔 烟 锅 打 天 ， 说 :“ 你 不 下 雨 ， 你 就 不 是 
天 ! "一 骂 就 是 一 个 上 午 ， 吕 完 还 把 烟 锅 硬 在 石头 上 。 二 和 爷 一 辈子 过 得 
很 辛苦 ， 但 很 快活 。 二 奶奶 去 世 后 ， 他 十 分 悲伤 ， 不 久之 后 居然 跳 崖 自 
RIT 


我 的 二 符 和 二 奶奶 


我 的 母亲 与 姑 奶 奶 


在 腑 武 乡 独立 门户 的 三 太 第 银 朝 只 生 了 一 个 女儿 桂花 ， 就 是 我 的 寻 
奶奶 。 我 的 第 一 个 她 区 第 姓 陈 ， 是 倒 插 门 女 婚 ， 他 们 生 了 五 个 孩子 后 ， 
姑 仓 仓 束 去 世 了 。 为 了 维持 生计 ， 抚 养 孩子 ， 姑 奶奶 又 重新 组 合 了 一 个 
家 寿 。 后 来 的 姑 和 分 分 叫 闫 生 春 ， 他 们 又 生 了 一 个 儿子 。 他 们 可 谓 即 才女 
貌 ， 我 姑 奶 奶 年 轻 的 时 候 是 麻 武 山上 的 一 永 伦 ， 不 区 人 长 得 床 涡 ， 而 且 
有 前 窗 花 、 绣 花 痢 是 一 把 好 手 ， 做 饭 的 手艺 也 远近 闻名 。 我 和 我 的 寻 葡 
和 爷 、 姑 奶奶 特别 亲近， 我 在 平 庶 群 艺 馆 时 ， 每 逢 过 年 常 把 姑 奶 奶 接 来 ， 
让 她 和 母亲 一 同 看 社 火 ， 她 们 俩 总 有 说 不 完 的话 。 


我 姑 和 分 仓 是 一 个 多 才 多 艺 的 人 ， 他 在 农村 做 会 计 兼 亦 脚 医生 ， 还 会 
炮制 中 药 ， 认 识 多 种 中 草药 。 我 常 跟 姑 和 爷爷 一 起 进 山 ， 采 药 、 采 蕨 荣 、 
KREK, ARER. JARS BS MRE, STEER AR ERAN 
TO TRAM BGS A, MATT APSE. J. 19864F JK, 
我 进 束 举办 个 人 男 展 ， 为 了 文 持 我 ， 姑 分 分 把 家 里 的 一 头 牛 来 了 ， 得 了 
360 元 ， 痢 给 了 我 ， 这 有 是 我 永生 难 瑟 的 一 件 事 。1988 年 ， 我 调 到 兰州 


后 ， 把 姑 和 分 分 接 到 兰州 玩 了 一 个 月 。 我 们 之 间 有 一 种 深厚 的 杀 情 和 友 
情 ， 每 次 我 从 兰州 回 到 平 珠 ， 总 要 上 有 厅 武 山 去 看 姑 和 爷爷 和 姑 奶 奶 ， 吃 姑 
奶奶 做 的 手 的 长 面 。 姑 分 分 陪 着 我 一 起 重 游 十 万 沟 ， 回 忆 我 小 时 候 走 过 
的 路 ， 还 秆 党 融 着 从 饶 在 三 潭 边 煮 缸 镀 和 东 ， 一 边 吃 和 茶 一 边 回味 当年 。 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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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 。1928 年 , HALERSK7Y IME, SABHA RAE LA 
KA I, MERKIR. M, 1929 年 的 大 仙 荒 己 委 
初 露 苗头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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逃 到 陕西 宝鸡 干 阳 ， 被 吕 姓 人 家 收养 。 一 年 后 ， 人 家 家 里 生 了 一 个 儿 
子 ， 就 不 要 她 了 。 这 也 可 以 理解 ， 当 时 饥 馆 已 经 开始 ， 谁 也 不 愿 家 里 多 
一 张 吃饭 的 嘴 。 于 是 ， 她 们 几 个 流 溪 的 女孩 束 跟 厦 一 位 好 心 人 一 路 乞讨 
来 到 平 闵 。 后 来 ， 母 亲 就 被 卖 到 我 三 太仓 手 里 ， 当 了 我 父亲 的 童 养 媳 。 


三 太仓 的 孙子 很 金贵 ， 但 这 个 孙子 的 童 养 媚 却 不 好 当 。 三 太 奶 奶 有 
点 偶 心 ， 合 不 得 她 的 女儿 和 我 的 父 杀 受累， 什么 粗 活 重活 都 让 我 母亲 
做 ， 担 水 、 拾 某 、 给 长 工 做 饭 ， 里 里 外 外 ， 样 样 都 是 我 母 杀 的 活 计 。 还 
没 长 大 的 父 杀 却 是 个 大 男子 主义 者 ， 从 来 不 关心 母 杀 。 但 与 母 杀 同 罗 的 
姑姑 却 和 她 相处 得 不 错 ， 时 时 处 处 照顾 着 母亲 。 母 杀 说 她 骨头 硬 朋 ， 喘 
体 健康 ， 叉 生性 好 强 ， 能 吃 百 ， 尤 其 普 于 粗 活 细 做 。 母 杀 14 岁 时 残 和 父 
杀 结 了 婚 ，17 少 生 了 大 姐 ， 接 着 生 了 大 哥 、 二 哥 ， 后 来 又 怀 上 了 我 。 三 
太仓 看 家 口 越 来 越 多 ， 就 让 父 杀 回 将 家 沟 去 继承 他 和 仓 司 智 的 家 业 。 


我 的 母亲 在 平凉 家 里 

父 杀 融 着 一 家 六 口 ， 来 到 将 家 沟 与 二 和 爷 的 儿子 局 海 比 邻 而 牛 。 其 实 
亲 继 承 的 所 谓 家 业 ， 不 过 是 几 孔 窑洞 和 几 十 再 山坡 亮 地 ， 而 且 有 地 没 
， 只 能 与 别人 进行 变 工 耕种 。 


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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嘴 ， 怎 么 养活 得 了 。 正 好 村 里 有 一 家 姓 刘 的 人 说 :“ 这 孩子 生 下 来 ， 你 
要 不 愿 要 ， 就 干脆 送 给 我 好 了 。” 父 亲 当 时 就 答应 了 。 


我 一 直 在 母亲 的 肚子 里 待 了 12 个 月 ， 于 1949 年 10 月 9 日 (阴历 八 月 
十 八 日 ) 才 出 生 。 据 说 我 刚 生 下 来 时 ， 贬 映 山上 一 个 道士 化 缘 到 我 家 ， 
他 得 知 我 家 生子 后 说 : “你 家 里 生 贵 子 了 ! ”父亲 顿时 后 悔 不 已 ， 但 话 已 
说 出 口 ， 第 三 天 刘 家 就 拿 着 衣物 用 品 来 家 里 抱 娃 娃 ， 反 悔 已 经 来 不 及 


了 。 正 在 父亲 路 足 为 难 时 ， 忽 然 听 见 二 区 在 隔壁 院子 里 高 声 叫 加 起 
来 :“ 将 家 的 孩子 你 不 能 送 人 ， 我 们 将 家 人 丁 稀少 ， 你 多 生 了 几 个 儿子 
你 就 有 脸 送 给 别人 ? 你 要 是 没 本 事 ， 养 不 活 ， 我 来 给 你 养 好 了 .……” 虽 
然 二 和 仓 把 父 杀 加 得 狗 血 喷头 ， 但 父 杀 心里 蜡 上 蜡 庆幸 ， 多 亏 二 和 分 这 一 顿 内 
驾 ， 给 了 他 一 个 人 台阶 下 ， 纠 正 了 他 可 能 永远 无 法 弥补 的 错误 。 我 小 时 候 
常 听 别 人 讲 起 此 事 ， 也 第 各 为 此 感激 二 和 爷 ， 要 不 是 他 ， 也 许 我 就 成 了 刘 
家 的 人 了 。 


我 出 生 之 后 ， 父 杀 对 母 杀 也 好 了 许多 ， 对 杀 情 也 越 来 越 看 重 。 父 杀 
时 时 慷 记 大 乒 武 杨 家 山 把 他 养 大 的 三 太仓， 有 空 殉 叫 我 们 去 山 后 肤 武 看 
望 三 太 爷 ， 给 他 送 好 吃 的 。 我 三 太仓 个 头 大 、 膀 大 腰 圆 ， 长 长 的 白 胡 须 
随 风 飘 动 ，80 多 岁 时 仍 徒步 20 里 山路 来 帮 我 们 收 关 子 。 他 于 1966 年 过 
世 。 


我 的 奶奶 改 娩 到 8 里 外 的 太 统 山下 ， 我 们 也 经 常 去 看 望 她 ， 与 她 家 
的 孩子 相处 得 很 好 ， 束 像 一 家 人 。 


也 许 是 从 小 就 没有 父亲 的 缘故 吧 ， 我 父亲 当时 把 村 里 一 位 当 了 一 辈 
子 长 工 却 没 拿 到 钱 又 积劳 成 疾 的 老人 接 到 家 里 养 着 。 这 人 姓 任 ， 是 甘肃 
WAKA. WIE, MERT RIDET, ARIKA. F, RIE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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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 和 爷爷 脾气 很 坏 ， 但 父母 总 是 笑脸 相 待 。1967 年 ， 任 和 爷爷 去 世 了 ， 父 杀 
给 他 买 了 一 口 棺材 ， 做 了 老 衣 EK) ， 像 安葬 自己 父亲 一 样 把 他 安葬 
Js 


小 时 候 ， 在 兄 种 姊妹 中 父 杀 最 疼 我 ， 他 每 天 进 山 砍 柴 回 家 ， 就 是 再 
饿 再 累 也 要 把 我 打 在 户 上， 在 院子 里 面 走 一 圈 才 吃饭 。 农 亲 时 ， 父 杀 还 
烧 了 个 石灰 宕 ， 把 石灰 拉 进 城 卖 了 ， 以 补贴 家 用 。 他 每 次 从 城 里 回来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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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 导 致 大 哥 、 二 哥 心里 不 平衡 ， 后 来 居然 影响 到 他 们 父子 之 间 的 关系 。 


父亲 当时 在 生产 队 里 当 队长 ， 处 事 公 正 廉 洁 ， 谨 小 慎 敌 ， 从 不 亏 待 
别人 ， 却 总 亏 竺 目 己 。 虽 然 一 家 老 小 生活 得 紧 巴 巴 ， 但 父 杀 却 从 来 不 起 
观 。 父 亲 会 吹 策 ， 村 里 有 个 自 乐 班 ， 空 闲 时 大 家 聚 在 一 起 自得 其 乐 ， 这 
也 影响 到 我 们 兄弟 三 个 ， 使 我 们 都 喜欢 音乐 。 


父 杀 虽 然 没 有 文化 ， 但 是 对 农村 的 礼节 和 礼仪 特别 讲究 ， 家 教 很 
严 。 父 亲 最 爱 我 ， 但 我 最 怕 父 杀 ， 我 们 跟 父亲 说 话 的 时 候 不 能 把 手 放 在 
兜 里 ， 跟 其 他 长 者 说 话 时 也 不 能 把 手 放 在 兜 里 。 父 杀 说 ， 天 上 晴 修 水 路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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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 当 作 一 只 答 鸟 ， 要 先 飞 。 即 使 这 样 后 面 的 人 都 会 把 你 退 上 ， 你 要 是 再 
晚 飞 的 话 ， 人 家 更 会 把 你 超过 了 。” 父 杀 的 这 些 话 我 记 了 一 幸子 ， 受 用 
Jl TT. 


我 小 时 候 爱 武术 胜 过 一 切 ， 但 父 杀 坚决 不 让 我 习 武 。 我 个 性 很 强 ， 
不 服输 ， 怕 父亲 知道 ， 就 偷偷 地 跟 我 表 卜 学 武术 。 我 在 家 里 弄 了 一 个 练 
功 的 泥 锁 ， 偷 偷 地 用 它 练 臂力 ， 父 杀 发 现 后 把 它 扔 了 ， 我 大 名 了 一 场 。 
他 一 心 让 我 学 文化 ， 在 我 六 七 岁 时 就 让 我 在 砖 涉 上 练习 写 毛 笔 字 。 后 
来 ， 我 才 知 道 父 杀 为 什么 不 让 我 练武 ， 因 为 练武 之 人 容易 受伤 ， 他 是 对 
我 太 爱惜 了 ， 布 望 我 能 从 文 。 


20 世 纪 70 年 代 初 ， 平 凉 市 政府 在 几 册 峡 里 修 几 山 水 库 ， 公 社 领导 指 
定 父亲 在 工地 上 管 炸药 。 父 杀 睡 在 靠山 挖 的 湿 土 窗 里 ,日夜 看 守 了 三 
年 ， 得 了 风湿 病 ， 全 身 肌 肉 萎缩 。 那 时 我 在 兰州 上 学 ， 每 个 假期 都 跑 回 
来 看 望 父亲 ， 父 子 抱 头 痛哭 ， 当 时 我 真希 望 老父 杀 的 病 是 得 在 我 身上 。 
1972 年 ， 父 亲 的 病 严 重 了 ，1973 年 3 月 父亲 去 世 前 不 让 家 人 跟 我 说 ， 后 
来 电报 发 来 ， 我 悲痛 欲 绝 ， 当 时 托 人 给 父亲 买 的 天 麻 还 没 送 回去 。 等 我 
赶 回 家 里 ， 父 亲 已 经 安葬 了 。 父 亲 在 世 时 几乎 没有 留 下 照片 ， 他 生病 期 
间 我 回 家 给 他 画 过 像 ， 但 他 很 着， 人 都 变 了 样 。 我 本 想 等 着 他 一 天 天 好 
起 来 ， 再 给 他 照 张 相 。 父 亲 是 一 个 很 有 气质 的 男子 ， 常 穿着 白 衬 衣 、 黑 
马甲 ， 戴 一 副 老 式 的 石头 眼镜 ， 谈 笑 之 中 总 有 一 股 威严 。 我 太 爱 我 的 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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杀 ， 只 要 一 谈 到 他 ， 我 就 控制 不 住 目 己 的 感情 ， 会 号 
父母 和 祖先 上 攻 ， 每 到 


无 法 报答 父母 的 恩情 。 每 年 清明 节 ， 我 都 回 家 给 
大 的 市 日 都 在 家 门口 给 他 们 和 祭礼 。 


因为 父 杀 去 世 ， 毕 业 分 配 时 ， 我 决意 回 平头 照顾 我 的 母亲 。 当 时 大 
哥 因 腿 部 骨折 已 成 残疾 ， 二 哥 义 在 外 地 工作 ， 家 里 没有 一 个 男人 主事 。 
当时 ， 大 嫂 对 我 母 杀 不 好 ， 但 我 母亲 大 上 度 亚 民 ， 从 来 不 对 外 人 说 。 我 回 
来 可 以 束 近 照顾 母 杀 。 


我 回 到 平凉 群 艺 馆 后 ， 每 月 工资 不 到 40 元 ， 但 每 月 要 给 家 里 10 元 ， 
好 买 回 销 粮 。 每 个 星期 六 我 都 要 回 家 去 看 看 母 杀 ， 每 次 回去 ， 老 远 束 看 
见 一 个 黑 乎 乎 的 人 影 站 在 家 门口 ， 我 知道 那 是 我 母亲 在 等 我 。 


后 来 我 在 兰州 工作 ， 生 活 状况 开始 有 了 一 点 改善 ， 我 融 把 母 杀 接 到 
了 兰州 。 我 住 在 兰州 定西 南路 甘肃 画院 的 临时 办 公 室 ， 大 概 40 平 方 米 。 
母亲 住 了 三 个 月 ， 筑 得 这 里 空气 不 好 ， 光 线 不 好 ， 没 有 人 聊天 ， 生 活 上 
有 诺 多 不 便 。 没 办 法 ， 我 只 好 把 母 杀 送 回老家 。 不 料 她 刚 回去 三 个 多 
H, 就 突 患 心 肌 梗 死去 世 了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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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的 大 姐 叫 蒋 志 珍 ， 比 我 大 八 九 岁 ， 是 家 里 的 长 女 ， 从 小 跟着 父母 
吃 的 苦 最 多 ， 作 为 姐姐 ， 她 还 要 照顾 大 哥 、 二 哥 和 我 。 


我 的 大 哥 在 家 中 排行 老 二 ， 是 男孩 中 的 老大 ， 叫 蒋 志 奇 ， 我 们 兄 第 
三 个 里 面 他 是 最 聪明 的 ， 但 却 是 一 个 吾 命 的 人 。 因 为 小 时 候 家 里 穷 ， 大 
哥 只 上 过 两 年 学 ， 八 九 几 的 时 候 就 帮 独 家 里 干 一 些 农活 ， 给 别人 家 放 
羊 、 放 牛 。 我 们 住 在 山区 ， 烧 水 做 饭 主要 靠 烧 柴火 ， 我 大 哥 是 砍 某 快 
手 。 他 还 会 纺 仍 、 打 和 沉 、 打 简 子 ， 学 得 一 手 编织 好 技术 。 至 于 农活 ， 割 
麦 、 钠 地、 把 地 、 耕 地 ， 凡 是 他 干 的 活 ， 生 产 队 的 队长 都 没 话说 。 在 农 
村 ， 他 还 是 一 个 能 工 巧 抬 ， 擅 长 盘 锅 头 、 盘 炳 ， 他 盘 的 锅 头 和 烦 ， 烧 起 
来 总 是 特别 利索 。 我 大 哥 的 两 只 手 特 别 粗 大 有 力 ， 也 历尽 沧桑 。 


大 哥 有 很 多 爱好 ， 尤 其 喜欢 音乐 。 大 哥 的 乐器 是 从 农村 里 那 种 自 娱 
自 打 的 班 子 里 面 学 的 , AEN testi. PW. HT. GH, 真 
到 现在 ， 他 的 板胡 在 我 们 村 都 是 很 有 名 的 。 每 年 正月 ， 是 他 最 忙 的 时 
候 ， 这 个 村 请 ， 那 个 村 叫 ， 忙 得 不 亦 乐 乎 。 他 没有 多 少 文化 ， 但 是 他 上 自 
己 学 会 了 识 简 谱 。 大 哥 还 记 着 好 多 曲谱 ， 主 要 是 冉 户 ， 再 就 是 秦腔 ， 还 
记得 好 多 单口 相声 。2006 年 我 回 平 深 ,给 他 买 了 一 把 高 级 板胡 ， 还 买 了 
一 文 储 子 ， 他 局 兴 得 不 得 了 。 大 哥 虽 然 一 生生 活 艰 辛 ， 但 是 他 自 娱 日 
乐 ， 是 我 们 哥 仁 里 面 最 乐观 的 。 


我 的 兄弟 姐妹 


由 于 家 穷 找 不 到 媳妇 ， 大 哥 直 到 1967 年 才 结 婚 ，1969 年 生 了 孩子 ， 


一 家 人 都 很 喜欢 。 那 年 深秋 ， 突 然 下 了 一 场 大 雪 ， 大 雪 把 山上 的 树 压 坏 
了 不 少 ， 生 产 队 组 织 人 去 伐 这 些 倒 了 的 树 。 在 伐 树 的 过 程 中 ， 有 一 株 树 
锯 了 一 半 束 倒 下 来 了 ， 大 哥 没有 肉 内 得 及 ， 大 树 把 他 的 左 腿 压 折 了 。 他 
的 骨折 征 肥 腓骨 骨折 ， 非 营 难 接骨 ， 每 次 都 是 接 好 了 ， 过 几 个 月 又 错位 
了 ， 这 样 反 复 接 了 15 次 还 是 不 行 。 后 来 ， 我 们 终于 找到 一 位 奇人 ， 是 一 
位 80 多 岁 的 老人 ， 叫 有 德 ， 他 用 目 己 秘 传 的 药粉 和 独特 的 接骨 技术 把 
大 哥 的 腿 治 好 了 。 


大 哥 好 不 容易 朗 了 妃 妇 ， 结 婚 才 一 年 多 ， 就 出 了 这 么 大 的 事 ， 大 嫂 
就 想 和 他 离婚 。 我 大 哥 在 家 一 坐 就 是 五 年 ， 前 三 年 不 能 下 床 ， 后 两 年 能 
干 一 些 手工 活 。 郁 问 时 ， 他 总 是 拉 板 衣 ， 还 帮助 母亲 和 大 嫂 干 一 些 手工 
活 。 他 甚至 学 会 了 纳 鞋 底 ， 我 大 哥 纳 的 鞋 奔 勾结 实 又 好 看 ， 圣 帮 子 的 针 
线 活 也 做 得 非常 好 。 


人 穷 仿 仿 家 事 多 ， 我 大 嫂 这 个 人 很 能 吃 匠 ,但 她 在 农村 却 是 一 个 典 
型 的 泼妇 ， 村 里 人 谁 都 不 敢 邦 她 。 因 为 家 里 有 我 母 杀 和 两 个 妹妹 ， 大 嫂 
党 得 她 们 都 是 累 奖 。 我 大 妹妹 学 习 好 ， 大 嫂 却 不 让 她 上 学 ， 要 让 她 挣 工 


分 。 我 大 学 刚 毕 业 还 没有 成 家 的 时 候 ， 大 嫂 就 亲 独 跟 我 分 家 ， 认 为 我 大 
学 毕业 了 会 有 很 多 的 钱 ， 实 际 上 我 毕业 后 每 月 才 挣 40 元 ， 每 个 月 要 给 家 
里 10 元 钱 。 当 时 每 家 都 多 着 生产 队 几 百 元 钱 ， 也 摘 不 清楚 是 怎么 从 的 。 
辛苦 一 年 ， 平 均一 个 劳动 日 挣 一 角 三 分 钱 ， 最 后 还 倒 欠 生产 队 的 钱 。 分 
家 了 以 后 ， 家 里 的 欠 账 都 让 我 人 负担， 我 母 杀 由 我 来 管 ， 我 小 妹妹 由 我 供 
看 上 了 局 中 。 我 大 嫂 这 个 人 比较 自私 ， 心 里 只 有 尹 家 没有 婆家 ， 对 我 的 
母 杀 特别 不 好 ， 我 母 杀 的 自留地 她 不 管 也 不 让 我 大 哥 管 ， 大 哥 很 怕 姓 

妇 ， 事 事 部 依 着 她 。 


有 一 年 秋雨 很 多 ， 泾 河水 猛 涨 。 大 哥 跟 着 大 嫂 去 给 她 娘家 种 小 麦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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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h. KCI, 好 娘 家 没 有一 介 人 路面 , 対 此 不 園 不同 。 


按 当 地 风俗 ， 被 大 水 淹 死 的 大 嫂 是 不 能 进 村 的 ， 放 在 村 口 的 瓦 窑 
里 。 大 哥 身 在 家 里 输液 ， 看 着 三 个 喇 喇 待 哺 的 孩子 ， 说 找 一 个 坑 把 大 媳 
埋 了 算 了 。 我 说 这 怎么 可 以 ,不管 怎 么 说 ， 她 是 咱们 薄 家 的 人 ， 安 茜 的 
事情 由 我 和 二 哥 来 解决 。 我 同 单 位 借 了 200 元 钱 ， 二 哥 拿 出 75 元 ， 我 们 
给 她 做 了 棺材 ， 买 了 寿 衣 ， 买 了 白布 。 因 她 在 世 时 得 罪 的 人 太 多 ， 晚 上 
只 有 我 一 个 人 为 她 守 灵 到 深夜 ， 白 天 我 义 拿 着 烟 酒 四 处 求人 说 情 ， 最 后 
才 把 安葬 的 事情 办 好 。 


大 嫂 去 世 后 ， 大 哥 一 直 没 有 再 客 ， 既 当 多 又 当 女 ， 我 和 母 杀 还 有 两 
个 妹妹 都 帮 了 他 很 多 忙 ， 总 算 拉扯 大 了 三 个 孩子 。 现 在 三 个 孩子 都 不 
错 ， 都 有 了 自己 的 事业 。 大 哥 一 个 人 生活 惯 了 ， 孩 子 兰 了 一 院子 的 楼 
房 ， 他 却 不 愿意 去 ， 仍 住 在 目 家 老 院 子 里 ， 一 个 人 生活 得 自由 目 在 。 


我 的 二 哥 叫 将 志 远 ， 小 学 毕业 以 后 就 在 家 里 劳动 。 二 哥 从 小 胆 小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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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 6 年 , 回 来 后 赴 上 招 工 , MRE Cre. Mirae PA FHS, 因 


为 他 工作 刻 震 又 爱 学 习 ， 后 来 考 到 了 6 级 钳工 ， 我 上 大 学 的 时 候 他 每 月 
还 给 我 5 元 钱 。 我 二 哥 是 我 们 兄弟 三 个 里 长 得 最 帅 的 一 个 ， 他 跟 我 长 得 
很 像 ， 就 是 个 子 比 我 稍 高 一 点 ， 别 人 经 常 分 不 清 我 们 两 个 人 。 他 的 妻子 
是 平凉 柳 湖 人 ， 是 一 个 很 纯朴 温和 的 农家 妇女 。 二 哥 后 来 从 靖 远 煤矿 调 
到 平头 机 械 广 ， 因 为 一 次 工伤 ， 前 几 年 办 了 病 退 在 家 。 


二 哥 是 个 乐天 派 ， 又 特别 喜欢 字画 ， 我 在 群 艺 馆 工 作 的 时 候 有 些 男 
男 坏 了 ， 可 撕 可 不 斯 ， 他 都 要 留 下 来 。 我 有 些 废 画 要 烧 ， 他 就 挑 出 一 些 
像样 点 的 留 着 做 纪念 。2005 年 ， 我 回去 时 他 拿 出 画 来 给 我 看 ， 让 我 很 感 
动 ， 触 发 了 我 对 当年 的 很 多 回忆 。 我 在 参加 甘肃 省 美术 协会 展览 时 跟 当 
年 给 张大 干 被 男 的 他 复 师傅 学 过 福 画 ， 二 哥 调 回 平 闵 后 ， 我 就 教会 了 他 
镍 画 。 后 来 ， 我 二 哥 义 把 这 个 手艺 教 给 我 外 物 和 我 妹妹 。 我 二 哥 现在 在 
家 除了 种 染 就 是 福 男 ， 日 子 过 得 很 您 用 。 


我 的 大 妹妹 叫 将 冬 梅 ， 我 们 兄弟 姊妹 六 人 里 面 ， 我 父亲 最 偏 爱 我 们 
俩 。 冬 梅 读书 很 用 功 ， 但 是 由 于 我 大 嫂 不 让 她 上 学 ， 她 上 到 四 年 级 束 回 
家 了 。 我 们 分 家 后 她 就 更 没 办 法 上 学 了 ， 因 为 农村 家 里 得 有 一 个 人 挣 工 
分 。 大 妹妹 是 一 个 非常 聪明 的 孩子 ， 农 村 里 面 女孩 子 会 的 东西 ， 她 样 样 
精通 。 后 来 ， 大 妹妹 成 了 家 ， 我 的 大 妹夫 是 我 的 大 学 同学 ， 是 我 介绍 他 
们 相识 的 。 我 大 妹夫 虽然 其 貌 不 扬 ， 但 他 不 仅 人 品 好 ， 而 且 很 有 才华 ， 
也 爱 画 画 。 大 妹夫 的 古典 诗词 写 得 非 第 好 ， 做 彩 灯 更 是 一 绝 ， 在 甘肃 古 
数一数二 的 。 我 大 妹妹 是 他 的 好 助手 ， 每 年 冬天 他 们 都 做 彩 灯 ， 他 们 做 
的 彩 灯 每 年 都 在 甘肃 省 内 外 展览 ， 还 获得 了 不 少 大 奖 。 现 在 他 们 在 平 深 
城 里 买 了 很 宽 属 的 房子 ， 生 活 得 很 不 错 。 


小 妹妹 叫 将 晓 霞 ，1958 年 出 生 ， 算 是 一 个 震 命 的 孩子 吧 。 她 生 下 来 
就 没有 奶 吃 ， 又 正 赶 上 “大 跃进 "和 三 年 困难 时 期 ， 用 母亲 的 话说 ， 她 是 
从 针眼 里 逃 出 来 的 一 条 命 。 小 妹妹 是 我 们 兄 第 姊妹 里 个 子 最 小 的 ， 可 她 
HERFS, RRS, AmE ii. ti CR Wa ART 
我 母亲 所 有 的 优点 。 小 妹妹 高 中 毕业 后 ， 没 郑 上 大 学 ， 就 回 到 家 里 。 因 


为 当时 我 们 已 经 分 家 了 ， 家 里 只 有 我 大 妹妹 、 小 妹妹 和 母亲 在 一 起 生 
活 。 我 们 家 的 房子 地 势 比较 高 ， 往 上 拉 水 需要 有 壮 劳 力 。 我 在 城 里 工 
作 ， 很 性 ， 家 里 得 有 个 男 的 主事 ， 所 以 束 给 小 妹妹 招 了 个 女 婚 。 小 妹夫 
叫 何 发 ， 个 儿 不 高 ， 甘 肃 静 守信， 在 穷 百 人 家 出 生 ， 没 有 上 过 学 ， 跟 着 
别人 学 木工 活 。 刚 进 我 家 门 时 ， 他 还 是 一 个 比较 勤劳 纯朴 的 小 伙 子 ， 婚 
后 和 小 妹妹 育 有 一 儿 一 女 ， 生 活 还 算 可 以 。 慢 慢 地 ， 他 就 变 成 一 个 能 说 
会 道 、 能 拘 会 算 的 人 了 。 小 妹妹 喜欢 剪纸 ， 剪 各 种 窗 花 ， 记 得 小 时 候 过 
年 ， 总 是 由 我 糊 窗 户 、 写 对 联 ， 小 妹妹 檀 窗 花 、 贴 窗 花 。 那 一 年 是 什么 
生肖 年 ， 她 就 前 什么 动物 形状 的 帘 花 。 


我 们 家 里 虽然 父母 没有 文化 ， 但 是 兄弟 姊妹 六 人 都 和 文化 有 着 不 解 
之 缘 。 不 过 最 后 走出 来 的 就 只 有 我 一 个 ， 我 在 外 和 面 奔流， 还 算 小 有 名 
气 ， 收 入 也 比 他 们 高 一 点 ， 所 以 帮 帮 兄弟 姊妹 们 责 无 劳 贷 。 现 在 ， 家 里 
的 大 事 都 由 我 来 办 ， 特 别 是 出 钱 的 事情 ， 我 不 会 要 他 们 负担 。 我 们 融洽 
的 兄 毗 姊妹 关系 ， 在 蒋 家 沟 是 出 了 名 的 。 


FAIL PA EST SH 


1958 年 ， 我 9 岁 ， 上 二 年 级 ， 正 着 “大 跃进 ”>， 紧 接着 是 三 年 困难 时 
He KER MKIKAA, KRK ERRE REKET o iik 
库 第 一 期 工程 上 马 ， 来 自 外 地 的 民工 占据 了 村 里 每 家 每 户 的 房屋 窑洞 ， 
我 们 三 孔 住 家 的 窑洞 全 被 占用 ， 被 迫 暂 住 在 以 前 作为 厕所 和 猪 圈 的 两 也 
破 窑洞 中 。 人 父亲、 大姐、 大哥 都 日 夜 奋战 在 水 库 工 地 ， 母 杀生 完小 妹 ， 
还 得 照顾 大 妹 、 二 哥 和 我 。1959 年 底 ， 大 食 意 倒 财 ， 学 校 倒闭 。1960 年 
时 已 经 没有 多 少 粮食 吃 了 ， 香 兰 菜 、 芳 菜 、 萌 和 宿 、 玉 米 芯 、 榆 树 皮 都 被 
当 作 粮食 ， 每 天 每 人 发 二 两 黑 油 渣 面 。 我 家 门口 有 一 棵 老 榆 树 ， 父 亲 和 
JURA DM, 剥 了 粗 皮 , WFA, ENNERT. FORE RO, A 

玉米 已 磨 成 的 粉 混合 ， 由 母亲 给 我 们 做 搅 团 。 榆 树 皮 粉 做 的 “ 沫 糊糊 ”* 蝎 
起 来 一 头 在 嗓子 眼 里 ， 一 头 在 碗 里 。 我 们 都 身体 浮肿 ，11 岁 的 我 挺 着 透 
明 的 大 肚皮 ， 能 看 到 曲张 的 静脉 血管 。 


最 好 吃 的 是 饼 。 有 一 天 ， 我 父 杀 路 经 村 口 时 ， 看 见 给 水 库 工 地 送 饭 
KTA ERAAI, AREER E, JLA 
抢 ， 我 父亲 摘 下 帽子 ， 双 手 捧 着 地 上 的 面糊 汤 ， 连 土 带 石 子 一 块 儿 用 帆 
子 提 回 来 ， 母 杀 赶 紧 用 玉米 芯 粉 和 榆树 皮 面 一 起 烙 了 几 个 薄 亮 的 饼 ， 加 
了 盐 和 葱花 ， 人 饼 内 的 石子 明显 地 凸 出 来 。 她 给 我 们 一 人 分 了 两 个 碗 口 大 
的 饼 ， 这 两 个 饼 是 我 有 生 以 来 吃 得 最 香 、 吃 得 最 快 的 饼 ， 让 我 记 了 一 肆 
Ta 


春天 ， 我 和 二 哥 提 着 钢 头 到 种 过 土豆 的 地 里 ， 训 无 目的 地 乱 搂 ， 偶 
AR Ale EASE SAE RE So ARERR AE TE 
而 出 的 土豆 苗 ， 哥 俩 这 出 户外 ， 慢 慢 地 将 地 连夜 挖 到 底 ， 真 是 没有 日 费 
劲 ， 拓 然 挖 到 了 器 鼠 的 老 屯 粮 库 ， 抱 出 两 党 带 芽 的 土豆 和 两 仍 豆芽 。 这 
个 秘密 是 藏 不 住 的 ， 第 二 天 ， 村 里 好 多 人 都 合 上 工具 满 地 挖 ， 听 说 也 有 


冬 到 的 ， 但 收获 没有 我 们 这 样 丰 厚 ， 我 们 连 着 几 天 都 吃 饱 了 肚子 ， 比 过 


年 还 高 兴 ! 


从 那 以 后 ， 我 对 捕 鼎 鼠 很 感 兴趣 ， 因 为 它 的 肉 很 好 吃 ， 而 且 碳 鼠 是 
农民 的 大 害 ， 田 地 里 到 处 都 是 它 拱 出 的 土 包 。 我 跟 独 大 哥 学 会 了 用 杠杆 
AR TEARI, RIER ER RKE A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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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 沫 叶 ， 和 家 人 一 起 充饥 。 有 时 把 嵌 鼠 用 泥巴 了 里 上 ， 在 火 膛 里 烧 好 ， 拿 
HRD GE, AAA) a! 村 里 好 多 人 都会 捉 暖 県 。 


有 一 次 ， 束 我 一 人 在 家 ， 肚 子 饿 得 吐 咕 叫 ， 我 就 在 伐 倒 的 老 榆 树 上 
撕 细 皮 号 。 吃 多 了 特别 亲 心 ， 打 开 床 柜 ， 见 有 半 瓶 白酒 ， 拧 开 塞 子 狐 喝 
两 口 ， 再 到 院 里 郴 太 阳 ， 没 多 大 一 会 儿 就 醇 倒 上 上， 恶心 得 将 榆树 皮 全 吐 
SHR, REAR, DEAR, 騎 在 院 子 里 不 省 人 事 。 母 茶 回 家中 了 一 
跳 , 団 到 一 股 酒 味 オ 知道 我 倫 喝 了 酒 。 


到 1961 年 ， 玉 米 刚 出 线 时 ， 我 偷偷 溜 进 地 里 生 吃 新 鲜 的 玉米 。 小 考 
出 穗 后 快 到 收割 前 ， 我 、 父 杀 、 大 哥 和 二 哥 ， 等 到 夜深人静 ， 偷 筋 些 支 
Fo HFR, EERE, KZRA EE, FEDA, HA 
在 磨 子 上 推 。 我 们 兄弟 都 是 推 磨 能 手 ， 那 阵子 更 是 有 使 不 完 的 劲 儿 ， 边 
推 边 用 手 抓 推 下 来 的 麦 梭 ， 连 皮带 元 吃 挥 ， 那 个 香味 至 今 仍 让 我 魂 罕 梦 
经 。 天 亮 前 要 把 家 里 的 一 切 东西 都 恢复 正常 ， 要 是 被 工作 组 发 现 ， 惑 会 
马上 被 送 去 元 改 队 。 上 天 保佑 ， 我 们 没 被 工作 组 碰 上 过 。 慢 慢 地 大 家 都 
捍 了 过 来 ， 到 1962 年 ， 生 活 开 始 恢复 正常 ， 每 次 吃饭 都 是 由 父 杀 给 我 们 
平均 分 配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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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章 ' 走 出 家 乡 的 山路 


别人 叫 我 < 三 蛮 子 ” 


我 幼年 的 时 候 没 吃 过 盏 ，6 岁 时 还 在 吃 母 杀 的 奶 ， 但 后 来 却 吃 尽 了 
否 。 可 以 这 样 说 ， 大 哥 继 承 了 父 杀 的 巧 ， 二 哥 继承 了 父 杀 的 胆 小 ， 我 则 
ARIK J RMR”. 


我 六 七 岁 的 时 候 ， 大 哥 到 山里 砍 柴 放 牛 ， 我 死 缠 人 硬 磨 地 要 跟着 他 上 
山 ， 跟 关 他 放 牛 。 我 八 九 岁 时 束 跟 着 父亲 进 山 干 活 ， 上 学 的 学 费 痢 是 我 
目 己 挣 的 。 我 认识 好 多 中 药 ， 都 是 小 时 候 父 杀 带 着 我 们 去 采 药 的 时 候 认 
识 的 。 我 十 二 三 少 的 时 候 就 进 山 挖 药 ，14 尹 就 跟着 大 哥 在 十 万 沟 割 竹 
子 、 编 饼 、 打 笼 。 从 小 我 就 特别 能 吃 否 ， 个 性 很 强 ， 做 任何 事情 都 很 认 
H, REAM RRP”. 


我 们 每 年 部 要 进 山 到 十 万 沟 割 竹子 ， 每 次 都 沿 看 泾 河 走 ， 光 着 脚 过 
Am, 有 道 走 “ 七 十 三 道 脚 不 干 "。 据 現 十 万 泡 直 黄帝 在 峰 喘 山 回 道 時 10 
万 随从 大 苗 驻 扎 的 地 方 。 我 们 去 十 万 沟 制 竹子 ， 上 山 一 般 都 是 4 到 6 个 人 
结伴 而 行 。 凌 晨 1 点 多 就 得 起 床 出 发 ， 腰 间 系 一 条 绳子 ， 步 行 40 多 里 
地 ， 到 那个 地 方 ， 天 还 没有 亮 。 下 了 十 万 沟 ， 冬 天 要 用 镰 背 把 冰 打 开 ， 
PUEH EMRE AK, ERARE PRD EKA. LEAS 
子 ， 我 们 要 先 吼叫 一 阵子 ， 因 为 豹子 是 怕人 的 ， 让 它 走 开 我 们 才 敢 上 
山 。 上 山 吃 过 于 粮 后 ， 剩 下 的 黄 面 饼 子 就 挂 在 树 上 ， 还 得 把 口袋 系 好 ， 
怕 马 鸦 来 吃 掉 。 十 万 沟 那 个 地 方 是 一 个 壁 立 干 倪 的 大 峡谷 ， 从 洼 里 下 去 
都 是 蛇 ， 我 们 就 抓 着 树干 下 去 。 人 竹子 要 挑 着 拒 痢 一 根 一 根 地 制 。 当 年 的 
TIF MAT, eM. HAT POSS: 隔年 的 老 竹 子 叫 王 竹 ， 
xe FA RABAT it FB FY 


Fk Db BN ADP 4 PH A a A EE, 得 赴 快 把 割 好 的 竹 子 収 
拾 好 ， 一 把 一 把 地 收拾 成 一 大 操 。 一 大 捆 捆 好 ， 大 概 七 人 十 帮 ， 最 多 的 


也 就 100 多 厂 。 捆 好 以 后 打 在 肩 上 ， 过 河 ， 上 洼 。 路 是 羊 肠 小 道 ， 特 别 
陆 ， 非 党 危险 ， 要 小 心 距 地 走 ， 一 不 小 心 束 会 控 到 沟 里 。 冬 天 穿 者 栅 
人 刁 ， 汗 水 流 到 嘴 里 、 眼 睛 里 ， 都 没 法 擦 ， 因 为 长 长 的 竹 捆 挨 着 一 侧 的 

脸 。 到 山顶 以 后 ， 把 竹子 一 扔 ， 丹 在 地 上 ， 闭 上 了 眼睛 3 分 钟 后 才 松 一 口 
气 。 这 时 再 把 竹子 分 成 两 捆 ， 捆 好 以 后 ， 把 杨 只 一 胶 ， 把 剩 下 的 僻 吃 了 
就 下 山 。 走 一 会 儿 ， 鞭 一 会 儿 ， 有 的 时 候 下 山 时 腿 软 得 打 战 ， 到 家 已 经 
是 晚上 九 十 点 钟 了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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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 。 然 后 再 育 到 城 早 表 了 , SES Bem Ki thee, KKR MAHR, 
农村 的 人 一 年 也 挣 不 了 几 个 钱 ， 只 能 靠 这 些 补 贴 家 用 ， 我 小 时 候 就 是 这 
样 经 常 跑 山 的 。 


个 性 很 强 是 我 的 优 点 又 是 我 的 缺点 ， 干 活 的 时 候 很 < 毒 ”， 总 要 比 别 
人 和 弄 得 好 ， 弄 得 多 。 本 来 像 我 这 样 十 三 四 岁 的 年 纪 ， 山 里 的 人 挑 60 斤 区 
够 了 ， 我 肯定 要 挑 100 厂 ， 每 次 回来 的 时 候 都 累 得 汗 流 淡 背 。 有 一 次 上 
山 割 竹子， 山上 都 是 雪 ， 我 突然 滑 倒 ， 竹 厢 儿 罕 透 掌心 ， 血 往外 冒 ， 我 
从 柚 衣 袖口 斯 出 一 点 栅 花 烧 成 灰 数 在 伤口 上 止血 ， 一 时 手 肿 成 大 能 和 党， 
还 用 左手 制 了 一 捆 竹 子 。 我 回去 不 敢 对 父亲 说 ， 但 父亲 还 是 知道 了 ， 不 
给 我 饭 吃 ， 其 实 他 是 心疼 我 ， 惩 如 我 不 听话 。 此 后 每 逢 我 进 山 ， 父 杀 总 
要 在 半路 上 接 我 。 有 一 天 ， 我 过 泾 河 时 被 雷阵雨 和 冷水 激 了 ， 出 了 一 壬 
于 肪 次 ， 从 此 留 下 病根 ， 直 到 现在 还 深水 过 敏 。 我 这 个 人 从 来 不 愿 服 
输 ， 农 村 里 每 家 门口 都 要 堆 一 个 柴火 堆 ， 我 们 家 门 前 的 荣 火 堆 是 最 大 
的 。 好 多 村 里 人 说 :“ 你 们 家 的 老 三 是 个 念书 人 ， 怎 么 弄 得 这 么 好 ， 而 
且 挖 的 木 刺 还 都 是 融 根 的 ? ”生产 队 里 干 一 样 的 活 ， 给 别人 7 分 钱 却 给 我 
5 分 钱 ， 我 就 不 服 ， 所 以 我 豆 欢 做 包工 活 ， 结 果 落 下 了 腰 肌 劳损 的 毛 
病 。 


我 小 时 候 酷 爱 武术 ， 可 能 与 我 们 家 在 清 代 做 枪 棒 教头 的 祖 太仓 将 德 
译 有 关 ， 但 因为 父 杀 反对 ， 没 有 学 成 。 于 是 我 就 痢 迷 于 我 表 叔 讲 的 故 


事 ，《 彭 公案 》《 施 公案 》《 杨 香 武 三 盗 九 龙 杯 》 之 类 的 巧 疑 和 武侠 故 
事 是 我 最 爱 听 的 ， 我 还 经 常 借 来 这 样 的 书目 己 在 煤油 灯 下 读 。 受 父 杀 影 
啊 ， 我 从 小 也 喜欢 音乐 ， 豆 欢 吹 篆 子 。 有 时 候 好 不 容易 遇 到 一 个 雨天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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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从 家 里 赶 了 出 去 。 


我 七 八 几 时 就 开始 写 毛笔 字 ， 我 们 进 山 的 时 候 要 路 过 一 个 红 石 窗 ， 
那个 地 方 的 石头 都 是 红 的 ， 我 融 找 稍微 松 一 点 的 ， 在 石 视 里 磺 碎 了 以 后 
多 水 挠 和 成 红 泥 糊糊 ， 王 了 以 后 用 铲子 铲 到 硕 里 面 再 稀释 ， 用 筷 当 黑 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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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 式 委 特別 , VEREKR SS SAAS SF, MRAP 


我 父亲 一 心 想 让 我 学 文化 ， 希 望 我 将 来 有 机 会 走出 去 。1969 年 我 初 
中 刚 毕 业 ， 因 大 哥 受伤 ， 二 哥 当 兵 ， 我 开始 承担 起 了 家 里 的 生活 重担 。 
那 时 我 特别 羔 莫 有 工作 的 人 ， 经 常 幻想 将 来 要 找 一 份 什么 样 的 工作 ， 能 
离开 这 个 贫穷 的 地 方 。 为 了 改变 自己 的 生存 环境 ， 我 自学 了 很 长 时 间 的 
中 医 针灸 ， 但 是 我 角子 里 面 还 是 热爱 艺术 的 。 屠 时 没有 条 件 买 纸 和 着 

料 ， 我 就 在 家 里 的 墙 上 画 ， 我 画 的 画 、 写 的 “ 毛 体 ”一 毛 主席 诗词 ， 把 
自家 的 窑洞 都 涂 满 了 。 


我 的 大 学 


1970 年 ， 平 凉 肉 联 厂 要 招 屠 谭 工 ， 给 我 们 赃 山 公社 分 配 了 5 个 指 
标 ， 凡 啊 公 社 又 给 我 所 在 的 蒋 家 沟 大 队 分 配 了 一 个 指标 。 因 为 当时 二 哥 
当 兵 刚 回来 ， 已 经 被 分 配 到 靖 远 煤矿 工作 ， 生 产 队 要 考虑 家 里 没有 工作 
的 人 。 但 其 他 符合 条 件 的 人 又 没有 什么 文化 ， 怕 录取 不 上 把 指标 浪费 
了 ， 我 就 被 算 作 一 个 备用 的 ， 如 果 另 一 个 人 审验 不 上 就 让 我 去 。 结 果 招 
工 的 时 候 把 我 们 两 个 都 招 去 了 ， 原 因 很 偶然 也 很 简单 ， 因 为 我 的 履历 表 
是 用 工整 的 毛笔 字 填 写 的 。 招 工 的 人 看 到 我 填 的 表 ， 觉 得 现在 的 学 生 都 
不 上 课 了 ， 还 有 人 写 这 么 好 的 毛笔 字 ， 真 不 多 见 ， 就 把 我 当 作 一 个 文化 
人 录取 了 。 


1970 年 我 在 甘肃 平凉 肉 联 厂 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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猪 毛 一 根 不 剩 地 刊 干 净 。 这 活 义 脏 义 索 ， 但 我 当时 干 得 有 滋 有 味 ， 因 为 
我 已 经 是 一 个 有 工作 的 人 了 。 


没 过 一 个 星期 ， 我 就 被 晋升 为 车 间 保 管 员 ， 管 工作 服 、 工 具 、 雨 
鞋 ， 还 有 和 生猪、 猪肉 。 每 天 用 著 子 数 猪 ， 生 猪 数 要 与 猪肉 数 对 上 ， 按 生 
猪 数 交接 猪肉 。 做 这 工作 必须 细心 ， 还 要 有 很 强 的 责任 心 ， 一 点 也 马虎 


不 得 。 当 时 我 对 这 份 保管 员 的 工作 敬业 得 不 得 了 ， 做 本 职工 作 之 余 还 学 
会 了 使 用 颖 纪 机 ， 在 业余 时 间 义 务 给 大 家 补 工作 服 。 


第 一 月 我 领 到 19.50 元 工资 时 ， 别 提 心 里 有 多 么 高 兴 了 。 小 时 候 ， 
家 里 生活 是 那样 困难 ， 我 想 如 果 我 有 一 份 工作 的 话 ， 我 们 家 的 状况 就 会 
有 很 大 改善 ， 现 在 终于 如 愿 以 偿 了 。 此 后 ， 每 个 星期 六 我 都 要 回 家 看 父 
母 ， 当 时 小 侄女 刚 满 一 沁 ， 每 次 我 都 要 买 一 包 馒 头 、10 斤 猪 蹄 回 家 。 羽 
外 ， 我 每 月 都 要 给 父亲 5 元 钱 。 我 工作 后 ， 家 里 的 生活 水 平 提 高 了 不 


少 。 


之 后 ， 领 导 和 觉得 我 的 毛笔 字 写 得 很 好 ， 就 经 常 让 我 抄 一 些 文 件 ， 写 
一 些 大 幅 标 语 ， 办 一 些 黑板 报 什么 的 。 再 加 上 我 义 会 吹 备 子 、 拉 二 胡 ， 
也 就 顺理成章 地 参加 了 厂 里 野营 拉练 的 宣传 队 。 这 样 ， 我 在 厂子 里 也 算 
古 一 个 活路 分子， 很 快 束 成 了 肉 联 广 的 红 人 。 当 时 厂 里 有 两 三 个 寻 女 对 
我 有 好 感 ， 有 一 个 经 冲 给 我 送 电影 票 ， 还 有 一 个 为 了 和 我 见面 ， 特 意 跟 
别人 换班 来 和 我 一 起 值 夜班 。 但 我 那 时 候 很 保守 ， 夜 班 里 我 们 一 起 读 
书 、 弹 芬 、 讲 故事 ， 我 给 她 弹 了 一 夜 凤 凰 芬 ， 数 次 和 她 一 起 值 夜班 ， 但 
连 她 的 手 部 没 地 摸 一 下 。 因 为 那 时 候 和 现在 不 一 样 ， 男 女 之 间 的 交往 不 
像 现在 这 样 自 由 。 


1971 年 7 月 ， 大 学 招收 工农 兵 学 员 ， 我 一 开始 没有 报名 ， 不 是 不 想 
报 ， 是 不 敢 报 。 我 党 得 我 现在 的 工作 已 经 算 一 步 登 天 了 ，19.50 元 的 工 
资 已 经 不 错 ， 不 敢 再 奢望 更 多 了 。 但 眼看 着 别人 都 在 报名 ， 我 也 妨 不 住 
报 了 ， 当 时 广 里 一 共 报 了 16 个 人 ， 我 是 第 15 个 。 当 时 ， 谁 能 当 上 大 学 的 
工农 兵 学 员 需 要 全 体 工人 推荐 决定 ， 结 果 大 会 表决 我 以 98% 的 赞成 率 胜 
出 。 


起 初 ， 肉 联 三 推荐 我 学 制药 专业 ， 因 为 他 们 认为 我 曾 自 学 过 针灸 ， 
还 能 目 己 给 目 己 扎 针 ， 学 医药 专业 一 定 会 学 好 。 但 我 更 爱 艺 术 ， 就 目 己 
决定 去 考 艺 术 专 业 。 招 生 的 人 拿 出 艺术 院 校 招生 简章 让 我 看 ， 我 当时 不 
知道 有 中 央 美 术 学 院 ， 只 看 见 甘肃 师范 大 学 〈 现 西北 师范 大 学 ) 有 條 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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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 考试 很 简单 ， 招 生 的 人 问 我 :“ 你 会 什么 ? "我 说 : RAH 
画 、 写 字 、 吹 笛子 、 拉 二 胡 。” 他 让 我 写字 ， 我 瑟 了 “无 限 风光 在 险 
峰 ”"。 他 让 我 吹 伴 子 ， 我 哆 了 前 不 久 才 跟 文工团 赵 治 元 学 的 曲子 《我 是 
一 个 兵 》。 他 让 我 拉 二 胡 ， 我 束 拉 了 《 北 泵 有 个 金太 阳 》。 束 这 样 ， 考 
试 结束 ， 我 就 算是 考 上 了 。 


因为 我 们 是 “文章 ”中 第 一 届 工 农 兵 学 员 ， 这 在 当时 是 了 不 起 的 大 
事 ， 所 以 平 深 地 区 打算 给 将 要 入 学 的 工农 兵 学 员 开 一 个 隆重 的 欢送 会 。 
因 当 时 没有 人 接班 ， 我 没 能 够 参加 这 次 “盛会 "， 还 因为 交接 工作 上 晚 走 了 
JLK 


去 上 大 学 时 我 没有 福子 ， 平 党 在 上 里 ， 我 们 每 晚 睡 的 是 麦草 上 面 铺 
的 毛 秸 ， 总 不 能 背 着 麦草 、 毛 秸 上 大 学 吧 。 上 三 里 几 个 朋友 一 起 出 钱 给 我 
做 了 一 床 钴 子 ， 父 杀 给 我 做 了 一 床 新 锌 子 ， 父 杀 的 朋友 又 给 我 做 了 一 个 
木 箱子 ， 我 就 背 着 这 三 样 东 西 去 兰州 了 。 


到 了 学 校 ， 当 时 的 口号 是 “为 工农 兵 争 光 ， 为 毛 主席 争气 ”。 我 深 知 
目 己 所 屑 负 的 重任 ， 但 是 学 什么 呢 ? 别人 都 有 一 项 特长 ， 我 好 像 什么 都 
会 ， 但 一 项 特长 也 没有 ， 连 什么 是 版 画 、 国 男 都 不 知道 。 


KRENEFPAAKA, BUEN, SRE, PURER, 参 
加 军事 训练 。 专 业 上 也 是 音乐 、 闫 术 同 时 学 ， 还 要 学 舞蹈 ， 每 天 要 练 
功 。 首 乐 我 选 学 了 二 胡 和 手风琴 ， 美 术 只 学 油画 ， 因 为 没有 国画 老师 。 
后 来 分 专业 时 ， 我 拿 不 定 主意 ， 不 知道 到 底 学 什么 。 我 爱 音 乐 ， 学 得 也 
不 错 ， 学 男 画 却 没 基 础 。 老 师 说 你 的 声音 不 错 ， 学 声乐 吧 ， 但 我 对 目 己 
的 形象 总 有 点 儿 不 目 信 。 想 来 想 去 ， 最 后 还 是 决定 学 男 ， 油 男 、 国 男 一 
起 学 。 


可 以 说 ， 当 时 在 业务 上 我 是 一 无 是 处 ， 但 我 有 一 个 优点 ， 就 是 虚 


心 。 我 读 表 了 图 书馆 经 过 “文章 ” 浩 动 仅 存 的 一 些 专 业 书 ， 请 教 了 我 的 所 
有 老师 和 同学 。 学 校 每 晚 12 点 断 电 ， 我 就 早上 5 点 起 床 ， 昌 天 读书 学 
画 ， 晚 上 临 帖 写 字 。 大 学 期 间 ， 我 “ 双 钧 * 完 于 右 任 的 标准 草书 千 字 文 和 
K ER REE, MERASA RPA E m o 


> 


我 在 水 库 写 生 


1983 年 油画 写生 


1974 年 我 的 大 学 班级 合影 


三 年 大 学 毕业 后 ， 由 于 父 杀 病故 ， 为 了 照顾 母亲 ， 我 回 到 了 我 的 家 
乡 。1978 年 我 结婚 成 家 ， 生 活 安 定 了 下 来 。 作 为 平凉 群 艺 馆 的 一 名 美术 
工作 人 员 ， 我 开始 了 漫长 曲折 ， 充 满 百 难 和 欢欣 的 艺术 人 生 。 


有 了 自己 的 第 一 个 画室 


1979 年 1 月 ， 我 的 儿子 出 生 ， 在 这 之 前 ， 我 的 岳母 和 我 们 在 一 起 生 
活 ， 孩 子 三 个 月 的 时 候 ， 她 觉得 我 们 成 了 她 的 负担 ， 就 让 我 们 自己 独立 
生活 。 我 们 没有 房子 住 ， 无 条 搬 回 了 和 群 艺 馆 里 16 平 方 米 的 工作 间 。 因 为 
孩子 小 ， 我 又 把 母 杀 接 来 帮 着 看 孩子 ， 我 母 杀 来 了 之 后 ， 小 房子 里 住 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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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是 太 作 难 了 。1979 年 的 七 八 月 ， 我 打算 在 工作 间 北 边 盖 一 个 小 灶 房 。 


我 住 的 这 排 房 子 是 坐 东 房 ， 从 南 到 北 共 四 间 ， 我 住 在 最 北 涉 。 距 门 
口 1.5 米 左右 是 一 座 正 北 房 的 侧面 ， 所 以 我 的 房子 第 年 没有 阳光 ， 房 子 
后 面 是 群 艺 馆 的 出 所 。 去 出 所 有 两 条 路 ， 一 条 是 从 南边 走 ， 为 一 条 是 从 
北面 经 过 我 家 门口 。 刊 东风 的 时 候 ， 而 所 的 味道 融 全 都 球 到 家 里 来 了 。 
这 还 不 是 最 让 人 为 难 的 ， 最 难 的 是 我 们 设 办 法 做 饭 ， 我 也 没 办 法 画 画 。 


当时 我 们 的 老 馆 长 调 走 了 ， 副 馆 长 下 乡 了 ， 由 老 会 计 王 天 一 代 管 着 
群 艺 馆 的 日 常事 务 。 我 就 去 找 王 会 计 说 : “我 想 把 北 头 这 个 地 方 墙 起 来 
弄 一 个 灶 房 。 你 看 我 妈妈 来 了 ， 孩 子 义 小 ， 没 办 法 工作 ， 也 没 办 法 做 
饭 ， 住 着 也 不 方便 。” 王 会 计 这 个 人 特别 善 解 人 意 ， 他 说 :“ 你 盖 吧 ， 反 
正 馆 长 不 在 ， 等 他 回来 我 再 跟 他 说 说 。” 有 这 人 句 话 我 就 放心 了 。 我 反复 
量 了 位 置 ， 我 们 群 艺 馆 的 院 增 是 斜 的 ， 房 子 古 正 的 ， 我 的 房子 北边 距离 
院 墙 只 有 1 米 ， 但 后 面 却 有 2.7 米 宽 的 空地 ， 构 成 一 个 喇叭 头 的 形状 ， 我 
就 琢磨 怎么 在 这 里 盖 一 个 属于 自己 的 灶 房 。 


我 和 大 哥 带 了 镰刀 、 和 关子 到 山里 面 去 砍 了 一 些 不 受 林业 部 门 管制 的 
老 沙 环 刺 棒 ， 因 为 这 种 沙 环 树 长 不 到 10 年 就 死 了 ， 我 们 就 选 了 稍微 问 正 
一 些 的 当 橡 子 使 。 整 整 一 天 ， 大 概 弄 了 100 多 根 长 短 不 一 的 沙棘 刺 棒 用 
车 子 拉 回来 。 我 们 租 了 一 辆 拖拉 机 ， 拉 了 一 些 麦 草 和 土 ， 一些 砌 墙 用 的 


土坯 。 又 在 市 场 上 买 了 一 个 简单 的 门框 ， 把 旁边 用 土坯 塞 满 ， 除 留 了 一 
个 窗户 外 ， 就 顺 着 群 亏 馆 2 米 高 的 围墙 一 直 垒 上 去 。 然 后 用 沙 环 棒子 在 
上 面 搭 了 一 个 斜坡 ， 用 买 来 的 一 卷 油 秸 盖 到 上 面 ， 再 用 泥 糊 住 ， 我 的 小 
灶 房 就 算是 盖 起 来 了 。 说 是 灶 房 ， 其 实 人 简陋 得 束 像 个 牛 机 一样。 手巧 的 
大 哥 把 墙 泥 得 溜 光 汐 光 的 ， 在 空间 小 的 这 头 盘 了 一 个 钢 兴 ， 在 空间 大 的 
那 涉 盘 了 一 个 抠 ， 因 为 我 母亲 要 住 热 护 ， 锅 头 的 热气 可 以 把 搞 再 烧 热 。 
整整 折腾 了 半 个 月 ， 把 我 和 大 哥 ， 还 有 我 的 一 个 学 生 折腾 得 筋疲力尽 ， 
不 过 我 忆 算 如 愿 以 偿 了 。 


在 我 还 没有 从 疲 务 中 组 过 劲 时 ， 我 的 这 间 灶 房 就 出 事 了 。 我 们 群 艺 
馆 有 一 个 人 ， 我 平时 章 称 他 为 老师 。 我 的 房子 刚刚 瘟 好 ， 他 就 给 我 们 的 
领导 打 了 电话 ， 谨 我 的 这 间 房 子 影响 他 上 厕所 了 ， 必 须 马 上 拆 掉 。 于 是 
领导 如 非 要 我 把 灶 房 拆卸。 我 对 领导 说 : “你 不 在 时 ， 我 跟 王 会 计 打 过 
招呼 了 。” 领 导 说 :“ 跟 谁 说 了 也 不 行 。” 饼 里 其 他 人 见 我 费 了 九 牛 二 虎 
之 力 ， 好 不 容易 才 盖 起 这 间 灶 房 来 ， 部 帮 我 跟 领 导 说 好 话 。 但 领 寻 坚持 
要 让 我 把 灶 房 拆除 ， 还 说 要 把 我 告 到 文化 处 ， 说 我 不 听话 。 


我 只 好 几 次 去 找 领导 沟通 ， 求 他 手下 留情 ， 和 希望 他 能 考虑 我 家 的 实 
际 困难 ， 拆 了 这 间 房 ， 我 就 没 办 法 生活 了 。 但 领导 说 我 影响 了 单位 的 形 
象 ， 在 会 上 宣布 ， 勒 令 我 7 天 之 内 必须 拆除 ， 不 然 就 请 工人 给 我 拆除 。 


当时 我 的 心情 很 不 好 ， 本 喘 畜 那个 灶 房 束 累 倒 了 ， 加 上 妻子 嫌 我 太 
富 蝇 ， 要 跟 我 离婚 ,孩子 义 太 小 ， 还 要 哆 牛奶 。 生 活 已 经 很 紧张 了 ， 租 
拖拉 机 和 买 那些 乱 七 八 粮 的 建材 义 花 了 不 少 钱 和 精力 。 我 怎么 部 想 不 
通 ， 有 点 绝望 了 ， 感 觉 忍 耐力 已 经 超过 了 我 的 极限 。 在 号 体 和 精神 都 超 
负 答 的 状态 下 ， 我 产生 了 现在 看 来 非常 可 怕 的 一 些 想 法 ， 并 且 也 在 行动 
上 做 好 了 准备 ， 静 等 7 天 期 限 的 到 来 。 


然而 天 无 绝 人 之 路 ， 就 在 7 天 期 限 最 后 一 天 的 关键 时 刻 ， 我 们 群 艺 
馆 来 了 一 个 人 ， 叫 肾 学 士 ， 是 当时 我 们 平头 的 三 大 才子 之 一 ， 以 前 还 当 
过 平 闵 市 的 宣传 部 部 长 。 府 学 士 来 到 群 艺 馆 ， 四 处 看 了 一 人吉 后 问 :“ 听 


说 将 志 竹 在 院子 里 面 盖 了 一 个 灶 房 ， 我 怎么 没 看见 ? ”有 人 领 他 到 厕所 
边 上 指 给 他 看 ， 他 进去 看 了 后 没 说 话 就 走 了 。 此 后 的 几 天 ， 馆 里 的 领导 
也 再 不 提 让 我 拆 房 的 事 了 。 


一 周 后 ， 蔡 学 士 正式 束 任 群 艺 馆 馆 长 ， 在 第 一 次 见面 会 上 ， 他 
Bh: “我 们 群 艺 馆 里 都 是 知识 分 子 ， 秃 中 央 要 求 我 们 要 关心 知识 分 子 。 
有 人 反映 说 小 将 在 院子 里 面 盖 了 一 间 灶 房 ， 影响 了 群 艺 馆 的 形象 。 我 去 
AS, TEMPO Ets abe Ree, BEAR ASS SMe! 现在 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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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 棚 也 拆 了 重 盖 ， 盖 一 个 好 的 ! ” 


AR, 我 的 " 茅 屋 ” 就 送 欄 変成 了 破 房 , 我 在 増上 殺 了 画 板 , 成 了 我 
的 第 一 个 画室 。 

我 在 这 间 画 室 里 关 起 门 临 摹 了 两 年 多 的 百 男 ， 特 别 是 《石涛 画 谐 》 
和 石涛 的 其 他 山水 作品 ， 而 这 些 画 作 古 我 艺术 生涯 的 领航 之 作 和 指 路 明 
灯 ， 让 我 受益 一 生 。 这 间 房 是 我 艺术 生涯 中 不 能 志 怀 的 摇篮 。 


杨 家 山 酒 后 历险 
1981 年 ， 大 年 初 五 ， 天 和 气 晴 衣 ， 刊 着 风 。 


我 和 妹夫 去 杨 家 山 给 我 姑 和 爷爷 和 姑 奶 奶 拜 年 。 那 是 我 妹夫 跟 我 妹妹 
成 杀 的 第 二 年 ， 我 妹夫 第 一 次 上 麻 武 山 ， 我 理所当然 成 为 问 导 。 从 蒋 家 
沟 到 杨 家 山 也 就 不 到 20 里 地 ， 我 们 从 庙 里 一 直到 后 河 ， 上 四 六 沟 ， 上 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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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得 了 。 妹 夫 第 一 次 到 他 们 家 里 来 ， 再 加 上 是 大 年 初 五 ， 年 还 没有 过 
完 ， 姑 奶奶 做 了 特别 好 吃 的 饭 染 。 她 先是 调 了 一 大 盘 凑 荣 ， 把 师 干 的 了 蕨 
菜 、 瘦 肉 和 目 己 家 里 做 的 粉条 精心 炮制 ， 垒 成 高 高 的 一 盘 给 我 们 下 酒 。 
还 炒 了 回锅 肉 、 野 蕊 站 和 很 多 农村 里 的 山 染 ， 都 是 难得 的 山 珍 ， 摆 了 一 
大 桌子 。 姑 和 分 和 仓 平 时 不 喝酒 ， 那 天 一 定 要 跟 我 们 喝酒 猜 黎 ， 喝 着 喝 着 ， 
我 妹夫 冷 不 丁 地 说 那天 是 他 的 生日 ， 于 是 束 义 多 哆 了 几 杯 。 


因为 我 们 当天 必须 赶 回 蒋 家 沟 ， 第 二 天 我 要 回 平凉 上 班 ， 春 节 期 间 
群 艺 馆 的 工作 比较 忙 ， 妹 夫 也 要 回 100 公 里 之 外 他 工作 的 染 信 和 县 ， 所 以 
为 了 抓紧 时 间 ， 我 们 边 猜拳 边 喝酒 ， 大 杯 大 杯 喝 ， 喝 的 速度 也 比较 快 ， 
不 知 不 觉 ， 不 到 40 分 钟 束 把 两 厂 日 酒 喝 光 了 。 


BANA ANS SEE WS WEE EY Zs EES LER, Gas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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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能 赶 夜 路 ， 但 我 们 都 有 事 不 便 久 留 ， 尤 其 妹夫 执意 要 走 。 


没 想到 出 门 迎风 一 吹 ， 我 们 走 到 离 盘 坡 不 远 的 地 方 ， 两 个 人 都 醉 
J. RET, WREE, RAIDER, ERIE P T A 
i, BY EVA © BRRR REIA, KREE 
给 生产 队 放 过 两 年 牛 。 现 在 房子 部 拆 了， 还 剩 下 四 面 的 残 壁 断 墙 。 我 们 
打算 在 这 里 黄 恩 一 阵 册 走 ， 刚 坐 下 没 说 几 句 话 ， 妹 夫 忽 然 员 子 一 企 束 从 


旁边 的 一 处 陡坡 上 滚 了 下 去 。 好 在 坡 不 算 太 长 ， 我 赶忙 跑 下 去 ， 好 不 容 
易 把 他 并 了 上 来 ， 放 在 平地 上 ， 证 他 静 静 躺 一 会 儿 ， 但 没 想到 ， 他 的 眼 
镜 找 不 到 了 。 妹 夫 近视 ， 没 眼镜 是 不 行 的 。 为 了 找到 他 的 眼镜 ， 我 用 手 
划 拉 着 他 深 下 去 的 山坡 上 的 积 雪 ， 大 概 花 了 一 个 小 时 才 找 到 他 的 眼镜 。 
而 此 时 ， 妹 夫 已 经 醉 如 一 团 泥 了 ， 嘴 里 只 反复 喃 喃 地 说 :“ 我 要 死 了 ， 

我 要 死 了 。” 


小 时 候 出 门 ， 父 亲 都 要 说 : “孩子 ， 出 门 不 能 空白 手 ， 要 拿 个 办 杆 
挡 疯 狗 。” 所 以 我 出 门 有 个 习惯 ， 手 里 都 要 拿 根 不 长 不 短 的 棍子 。 我 拿 
棍子 在 他 的 屁股 上 抽 了 一 下 ， 说 你 装 什 么 蒜 ， 他 还 是 那 句 话 :“ 我 要 和 死 
了 了， 我 要 死 了 。” 看 着 大 已 经 黑 下 来 了 ， 我 扶 他 站 起 来 ， 他 像 面条 一 样 
扶 起 来 又 倒 下 去 。 没 有 办 法 ， 我 只 好 把 他 抱 在 一 个 场 坎 上 让 他 坐 好 ， 然 
后 背 着 他 下 山 。 他 的 两 条 腿 软 得 像 面 条 一 样 硝 拉 痢 ， 我 背 一 阵 就 要 把 他 
的 腿 往 上 拌 一 拌 。 


罕 过 一 条 小 河 ， 到 了 煤 贷 子 ， 我 小 时 候 ， 那 里 是 产 煤 的 地 方 。 一 路 
走 一 路 哆 ， 走 一 会 儿 ， 我 就 得 把 他 放 在 一 个 高 点 的 地 方 鞭 一 区 ， 还 不 能 
松手 ， 一 松手 他 就 倒 在 地 上 了 。 就 这 样 ， 走 到 红 石 腰 ， 上 了 那里 新 修 的 
RR, RECATA. 


红 石 腰 在 太 统 山 的 峡谷 里 ， 那 是 1958 年 “大 炼 钢 铁 ? 期 间 开 出 的 一 条 
小 道 ， 十 分 陡峭 ， 那 里 的 石头 都 是 红色 的 ， 所 以 就 叫 作 红 石 腰 。 小 时 候 
我 们 在 这 里 捡 石头， 把 石头 碾 雁 当红 土 ， 用 来 写字 。 那 里 的 路 是 新 修 
的 ， 一 面 千 山 ， 一 面 就 是 太 统 山 的 谷 确 ， 撒 下 有 一 条 河 。 紧 换 着 谷底 不 
很 宽 ， 也 就 十 多 米 的 样子 ， 惑 是 另 一 仙山， 脚下 的 路 就 挂 在 两 座 山 中 间 
的 石壁 上 。 路 面 到 谷底 是 很 陡 的 斜坡 ， 低 处 有 十 几米 ， 高 处 有 30 多 米 ， 
走 在 上 面 要 特别 小 心 。 


妹夫 的 个 子 比 我 矮小 ， 他 的 腿 达 拉 着 ， 走 独 走 独 我 已 经 很 紧 了 ， 没 
有 注意 他 的 腿 钩 到 了 石 尖 上， 又 把 我 的 腿 一 钩 ， 我 们 两 个 人 同时 术 了 个 
倒 栽 葡 ， 一 下 请 到 了 谷底 。 这 简直 太 惊 险 了 ! SK EM SIRE, 滑 下 


去 后 ， 我 先 摸 了 我 的 头 、 我 的 骆 膊 、 我 的 腿 ， 把 目 己 齐 齐 摸 了 一 图 ， 
得 还 能 站 起 来 ， 好 着 哩 ， 再 措 妹 夫 的 腹 膊 和 腿 ， 都 没有 折断 的 迹象 。 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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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 “ 硬 "的 地方 , 愉 巧 我 休 就 栽 色 那 里 了 。 我 育 起 妹 夫 , TI AE 
息 ， 没 想到 把 树 梢 拉 断 ， 两 个 人 又 深 了 下 去 。 妹 夫 髓 在 地 上 ， 我 已 经 入 
疲 力 尽 了 。 天 已 经 很 黑 了 ， 大 概 八 九 点 了 吧 ， 我 想到 口袋 里 还 有 几 个 小 
鞭炮 ， 措 出 火柴 还 能 探 看 ， 束 放 了 几 个 小 对 炮 给 目 己 壮 壮胆 。 休 忌 了 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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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 ， 走 着 走 着 ， 两 个 人 又 摔 倒 在 地 上 ， 挣 扎 着 爬 起 来 继续 走 ， 三 步 
a, retaliate HE, BANS Ae Se ER Sot. Ay 
河道 明 前 走 ， 走 到 党 家 山 从 红 石 腰 去 太 统 山 的 一 条 斜 路 上 。 这 条 路 我 
熟 ， 我 就 育 痢 他 从 这 条 和 斜 路 一 直 疏 到 正路 上 ， 我 才 长 出 一 口气 。 他 嘴 里 
还 是 那 一 句 话 :“ 我 要 死 了 了 ， 我 要 死 了 。?” 他 身上 一 点 文 撑 的 力量 也 没 
有 。 我 已 没有 力气 ， 只 好 一 只 手 拉 着 他 ， 架 在 我 脖子 上 ， 男 一 只 手 搂 着 
他 的 腰 ， 一 步 步 朝 前 挪动 。 过 了 泾 河 ， 上 庙 坡 到 了 虎 渡 口 的 时 候 ， 他 好 
像 自 己 能 动 了 ， 也 清醒 了 一 点 ， 能 站 住 了 。 就 这 样 ， 我 一 路 拖 着 他 ， 到 
了 我 们 家 的 坡 底下 ， 他 才 完 全 清醒 ， 才 能 走路 。 我 问 他 :“ 你 到 确 是 装 
的 还 是 真 的 不 能 走路 了 ? ”他 说 :“ 我 不 知道 啊 ! 怎么 回 事 ， 我 是 怎么 回 
来 的 ? R: MERRI!” 


一 路 上 ， 我 军 的 栅 座 都 湿 透 了 了 ， 等 我 们 进 了 家 门 ， 已 经 凌晨 1 点 多 
了 ， 把 我 母 杀 、 妹 妹 都 吓 坏 了 ， 家 里 人 没 想到 我 们 会 回来 。 我 们 头皮 都 
碚 破 了 ， 目 己 也 看 不 见 ， 这 才 发 现 两 个 人 脸 上 都 是 泥土 ， 都 是 血 ， 汗 毛 
竖 着 。 我 母 杀 以 为 我 们 是 被 鬼 迅 了 ， 融 找 硕 和 筷子 给 我 们 送 鬼 。 我 说 我 
好 着 哩 ， 我 踢 了 妹夫 一 脚 ， 说 :“ 他 这 一 路 害 死 我 了 ! ” 


打 水 洗脸 ， 然 后 一 沉睡 到 天 腕 。 


这 件 事情 虽然 过 去 这 么 多 年 ， 但 我 常常 想起 。 每 次 我 的 妹夫 来 了 ， 
我 总 会 提起 这 件 事情 ， 我 问 他 : “当年 你 到 底 是 想 害 我 呢 ， 还 是 怎么 回 
事 ? ”他 总 是 笑 着 说 :“ 我 怎么 会 害 你 呢 ? 那么 长 的 路 ， 十 几 里 地 让 你 把 
REER? ” 


两 个 人 从 几 十 米 高 的 山坡 扩 下 去 ， 只 蹦 破 了 点 弃 ， 真 是 福 大 命 大 ! 
我 说 ， 将 来 一 定 要 把 它 写 到 我 的 回忆 录 里 ， 不 写 的 话 ， 我 心里 就 像 缺 点 
东西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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努力 。1982 年 ， 北 京 画 院 的 赣 名 画家 王 文 芳 来 平头 采风 写生 。 朵 上 暇 时 他 
给 我 们 讲课 ， 边 讲 边 示范 ， 使 我 的 思维 窜 然 开朗 。 有 一 天 我 拿 出 写生 稿 
回 他 请 教 ， 王 老师 打开 一 看 ， 很 是 吃惊 :“ 画 了 这 么 多 ! ” 王 老 师 一 张 张 
看 完 后 ， 告 诉 我 :“ 你 现在 的 问题 不 在 技法 ， 而 在 眼力 。” 当 时 ， 馆 里 需 
要 一 个 给 王 老 师 引 路 并 照料 他 生活 的 人 ， 就 派 我 充当 了 这 个 角色 。 我 跟 
者 王 老 师 早出 晚 归 ， 翻 山越 恰 ， 一 个 月 下 来 ， 王 老师 跟 我 十 分 投缘 。 回 
到 馆 里 后 ， 王 老师 就 主动 跟 馆 长 提出 让 我 去 北京 进修 ， 并 拿 出 50 元 钱 给 
我 ， 说 这 是 你 进 未 的 路 费 。 这 时 的 群 艺 馆 馆 长 已 经 换 人 ， 新 馆 长 也 是 画 
画 的 ， 算 十 我 的 同行 。 开 始 馆 长 坚决 不 同意 ， 经 过 多 方 输 旋 ， 他 忆 算 同 
意 了 :“ 好 ! 只 给 你 友 工 资 ， 不 报销 其 他 一 切 费 用 。” 


我 当时 每 月 只 有 39.50 元 的 工资 ， 孩 子 还 小 ， 每 月 还 要 给 母 杀 10 元 
钱 生 活 费 ， 我 的 妻子 每 个 月 工资 也 不 到 10 元 ， 大 家 都 以 为 我 会 因为 经 济 
原因 放弃 这 次 机 会 ， 可 我 没有 ， 因 为 我 绝对 不 能 放弃 这 样 一 个 干 载 难 着 
的 机 会 。 


我 回 一 位 亲 威 提出 借 反 钱 ， 当 时 她 痛快 地 答应 了 :“ 等 你 走 的 时 候 
来 ， 我 借 你 100 元 。” 临 走 前 三 天 ， 我 跑 到 她 的 单位 ， 她 当时 在 和 同事 聊 
天 ， 我 看 到 人 多 ， 不 好 意思 直 说 ， 就 说 : “你 能 出 来 一 下 吗 ? ”她 
Ul: “PATA, MAR! ?我 说 :“ 你 不 是 答应 借 我 100 元 钱 吗 ? 我 后 
RMB ACRE To "MEAN: “Bah As ae MS Gt, Db ter He fe 
吗 ? ”她 不 但 没有 借 我 钱 ， 还 把 我 损 了 一 顿 ， 这 对 我 打击 特别 大 ， 当 时 
我 都 不 知道 自己 是 怎么 走 回去 的 。 没 办 法 ， 第 二 天 ， 我 只 好 把 自己 的 一 
辆 半 新 不 旧 的 目 行 车 推 到 市 场 里 ， 卖 了 80 元 ， 凑 足 了 路 寓 。 


这 80 元 钱 ， 从 平凉 到 宝鸡 花 了 7.60 元 ， 从 宝鸡 到 北京 又 花 了 21 元 。 
那天 火车 超员 ， 没 有 座位 ， 一 直 站 到 郑州 我 才 找到 一 个 座位 。 因 为 对 北 
京 不 熟 ， 我 在 宝鸡 就 给 王 文 芳 老师 发 了 一 封 电报 ， 把 自己 所 坐 火车 的 车 
次 告诉 他 ， 请 他 来 接 我 。 没 想到 火车 晚点 4 个 多 小 时 ， 王 老师 一 直 等 到 
夜里 12 点 才 接 到 我 。 北 京 的 3 月 ， 风 很 大 ， 非 常 冷 ， 王 文 芳 老 师 在 火车 
站 等 了 我 四 五 个 小 时 。 深 夜里 ， 已 经 没有 公交 车 了 ， 我 们 背 着 行李 ， 步 
行 到 北京 雨 儿 胡同 里 北京 画院 齐白石 的 老 院 子 ， 走 到 那儿 的 时 候 已 经 快 
凌 展 2 点 了 。 


到 家 后 ， 王 老师 给 我 者 了 一 大 碗 挂面 ， 挂 面 里 面 放 了 香 站 和 虾米 。 
我 端 起 就 吃 ， 那 挂面 有 些 还 没 者 熟 ， 连 香 嫩 都 没 辣 透 ， 可 我 当时 肚子 很 
饿 ， 吃 了 一 大 碗 ， 觉 得 很 香 。 吃 完 挂 面 ， 王 老师 拿 出 一 瓶 日 本 的 清 酒 ， 
一 小 瓶 就 是 半 斤 ， 我 们 两 个 都 喝 了 。 喝 完 酒 ， 该 睡觉 了 。 我 以 为 王 老 师 
这 样 的 大 画家 ， 家 里 的 房子 一 定 很 蜗 若 ， 可 他 的 卧室 也 惑 8 平 方 米 ， 他 
也 把 一 间 厕 所 改造 了 了， 多 了 4 平方 米 的 空间 ， 作 为 他 听 音 乐 和 吃饭 的 地 
方 。 房 子 西 面 是 窗户 ， 南 北面 是 书柜 ， 只 有 一 张 罕 罕 的 单 人 床 ， 中 间 有 
ATR. RAHEEM: MELE? ” 


WAIE. MIR SPIES, MER, WAATA — i Ht 
IKR, 上 面 放 了 一 歳三 合板 , HEP TEL, A Citi AK 
子 就 睡 在 上 面 了 。 我 党 得 自己 年 轻 ， 应 该 让 老师 睡 到 床上 ， 我 拉 他 ， 他 
却 不 动 。 我 再 坚持 ， 他 对 我 说 :“ 不 睡 就 出 去 ! ”我 这 个 人 是 偏 脾气 ， 但 
TEMERE, RELENE, CERRI. RIE, EMERE 
车 劳累 ， 想 让 我 好 好 休息 。 可 是 我 心里 总 觉得 对 不 住 老 师 ， 一 夜 也 没有 
EA, FEWER T 


第 二 天 一 早 ， 王 老师 把 我 带 来 的 很 多 速写 一 张 一 张 全 部 看 了 ， 然 后 
就 安排 我 在 他 的 画室 里 画 画 。 他 的 画室 曾经 是 齐白石 先生 夯 画 的 地 方 ， 
当时 有 四 个 人 在 里 面 画 画 ， 老 师 把 他 的 朱子 和 画板 让 给 我 ， 而 他 回 到 家 
里 画 ， 我 心里 特别 过 意 不 去 。 等 到 晚上 我 回来 ， 他 又 睡 到 椅子 搭 的 床 


上 ， 把 床 留 给 了 我 。 第 三 个 晚上 ， 我 早早 地 动手 ， 把 两 把 有 椅 和 两 把 靠 
背 椅 放 好 ， 先 丹 在 上 面 把 地 方 占 了 ， 把 床 让 给 老师 ， 让 老师 也 舒 舒 服 服 
地 睡 一 党 。 


我 跟着 王 老 师 进修 的 时 候 ， 他 从 来 不 让 我 临摹 他 的 画 ， 忆 是 不 大 其 
烦 地 教 给 我 一 些 技 法 方面 的 知识 。 同 时 ， 他 还 给 我 介绍 了 页 又 福 老 师 。 
页 又 福 老师 住 在 棉花 胡同 ， 王 文 廊 老 师 住 在 雨 儿 胡同 。 页 老师 每 个 星期 
六 都 来 看 我 的 画 ， 非 党 认真 ， 有 时 候 还 提 笔 杀手 给 我 改 画 。 在 那 段 时 间 
E, EMAK TRAY PA, ASA, RRS BPW. SURE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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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 听 听 。 那 时 候 王 老 师 对 我 有 一 个 特别 的 要 求 : 在 艺术 上 ， 你 可 以 坚持 
自己 的 观点 ， 可 以 跟 老师 争执 得 面红耳赤 ， 不 要 违心 附和 ， 错 了 也 不 要 
紧 ， 要 真诚 ， 要 按照 自己 的 艺术 思维 往 前 走 。 王 老师 还 有 一 个 规定 ， 不 
能 跟 任何 人 要 画 ， 可 以 看 ， 但 不 能 张口 要 ， 有 个 别 画 家 会 送 ， 则 为 当 别 


论 。 


我 在 平凉 群 艺 馆 
老师 经 负 在 下 雨天 带 我 去 吃 北京 的 名 小 蝶 ， 喝 小 酒 ， 他 说 : “ROK 


你 来 北京 ， 我 要 带 你 吃 遍 北京 所 有 好 吃 的 。” 他 夏天 还 带 我 到 什 麟 海 学 
游泳 ， 用 两 只 手 托 着 我 ， 教 我 怎么 用 力 。 我 们 还 经 党 一 起 到 美术 馆 去 看 
展览 ， 那 年 夏天 我 们 看 了 周 妆 华 老师 的 “大 河 寻 源 ? 展 。 因 为 王 文 芳 老师 
和 周 韶 华 老师 是 好 朋友 ， 我 看 了 三 次 周 老 师 的 展览 ， 对 我 的 震撼 、 局 发 
很 大 。 周 老师 的 男 ， 画 出 了 我 想 说 而 不 知道 怎么 去 说 、 想 男 而 不 知 如 何 
去 画 的 东西 。 看 了 他 的 画 以 后 ， 我 好 像 突然 领悟 了 很 多 东西 ， 感 觉 找到 
了 艺术 的 真 诺 。 从 那 时 起 ， 我 便 经 党 和 周 老师 联络 ， 问 他 请 教 艺术 创作 
上 的 问题 。 


王 文 芳 老 州 的 “大 ? 場 了 


王 文 方 老师 住 在 北京 雨 儿 胡同 齐 昌 石 住 过 的 老 院 子 的 东 有 厢房。 屋子 
很 小 ， 屋 内 整个 空间 也 就 8 平方 米 。 受 光 的 西边 是 一 肩 窗户 ， 两 边 是 王 
文秀 老师 的 两 个 书柜 ， 东 边 是 一 张 单 人 床 ， 中 间 也 就 留 下 3 米 长 、1 米 宽 
的 一 反 地 方 。 每 天 晚上 ， 我 们 就 在 这 斗 室 之 中 ， 将 两 把 滕 椅 放 两 尖 ， 中 
间 搁 两 把 靠背 森 ， 上 面 铺 一 张 三 合 板 ， 放 上 被 福 ， 这 就 是 我 的 临时 床 。 


北京 的 3 月 经 常 刮 内， 夜里 睡 着 睡 着 ， 顶 棚 上 面 就 会 漏 下 来 一 缕缕 
细 细 的 土 线 ， 像 沙漏 流下 的 沙 线 一 样 ， 有 时 候 掉 在 我 的 脸 上 ， 有 时 候 皂 
在 我 的 衣服 和 被 子 上 ， 有 时 候 掉 在 王 老 师 的 映 上 。 这 些 土 是 从 哪里 掉 下 
来 的 呢 ? 白天 我 仔细 观察 ， 发 现 已 经 很 破旧 的 纸 项 棚 上 有 一 个 个 针眼 大 
的 小 洞 ， 纸 顶棚 癌 下 声 陷 成 几 个 下 垂 的 包 ， 这 些 包 盛 痢 厚 厚 的 一 层 从 房 
顶 上 垂 落 下 来 的 碱 士 ， 加 上 顶棚 的 文 殿 年 入 失修 ， 已 经 摇 摇 欲 验 。 


我 想 把 这 个 旧 顶 棚 修理 一 下 ， 再 糊 一 层 新 纸 。 一 天 ， 王 老师 到 北京 
画院 去 开会 。 我 趁 他 不 在 ， 就 赶紧 找 了 点 面粉 打 了 一 些 粮 糊 。 我 在 看 门 
的 及 大 和 分 那里 找 了 几 根 旧 扫 晕 的 杆子 ， 抬 着 下 垂 的 土 包 作为 文 杂 ， 然 后 
找 了 些 旧 报纸 ， 开 始 糊 将 起 来 。 才 糊 了 一 小 半 ， 王 老师 突然 回来 了 ， 他 
看 见 我 在 糊 项 棚 ， 二 话 没 说 ， 上 前 两 把 就 把 我 糊 的 顶棚 纸 给 斯 了 下 来 。 
RE: “ATA? ”他 说 :“ 不 为 什么 ， 不 让 你 干 你 就 别 干 ， 画 你 的 画 
去 ”"。 我 无 条 地 突 了 一 下 ， 不 让 糊 束 算 了 吧 。 我 就 去 王 老 师 的 工作 室 男 
我 的 画 去 了 。 


我 与 恩师 王 文 芳 在 平西 府 


没 想 到 第 三 天 的 早晨 天 刚刚 亮 ，5 点 多 钟 吧 ， 我 们 还 没 起 床 ， 突 然 
扑通 一 声 ， 王 老师 的 “天 ” 塌 了 ! 


不 由 分 说 ,我 们 顿时 变 成 了 土 人 。 更 可 怕 的 是 满 被 衬 乱 罕 着 大 大 小 
DHE, BAAR UAE, ATS ZS, EFAS RE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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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 何不 了 它们 。 


师 生 二 人 从 上 至 下 一 艇 竹 一 艇 党 地 清理 着 尘土 ， 被 福 和 衣物 已 在 第 
一 时 间 被 搬 到 院 里 。 在 清理 地 上 尘土 的 同时 ， 我 仍 不 停 地 踩 死 那些 流窜 
FYE, JL FAB BRAS IT AS Ns OHA, TA IGS SRF ERR 
裤 腿 里 。 清 理 完 全 土 ， 我 俩 对 眼 一 看 ， 除 了 两 只 眼睛 和 牙齿 外 ， 其 他 地 
方 活 像 两 个 土著 人 ， 随 后 两 个 人 一 阵 狂 笑 。 从 此 ， 我 再 也 不 敢 穿 宽松 的 
裤子 睡觉 了 。 


1983 年 我 与 王 文 芳 老师 在 洛阳 白马 寺 


跟着 老师 去 采风 


王 老 师 剖 我 去 河南 ， 他 目 己 要 讲课 ， 就 让 我 去 采风 。 在 安阳 ， 老 师 
讲课 的 时 候 ， 我 就 骑 着 上 自行 车 一 个 人 到 红旗 渠 号 生 。 那 一 次 我 们 把 中 州 
大 地 跑 了 个 再 。 因 为 王 文 芳 老师 是 著名 画家， 去 郑州 出 版 社 时 ， 人 家 请 
王 老 师 写字 ， 王 老师 就 推荐 我 ， 对 他 们 说 :“ 他 才 是 书法 家 ， 是 科班 半 
业 的 ， 他 的 书法 写 得 比 我 好 ， 让 他 给 你 们 写 吧 ! ?我 是 一 个 无 名 小 蔡 ， 
但 是 王 老 师 这 么 一 说 ， 那 些 人 为 了 给 王 老 师 面子 ， 只 好 让 我 写 。 我 从 小 
练习 书法 ， 但 平时 都 是 一 个 人 在 家 里 关 起 门 写 ， 哪 敢当 着 人 的 面 写 呀 ? 
再 加 上 七 八 月 的 河南 非常 热 ， 我 本 里 束 汗 流 淡 背 ， 人 家 这 么 一 说 ， 我 更 
He AIR AST TER EI EGR AS. REE, FABER, ABLE ATE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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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 :“ 开 张 天 兰 马 ， 奇 逸 人 中 龙 。” 据 传 这 是 陈 技 老 祖 手 书 的 一 副 对 联 。 
我 写 完 之 后 ， 那 些 人 都 说 好 。 那 个 下 午 ， 我 一 口气 写 了 40 多 幅 字 。 由 于 
第 一 张 写 好 了 ， 慢 慢 地 胆子 也 大 了 ， 心 情 也 放松 了 ， 汗 也 不 多 了 。 那 是 
我 有 生 以 来 第 一 次 当 着 众人 的 面 写字 ， 那 天 晚上 真是 兴奋 得 睡 不 着 觉 ， 
我 对 老师 说 :“ 我 知道 您 把 我 推出 去 ， 是 在 锻 炬 我 的 胆量 。” 


在 河南 ， 王 老师 为 了 让 我 多 看 一 些 地 方 ， 明 明 上 自己 去 过 ， 却 对 我 说 
没 去 过 ， 让 我 陪 他 去 。 到 了 以 后 ， 他 在 屋子 里 画 画 ， 让 我 出 去 采风 ， 我 
也 因此 参观 了 很 多 名 胜 古 迹 。 看 完 河 南 ， 我 们 义 到 湖北 走 了 一 个 多 月 ， 
一 路 写生 。 回 来 后 ， 我 感觉 目 己 像 是 一 个 全 新 的 人 ， 画 画 时 得 心 应 手 。 
出 版 社 打算 出 版 一 组 四 条 屏 ， 老 师 为 了 扶持 我 ， 他 只 男 两 条 ， 一 定 要 我 
画 两 条 ， 由 河南 美术 出 版 社 出 版 了 。 


有一 次 , REIR mpm FU, 信人 到 院 子 里 去 晒 , 院 里 的 
画家 问 我 男 的 嵌 邮 山 是 什么 地 方 ， 我 说 这 是 我 的 家 乡 。 他 们 说 有 这 么 美 
B, RRNA I CRMs So MEE AIA tea, SI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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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 一 年 进修 期 的 生活 费用 都 是 王 老 师 蔡 我 负担 的 ， 我 心里 很 过 意 不 
去 ， 快 要 离开 的 时 候 ， 写 信 让 妻子 给 我 寄 了 200 元 钱 。 当 时 钱 要 寄 到 北 
京 画院 王 老 师 那儿 才能 转 给 我 ， 王 老师 收 到 汇款 单 后 ， 没 跟 我 打招呼 
就 到 邮局 把 钱 取出 来 又 退回 去 了 。 填 退 款 单 时 ， 邮 局 没有 笔 ， 他 花 了 

1.58 元 买 了 一 支 圆珠笔 ， 回 来 他 跟 我 开玩笑 ; “这 1.58 元 你 给 我 报销 

吧 ! ”我 弄 不 清楚 怎么 回 事 ， 他 说 :“ 淮 让 你 跟 家 里 要 钱 的 ? 既然 让 你 

来 ， 我 就 有 我 自己 的 打算 。 谁 让 你 向 家 里 要 钱 ， 害 得 我 还 买 了 一 支 贺 珠 
第 ! ” 


在 北京 送 一 年 , 我 常 常 感覚 自己 被 包 裏 在 壮 福 中 。 有 時 候 老 州 不 
在 ， 我 赶紧 把 他 的 衣服 洗 一 下 ， 他 回来 还 要 要 我 。 他 目 己 洗 不 干将 ， 马 
马虎 虎 地 洗 一 下 就 蚊 在 那儿 了 ， 我 一 看 洗 得 不 干将， 就 取 下 来 重新 洗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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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 送 给 了 我 ， 他 说 这 是 齐白石 老人 节 子 顶 门 用 的 局 担 。 我 把 两 箱 书 一 挑 就 
上 路 了 ， 老 师 送 我 上 了 火车 。 临 别 时 ， 老 师 还 让 我 给 母亲 带 了 一 盒 酒 心 
巧 元 力 ， 他 知道 我 孝敬 母 杀 。 


面 对 老 师 ， 我 说 不 出 话 来 ， 是 恋恋 不 舍 ， 又 是 感恩 难 言 ， 一 路 上 想 
起 来 就 流泪 。 我 想 我 一 个 农民 的 孩子 ， 老 师 的 恩情 无 以 为 报 ， 只 有 发 奋 
画 画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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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3 年 郑州 写生 作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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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3 年 武当 山 写生 作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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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找 黄土 高 原 的 “ 魂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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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 我 重新 在 平头 一 带 采 风 ， 找 寻 呐 土 高 原 的 灵魂 。 


有 一 次 在 高 要 山 ， 我 早上 起 来 得 很 早 ， 正 在 选择 男 男 地 方 的 时 候 ， 
突然 看 见 一 个 任 地 的 人 和 他 的 牛 。 我 从 底下 往 上 看 ， 人 和 和 和牛 就 在 天 边 ， 
太阳 刚 出 来 ， 这 个 时 候 ， 信和 和 牛 全 过 的 地 ， BABBEN. AMEK 
XPE APR AE RAAT EH, 这 不 就 是 黄土 高 原 的 灵魂 中 ! 我 忽 
然 想 : 世 世 代 代 的 人 ， 生 于 斯 ， 长 于 斯 ， 这 黄土 高 原 的 人 和 和 牛 就 是 黄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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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 长 时 间 我 自己 怎么 就 没有 发 现 ， 没 有 感觉 呢 ?! 


我 想 我 一 定 要 把 黄土 高 原 表 现 出 来 ， 但 是 怎样 表现 芮 土地， 是 一 个 
o 石涛 有 一 句 名 言 :“ 无 法 而 法 ， 疙 为 至 法 。"* 王 老师 让 我 画 目 
己 的 感觉 ， 我 开始 ee HRH. tela CEG EE RR Ee 
色 , FBR REWER, 笔 过 去 分 出 深浅 ， 既 有 线 也 有 面 ， 进 行 了 几 十 
次 的 尝试 后 ， 终 于 夯 出 一 幅 春 地 的 人 和 和 牛 。 寻 地 的 人 和 和 牛 在 天 边 把 深厚 
的 黄土 高 原 有 力 地 划 开 ， 男 面 很 有 力度 。 我 给 这 幅 国 取 了 一 个 名 字 ， 叫 
(EEH) 。 


1985 年 我 在 平凉 群 艺 馆 工作 


X, IER POUCA Te a, ES PA, AAR 
没 选 上 。 领 导 说 :“ 你 画 的 什么 ? 现在 都 是 用 拖拉 机 耕地 ， 你 画 了 一 
MPA’, AYA S. "PUREE, MEMES SHR, Noe 
这 些 文字 把 我 的 男 解释 给 大 家 ， 原 文 是 :“ 他 是 你 的 儿子 ， 有 和 你 一 样 
褐 黄 的 肤色 ， 他 奔腾 的 热血 的 源头 和 你 的 历经 沧桑 的 生命 一 样 入 远 ， 他 
心灵 的 原 面 也 和 你 一 样 ， 遭 受过 其 风雨 的 打击 和 流水 的 无 情 动 控 ， 却 依 
然 保持 了 那 凝固 的 波涛 般 的 雄 闫 。 他 正 硕 强 地 把 记忆 中 的 美好 和 世 世 代 
代 的 恒 慢 开 苷 耕耘 。” 


不 久 后 ， 甘 肃 省 举办 了 一 个 青年 美术 展 ， 我 束 把 这 张 画 投了 去 ， 结 
果 评 上 了 三 等 奖 。 这 是 我 第 一 次 获奖 ， 噩 兴 得 不 得 了 ， 感 觉 目 己 得 到 了 
美术 界 的 一 点 认 可 。 从 那 时 开始 ， 我 关 不 住 疗 了， 创作 欲望 束 像 决 堤 的 
洪水 ， 在 两 三 年 的 时 间 里 画 了 200 多 幅 作 品 。 越 画 心 情 越 好 ， 特 别 是 画 
了 一 些 表现 黄土 地 的 大 幅 作 品 后 。 


由 于 我 一 心 扑 在 创作 中 ， 忽 视 了 现实 生活 中 的 一 些 事情 。 当 时 正 赶 
上 中 央 要 抽调 干部 参加 农村 整 特工 作 ， 单 位 就 派 我 去 参加 ， 说 这 是 组 织 
对 我 的 “重用 ”。 


一 开始 ， 我 被 分 配 在 宣传 部 整 党 办 公 室 工作 。 大 家 知道 我 会 画 男 ， 


经 常 拿 一 些 纸 来 找 我 国画 、 写 字 ， 我 就 给 他 们 画 和 写 ， 大 家 相处 得 都 很 
高 兴 。 时 间 长 了 ， 有 一 次 ， 我 对 主任 说 : “给 我 找 个 理由 ， 让 我 去 一 趟 


关山 好 吗 ? ”主任 知道 我 是 要 到 关山 去 采风 ， 就 派 我 去 关山 调研 那里 的 
整 尝 情况， 最 后 我 把 他 们 的 材料 带 回来 束 行 了 。 关 山 冬 天 的 早晨 很 冷 ， 
霜 下 来 后 ， 树 上 银 装 素 训 ， 我 画 了 很 多 速写 。 


第 一 批 整 党 工作 还 没有 结束 ， 馆 里 又 决定 让 我 去 下 乡 。 这 次 是 去 草 
丰 原 ， 我 所 承包 的 大 队 的 文部 书记 姓 赵 ， 很 能 干 ， 又 很 爱 艺 术 ， 跟 我 成 
了 了 朋友。 我 的 主要 工作 是 众 粮 要 丈 ， 监 督 已 超生 的 妇女 做 节育 手术 。 我 
速写 本 不 离 手 ， 有 时 间 就 在 草 丰 原 畔 上 写生 。 晚 上 ， 赵 文书 把 他 们 家 的 
息 子 和 五 合板 都 拿 来 给 我 当 画 板 ， 又 给 我 拿 来 一 个 200 瓦 的 大 灯泡 ， 让 
我 男 画 。 到 1986 年 ， 我 已 经 创作 出 来 很 多 作品 ，《 离 离 原 上 草 》《 地 老 
天 元 》 等 就 是 那 时 创作 出 的 重量 级 作品 。 


一 心 走 进 中 国美 术 馆 


1986 年 ， 王 文秀 老师 应 平头 群 艺 馆 邀请 又 来 平 次 讲 诗 ， 我 融 找 机 会 
把 我 的 画 拿 给 老师 看 。 老 师 看 后 特别 高 兴 ， 说 这 几 年 你 真 的 玩命 了 了 ， 男 
了 这 人 么 多 的 好 男 ! 我 说 我 想 在 中 国美 术 馆 办 一 个 展览 ， 他 说 :“ 你 在 遇 
阳 剧 场 或 者 北京 画院 搞 一 个 展览 就 不 错 了 ， 这 在 甘肃 美术 史上 都 是 没有 
的 ， 去 中 国美 术 馆 办 展览 谈何容易 。 第 一 ， 要 那么 多 资金 ， 第 二 ， 审 碍 
大 严格 了 ， 通 不 过 怎么 办 。? 我 说 : “你们 和 我 不 一 样 ， 你 们 是 著名 画 
家 ， 你 们 审查 不 通过 会 沉 得 没有 面子 ， 而 我 是 一 个 无 名 小 鞋 ， 审 碍 不 通 
过 也 无 所 谓 ， 提 些 意见 我 再 努力 。” 王 老师 说 : “既然 这 样 ， 我 回去 帮 你 
Sik Piatt. "EINE RRNA RARE Sa, PARP RA 
费用 都 一 一 列 了 出 来 。 算 下 来 ， 在 中 国 类 术 馆 办 一 个 展览 需要 7000 元 。 


可 这 些 钱 从 哪儿 来 ? 


这 时 ， 我 在 地 委 宣 传 部 整 党 办 公 室 工作 时 认识 的 一 个 朋友 向 地 区 财 
政局 的 高 处 长 介绍 了 我 的 情况 和 遇 到 的 困难 。 高 处 长 做 事 特 别 认真 ， 他 
听 后 亲自 到 我 们 家 里 来 看 我 的 画 。 我 打开 了 好 几 捆 作 品 ， 把 他 感动 了 ， 
他 说 : “你 有 什么 要 求 尽 管 说 。" 我 说 : “我 想 寝 一 下 我 的 画 ， 没 钱 寝 不 
起 。” 他 问 :“ 你 需要 多 少 ? "我 说 : “200 多 幅 画 最少 也 得 2000 元 。” 他 二 
话 没 说 ， 一 回去 就 通过 文化 处 给 我 拔 了 2000 元 ， 讲 明 是 拨 给 蒋 志 确 的 专 
项 寝 画 费 。 这 笔 钱 拨 下 来 后 ， 因 种 种 原因 被 扣 了 ， 实 际 上 并 没有 到 我 手 
里 。 钱 被 扣 了 ， 画 没 寝 成 ， 我 只 好 把 画 简单 托 了 一 下 凑合 ， 但 办 展览 的 
7000 元 又 从 哪儿 来 呢 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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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6 年 夏 ， 我 与 雷 钧 涛 在 平西 府 


在 1986 年 ，7000 元 还 是 一 笔 巨 款 。 我 的 一 个 学 生 叫 雷 钩 涛 ， 是 平凉 
地 区 泾 川 县 密 店 镇 的 农民 ， 我 1976 年 在 他 们 村 上 蹲点 ， 推 广 小 新 庄 经 
验 ， 他 中 我 学 画 画 。 他 上 听 说 我 要 在 北京 办 展览 ， 就 跑 来 对 我 说 :“ 蒋 老 
师 你 去 ， 你 给 我 们 这 里 人 争光 去 ， 至 于 钱 ， 咱 们 大 家 想 办 法 ， 我 给 你 凌 
5000 元 ， 你 去 北京 路 过 窗 店 时 到 我 家 里 来 拿 。” 我 的 同学 村 娴 为 了 借 给 
我 1000 元 ， 还 开 了 一 个 家 许 会 议 ， 她 哥哥 坚决 不 同意 ， 说 : “办 展览 
是 ' 肉 包子 打 狗 ， 有 去 无 回 *。 你 把 钱 借 了 出 去 ， 他 怎么 还 ? ”她 说 :“ 我 
相信 我 的 同学 。” 她 把 她 爸爸 存 了 1400 元 的 存折 交 给 我 ， 让 我 取 了 1000 
Tuo 


我 还 有 一 个 朋友 叫 戴国 华 ， 我 觉得 他 称 得 上 是 甘肃 省 乃至 全 国 的 佛 
像 泥塑 大 师 。 我 认识 他 的 时 候 ， 他 在 街 上 卖 字 ， 我 感觉 他 很 有 才华 ， 便 
请 他 到 家 里 坐 一 坐 ， 后 来 我 们 成 了 哥们 儿 。 我 跟 他 说 想到 北京 办 展览， 
能 不 能 想 办 法 给 我 凑 点 儿 钱 ， 他 就 去 找 他 的 姑父 和 田 舅 。 他 的 姑父 和 田 
熏 都 是 佛教 居士 ， 把 自己 化 缘 来 修 庙 的 700 元 钱 借 给 我 一 两 个 月 ， 说 展 
览 办 完 回来 还 钱 就 可 以 了 。 再 有 一 个 就 是 我 麻 武 山 老家 的 寻 和 爷爷， 他 卖 
了 一 头 牛 ， 把 360 元 钱 给 了 我 ， 说 :“ 这 是 咱 家 对 你 的 资助 。” 


那个 时 候 ， 我 已 经 下 定 决心 要 到 北京 办 展览 ， 我 看 钱 已 经 凑 得 差 不 
多 了 ， 又 领 了 一 个 月 的 工资 45.50 元 ， 准 备 去 北京 。 


当时 ， 我 还 在 章 丰 原 ， 但 得 跟 原单 位 领导 请 假 。 可 这 个 假 请 得 费 
劲 ， 来 回 折 腾 了 8 次 。8 次 倍 壁 以 后 ， 我 输出 去 了 ， 去 找 地 委 主 管 文化 的 
书记 张新民 。 到 了 他 办 公 室 外 ， 秘 书 把 我 拦住 ， 说 :“ 你 有 什么 事 ， 书 
记 忙 着 呢 。? 我 说 我 就 说 3 分 钟 的 话 ， 当 时 由 于 情绪 激动 ， 我 说 话 声音 特 
别 大 ， 结 果 被 书记 听 到 了 。 我 就 说 :“ 张 书记 ， 我 是 群 艺 馆 的 画家 蒋 志 
区 ， 我 这 些 年 来 男 了 一 些 表现 黄土 高 原 的 画 ， 想 在 北京 办 一 个 展览 ， 宣 
传 咀 们 这 块 土地 ， 我 有 没有 错误 ? ”我 被 人 邦 恼 后 胆子 大 得 不 得 了 ， 语 
气 里 带 着 质问 。 张 书记 说 : “你 没有 错 ， 这 个 对 着 呢 ! ”我 说 :“ 我 已 经 
和 单位 周旋 8 次 了 ， 不 要 说 给 一 分 钱 ， 连 请 假 也 不 准 。” 张 书记 问 :“ 是 
不 是 真有 这 个 情况 ? ”我 说 :“ 你 可 以 到 文化 处 的 群 艺 馆 了 解 。” 他 
ii: “ABER ATi, REER. ” 


我 一 看 有 回旋 的 余地 ， 赶 紧 义 去 找 整 党 办 公 室 的 主任 局 纪录 请 假 。 
那 时 正好 因为 我 给 蹲点 的 大 队 办 了 一 个 图 书 室 而 被 整 尝 办 评 上 了 优秀 ， 
高 主任 痛快 地 说 :“ 你 忙 你 的 去 吧 ， 这 里 有 我 们 呢 。” 


终于 要 成 行 了 ， 我 二 哥 把 去 北京 帮忙 的 戴国 华 和 我 送 到 西安 。 车 到 
泾 川 窒 店 ， 雷 钧 涛 早早 就 在 车 站 等 着 我 ， 给 我 北上 来 一 大 包 钱 。 我 打开 
一 看 ， 最 大 的 票面 是 5 元 的 ， 其 余 都 是 2 元 、1 元 的 ， 一 共 5000 元 。 他 自 
己 卖 了 刚 钱 出 的 小 鸡 赚 来 3000 元 ， 剩 下 的 是 他 从 朋友 那里 借 来 的 。 钱 里 
夹 着 一 封 写 给 我 的 信 ， 他 在 信 中 说 :“ 此 次 你 去 ， 如 牛 负重 ， 不 一 定 能 
成 功 ， 不 成 功 也 不 要 紧 ， 但 是 必须 历经 这 次 考验 ， 和 希望 你 成 功 。” 


到 了 西安 ， 我 们 带 着 三 捆 字 男 要 乘 火 车 时 ， 乘 务 员 却 不 让 我 们 上 火 
车 ， 说 我 们 带 的 东西 超 长 了 ， 要 我 找 车 长 签字 。 当 时 ， 汽 币 都 啊 了 ， 我 
像 疯 了 一 样 背 着 国 找 到 车 长 ， 和 希望 他 能 手下 留情 ， 给 我 们 通融 一 下 。 和 车 
长 是 个 年 轻 小 伙 子 ， 看 到 我 们 的 态度 很 减 屋 ， 惑 给 我 们 写 了 一 张 字 条 。 
坐 上 火车 后 ， 二 哥 和 我 们 招手 告别 时 ， 我 的 嗓子 干涩 得 已 经 说 不 出 话 


了 ， 路 里 连 一 点 唾液 都 没有 。 残 那 一 次 让 我 落下 了 一 个 毛病 ， 现 在 一 紧 
张 路 里 就 没有 唾液 。 


人 色 了 北京 , 北京 画 院 己 搬 辻 到 朝 阻 公 因 附 近 。 在 新 意 的 院 子 里 , E 
文 方 老师 有 了 一 个 小 套间 ， 我 们 把 画 放 到 那儿 ，7000 元 钱 放 到 老师 的 桌 
子 底 下 。 老 师 开 玩笑 说 : “这 么 多 钱 ， 还 不 如 在 北京 买 腑 钢 伶 驮 回 
去 。” 我 说 :“ 不 行 ， 必 须 在 中 国美 术 馆 办 展览 。” 


我 和 戴国 华 把 画 送 到 中 国美 术 馆 展览 部 ， 展 哆 部 的 主任 叫 毛 贵 昌 。 
全 国 各 地 要 在 那儿 办 展览 的 人 都 要 把 作品 拿 到 展览 部 先 审查 ， 审 查 通过 
以 后 ， 排 队 半 年 ， 才 能 展 出 。 我 们 是 1986 年 12 月 2 日 离开 平 深 ，3 日 到 北 
束 的 ， 兰 不 多 隔 一 天 就 去 问 一 次 审查 进度 ， 答 案 总 是 还 没有 审 碍 。 这 一 
过 就 是 半 个 多 月 ， 我 心里 越 来 越 紧张 。 

我 和 朋友 在 王 文 方 老师 家 客厅 的 沙发 床上 睡觉 ， 和 老师 一 起 吃饭 。 
12 月 23 日 ， 北 泵 啊 了 一 夜 的 鞭炮 ， 我 感觉 奇怪 得 很 ， 不 知道 这 是 在 庆祝 


EVEN « 


24 日 ， 我 们 到 美术 馆 去 看 ， 毛 主任 对 我 说 :“ 你 这 几 天 怎么 没有 
来 ， 我 正 要 找 你 ， 告 诉 你 一 个 好 消息 ， 你 的 作品 审查 通过 了 。” 我 
Ul: “你 可 不 要 跟 我 开玩笑 ， 我 的 压力 已 经 很 大 了 。? 他 说 :“ 没 有 开 玩 
笑 ， 刘 开 渠 杀 自 看 了 ， 次 你 的 作品 有 地 域 特 色 ， 有 个 性 ， 让 你 选 得 精 一 
扩 ， 书 法 少 一 点 。 你 的 领队 是 谁 ?来 办 相关 的 手续 吧 。” 我 说 :“ 我 哪 有 
领队， 我 目 己 就 是 领 了 从 。? 他 次 :“ 哪 有 你 这 样 单 枪 匹 马 办 展览 的 ! ”我 
说 ;“ 毛 主任 ， 我 跟 你 实话 实说 吧 ， 我 来 的 时 候 我 们 单位 就 不 给 假 。 我 
们 那里 是 一 个 偏僻 的 地 方 ， 领 导 有 一 些 观念 跟 我 不 一 样 ， 他 们 认为 我 这 
古 个 人 奋斗 ， 我 是 冒 着 风险 来 的 。 你 们 审查 通过 是 一 件 好 事 ， 但 你 得 给 
我 们 地 区 相关 单位 发 一 个 正式 文件 。” 我 把 地 址 都 给 他 留 好 ， 除 了 平 庶 
群 艺 馆 、 平 深 文 化 处 、 平 深 文 联 ， 还 有 甘肃 省 文化 厅 、 甘 肃 省 文联 、 甘 
肃 省 美 协 的 地 址 。 


毛 主任 把 正式 文件 发 下 去 ， 平 党 群 艺 馆 和 平凉 文化 处 来 了 文件 ， 不 
maa, RA AWARD AP CHK NA o 


说 来 我 的 运气 还 算 不 错 ， 本 来 手续 办 了 ， 定 金 交 了 ， 得 排队 半年 以 
后 才能 展 出 ， 但 恰巧 这 时 美术 馆 展 厅 有 空 ， 我 的 画 就 可 以 提前 展 出 了 。 
9 幅 书 法 ，60 幅 画 ， 一 共 69 幅 ， 全 部 都 上 了 板子 。 画 上 了 墙 ， 打上 灯 
光 ， 束 像 新 女子 罕 上 婚纱 一 样 ， 感 觉 特别 床 完 。 展 览 于 1987 年 1 月 13 日 
开 禹 ， 前 言 是 王 文 廊 老师 写 的 。 老 师 写 完 前 言 后 ，9 日 去 了 甘肃 陇西 讲 
读 ， 因 为 这 是 事先 就 答应 人 家 的 。 老 师 走 的 时 候 ， 对 他 书画 界 的 朋友 再 
三 叮嘱， 让 他 们 硕 帮 我 。 刘 德 凡 和 杨 瑞 分 夫妇 请 了 一 些 记者 ， 非 党 热情 
地 帮 我 做 了 很 多 前 期 宣传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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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1987 年 1 月 我 在 中 国美 术 馆 


初 党 成功 的 滋味 


展览 开幕 那天 没 办 开幕 式 。 


那天 正 是 著名 画家 袁 运 甫 先生 的 展览 开幕 ， 他 是 中 央 工 艺 美术 学 院 
的 副 院 长 ， 是 大 画家 ， 他 请 了 好 多 的 名 家 ， 来 宾 很 多 。 我 借 了 袁 运 甫 老 
师 的 东风 ， 看 画 的 人 很 多 。 那 天 ， 我 穿着 老师 给 我 买 的 呢 子 大 衣 ， 戴 个 
礼帽 ， 很 绅士 。 第 一 个 来 参观 的 是 美国 的 女 画 家 潘 苏 瑚 。 我 的 老师 机 又 
福 带 着 他 的 众多 外 国 留学 生来 了 ， 北 京 画院 的 好 多 朋友 也 都 来 了 ， 有 周 
思 聪 、 张 仁 芝 、 贾 浩 义 、 杨 达 林 、 杨 延 文 、 金 连 金 等 。 北 京 画 院 的 院 长 
尹 瘦 石 夫妇 也 来 了 ， 理 论 家 马克 、 邵 大 艇 来 了 。 好 多 名 家 ， 我 都 知道 名 
字 ， 却 对 不 上 号 ， 刘 德 丹 先 生 就 一 个 个 给 我 介绍 。 那 天 的 人 很 多 ， 有 的 
我 连 握手 问好 都 来 不 及 。 记 者 把 我 包围 了 ， 记 者 问 我 现在 的 心情 怎么 
样 ， 我 说 比 我 也 媳妇 都 高 兴 10 倍 。 那 天 ， 从 早 到 晚 我 都 没有 吃饭 ， 高 兴 
极 了 ， 说 话说 得 嗓子 都 沙哑 了 ， 只 好 跑 到 卫生 间 ， 拧 开水 龙头 喝 口 凉水 
润 嗓 子 。 展 览 期 间 ， 我 还 认识 了 首都 博物 馆 的 崔 宗 汉 先 生 ， 他 是 一 个 老 
革命 ， 山 东 人 。 看 到 我 的 作品 ， 他 非常 喜欢 ， 问 我 美术 馆 收 藏 我 的 作品 
没有 。 我 说 没有 。 他 说 :“ 那 我 跟 他 们 说 ， 让 他 们 来 看 看 。?” 第 二 天 ， 美 
术 馆 展览 部 的 刘 砚 等 ， 初 选 了 我 的 7 幅 作 品 ， 最 后 收藏 了 4 幅 作 品 ， 给 了 
我 800 元 钱 。 且 宝 帝 的 殖 经 理 也 派 人 来 收购 了 12 幅 作品 ， 给 了 我 2100 
Jeo WR, FMS SS, IER BREMEN A BK, R 
PES HED A, SAID AN, 把 酒 相 子 打 井 , i: “你 自己 挑 
酒吧 。” 我 就 挑 了 一 瓶 “杜康 ”。 我 和 戴国 华兴 致 勃勃 地 一 边 划 拳 一 边 喝 
HI- MAW, RARA- ARE. 


1987 年 我 与 机 又 福 先 生 在 中 国美 术 馆 


紧 接着 ，《 人 民 日 报 》《 北 京 日 报 》 等 很 多 报纸 、 灯 志 采 访 报道 了 
我 的 展览 。《 北 泵 上 晚报》 发 表 了 一 篇 地理 写 的 新 闻 通 讯 《 众 月 捧 星 》，。 
《中 国美 术 报 》 发 表 了 美术 评论 家 水 天 中 的 文章 :“ 中 国美 术 馆 展 出 了 
西北 画家 蒋 志 奢 的 ' 黄 土 魂 '。 作 者 滚 一 身 泥 巴 ， 男 满 卷 土气 ， 以 他 扎实 
的 功力 ， 给 北京 画坛 带 来 了 生机 。” 


这 个 时 候 ， 远 在 外 地 的 王 文 芳 老师 打 电话 说 ， 他 做 梦 都 在 为 我 着 
和 急 ， 当 他 得 知 展 览 取得 很 大 成 功 后 ， 对 我 说 :“ 你 们 俩 回去 的 时 候 ， 一 
定 要 买 一 只 烤鸭 带 回 去 ， 这 回 要 坐 卧 铺 。” 


REIRI MR, ERRAR, BAERT, MAE 
了 。 本 来 北京 好 几 个 单位 还 想 请 我 参加 一 些 活 动 ， 但 我 想到 戴国 华 陪 我 
那么 长 时 间 ， 他 们 一 家 子 都 在 等 他 ， 束 决定 于 脐 月 二 十 七 返回 平凉 。 我 
这 幸子 头 一 回 坐 卧铺 ， 却 睡 不 着 觉 。 回 到 家 ， 家 人 看 到 我 瘦 了 一 大 图 ， 


可 我 的 那 种 兴奋 、 那 种 内 心 的 辟 悦 都 挂 在 脸 上 ， 一 扫 先 前 的 忧伤 和 恒 
慨 。 


那 时 ， 我 儿子 才 9 岁 ， 看 到 我 回来 ， 高 兴 地 把 自己 从 电视 上 学 的 蜡 
螂 拳 、 蛇 拳 、 醇 拳 都 给 我 表演 了 一 番 ， 在 地 上 滚 得 满 号 都 是 土 ， 晚 上 搂 
ERRET, MFR: EE, MERARI? ” 


从 北京 回来 时 ， 还 剩 一 些 钱 ， 去 时 带 的 那 7000 元 没 花 完 ， 我 赶快 把 
李 娴 的 钱 还 了 ， 又 把 戴国 华 的 700 元 还 了 。 


这 时 ， 我 才 感到 目 己 太 累 了 ， 不 想 吃 也 不 想 喝 ， 只 想 美美 地 睡 一 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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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华夏 之 魂 》 
(100cmX 105cm，1986 年 创作 ，1986 年 中 国美 术 馆 收藏 ) 


《秋天 里 的 春天 》 
(96cmX 66cm，1986 年 创作 ，1986 年 中 国美 术 馆 收藏 ) 


(Li te ZR) 
(198cmX96cm，1986 年 创作 ，1987 年 中 国美 术 馆 收藏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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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9cmX87cm，1986 年 载 入 《中 国 现代 美术 全 集 》， 中 国美 术 馆 收藏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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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远古 的 图 腾 》 
(196cmX196cm，1987 年 ) 


《黄土 魂 》 
(149cmX108cm，1984 年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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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 野 之 媚 》 


(120cm X246cm, 1986 年 ) 


《 离 离 原 上 草 》 
(138cmX68cm，1987 年 ) 


《西山 早春 》 


(96cmX96cm，1986 年 ) 


《黄土 情 》 
(68cm X68cm, 1986 年 ) 


“武大 即 开店 ” 的 风波 


我 这 一 睡 ， 直 到 大 年 初 二 早上 才 醒 来 。 刚 一 醒 来 就 听 到 我 们 院子 里 
的 一 对 夫妻 吵架 ， 女 的 在 加 她 丈夫 : “你 看 你 个 没 出 轧 的 ， 你 看 藉 志 
画 得 像 狗 屎 一 样 还 在 北京 展 出 ， 你 个 老 没 出 县 的 。? 我 融 把 门 一 天 ， 把 
收音 机 的 音乐 放大 ， 继 续 画 我 的 画 ， 我 心里 既 踏 实 又 喜悦 ， 什 么 事情 都 
NEWER, BOR re HRY H 


大 年 初 四 ， 我 去 单位 同 领导 汇报 ， 领 导 说 我 们 群 艺 馅 不 需要 你 这 样 
的 画家 ， 我 们 需要 的 是 辅导 员 。 


接着 ，《 平 深 日 报 》 的 一 位 副 总 编 来 采访 ， 我 就 把 去 北京 办 展览 的 
事 从 头 到 尾 细 说 一 过 ， 又 把 作品 的 收藏 证 、 名 家 题词 拿 给 他 看 。 他 回去 
ME SAALE, RRE CPRH) KWAR CEW, FRR EA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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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头 群 艺 馆 与 《平头 日 报 》 吵 了 起 来 ， 几 方 一 直 吵 到 地 委 领 导 那 儿 ， 亲 
得 满 城 风 雨 ， 沸 沸 扬 扬 。 甚 至 有 传言 ， 将 志 儿 通过 他 的 老师 买通 美术 
馆 ， 因 为 他 老师 的 关系 办 了 展览 云云 。 事 情 越 闹 越 大 ， 文 化 处 和 群 艺 馆 
还 专门 开 了 一 个 联合 录音 座谈 会 ， 从 各 方面 全 盘 人 否定 我 。 这 个 座谈 会 的 
录 首 在 平凉 地 区 各 文化 单位 播放 。 那 一 阵子 ， 甚 至 我 的 一 些 同事 也 不 理 
我 7 了， 正好 像 我 是 刚 从 监狱 里 面 刑 满 释 放 的 因 犯 。 文 化 界 的 人 ， 残 连 平 
时 关系 好 的 也 跟 我 疏远 了。 我 就 在 家 里 关 着 门 画 画 ， 但 古 单位 里 的 大 会 
小 会 上 ， 领 导 都 会 反 我 的 名 。 


在 这 种 情况 下 ， 我 想起 从 北京 回来 的 时 候 ，《 人 民 日 报 》 记 者 郑 理 
曾 特 别 地 嘱 咯 我 ， 说 :“ 你 回去 以 后 注意 枪 打出 头马 '。 你 这 一 次 风头 出 
尽 了 ， 来 了 这 么 多 媒体 ， 搞 得 风风火火 的 。” 我 当时 还 不 能 理解 “ 枪 打出 
头马 ?是 什么 意思 ， 回 来 以 后 才 真 正明 白 。 我 给 郑 理 先 生 和 美术 编辑 马 


RES Ss Sa, 把 情 況 況 了 一 ト , RAO. AEN 
给 地 委 写 了 一 封 信 ， 说 :“ 苦 志 克 的 展览 应 该 是 你 们 地 区 的 亦 誉 ， 一 个 
年 轻 的 画家 把 家 里 的 牛 夹 了 ， 在 北京 举办 展览 ， 你 们 应 该 文 持 他 。 如 果 
美术 馆 能 够 买通 的 话 ， 万 元 户 多 的 是 ， 怎 么 不 见 他 们 办 展览 。 你 们 这 样 
对 待 一 个 年 轻 画 家 的 话 ， 我 们 要 在 内 参 上 报道 你 们 的 事 。?” 


不 入， 座谈 会 录音 停止 播放 了 ， 录 音 磁 带 也 收 了 上 去 ， 平 凑 文 化 处 
的 领导 到 我 家 来 解释 ， 说 他 们 对 处 理 这 件 事情 没有 经 验 ， 这 一 次 就 算 
了 ， 上 一 次 给 我 拨 的 裤 画 的 2000 元 钱 我 可 以 去 拿 ， 等 等 。 总 之 ， 好 听 的 
话说 了 不 少 。 我 当时 想 ， 处 长 这 么 大 把 年 纪 了 ， 既 然 他 这 么 说 了 ， 我 惑 
不 计较 了 。 我 马上 写 了 封 信 ， 告 诉 郑 理 ， 说 事情 解决 了 。 结 果 事 情 平 奶 
了 ， 那 2000 元 钱 最 后 也 没有 给 我 ， 领 导 在 大 会 小 会 上 还 是 点 我 的 名 。 


到 了 7 月 ， 甘 肃 省 电视 台 派 了 个 摄制 组 到 平头 来 采访 我 ， 要 给 我 做 
一 个 专题 片 。 我 吓 得 不 敢 担 ， 说 ， 这 件 事 要 请 示 宣 传 部 和 文化 处 。 结 果 
文化 处 不 让 担 ， 说 : “他 是 通过 他 的 老师 买通 中 国美 术 馆 办 的 展览 ， 给 
我 们 拥 了 好 多 娄 子 ， 这 个 人 还 值得 宣传 吗 ? ”电视 台 的 人 说 :“ 你 们 如 果 
不 让 我 们 担 ， 那 么 我 们 把 你 们 阻止 他 、 打 压 他 的 新 闻 担 一 下 。” 甘 肃 省 
电视 台 的 态度 强硬 了 ， 平 深 文 化 处 一 下 软 了 下 来 ， 就 赶快 找 我 谈话 ， 说 
这 一 次 把 我 的 2000 元 钱 给 我 ， 让 我 干 万 不 要 谈 这 件 事情 了 。 那 一 次 ， 才 
总 算 把 一 年 前 财政 处 高 处 长 拨 的 2000 元 寝 画 的 钱 给 了 我 。 等 到 电视 台 的 
人 到 群 艺 馆 担 户 子 时 ， 单 位 管 电 的 人 把 电 闸 一 拉 ， 回 家 了 。 没 办 法 ， 我 
们 只 好 从 文工团 借 了 一 根 线 ， 从 大 街 上 拉 到 群 艺 馆 里 面 来 ， 通 上 电 ， 才 
般 强 开始 工作 。 那 是 我 第 一 次 上 电视 ， 当 镜头 对 独 我 的 时 候 ， 我 就 不 会 
说 话 了 。 后 来 ， 摄 制 组 只 好 在 几 邮 山 多 拍 了 些 我 采风 的 镜头 。 片 子 担 完 
后 ， 作 为 1987 年 国庆 节 专 题 片 在 甘肃 省 电视 台 播 出 ， 并 且 还 获得 了 全 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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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次 南下 


我 的 画 在 北京 展览 期 间 ， 有 个 江苏 镇 江 人 看 到 前 言 里 王 文 芳 老师 写 
我 在 创作 中 遇 到 的 困难 ， 当 时 就 拿 出 100 元 给 我 ， 他 说 :“ 你 去 买点 好 吃 
的 吧 ! ?我 死活 不 要 。 事 后 ， 他 就 邀请 我 去 镇 江 共 展览 。 


1987 年 10 月 ， 我 应 邀 去 镇 江 、 无 锡 、 扬 州 三 个 城市 办 展览 。 去 镇 江 
之 前 ,平凉 管 文化 的 领导 换 了 ， 新 上 任 的 这 位 领导 爱 文 化 、 爱 写字 。 他 
对 我 说 :“ 咀 们 以 后 要 支持 艺术 ， 宣 传 虽 们 黄土 高 原 是 一 件 好 事情 。” 他 
还 特别 指派 群 艺 馆 馆 长 和 文化 处 处 长 陪 着 我 南下 镇 江 去 办 男 展 。 


不 过 这 次 南下 ， 他 们 是 公寓， 我 是 上 自费， 他们 次 因为 我 是 被 邀请 
的 ， 我 只 好 上 自己 带 着 儿 百 元 钱 跟 他 们 一 起 走 。 文 化 处 处 长 和 群 艺 馆 馆 长 
陪 着 我 到 了 镇 江北 固 山 的 镇 江 画 院 ， 但 开幕 式 上 他 们 两 位 不 群 而 别 。 镇 
江 的 展 贤 络 束 后 ， 我 一 个 人 又 到 了 无 锡 ， 在 无 锡 撤 展 时 ， 发 现 有 一 幅 画 
居然 被 人 偷 走 了 。 


我 到 扬州 后 ， 男 要 在 群 艺 馆 展 出 。 我 有 一 个 师兄 在 扬州 群 艺 馆 ， 叫 
杨 麟 。 他 说 :“ 老 第， 你 这 次 来 形势 不 利 。 扬 州 刚 允 了 一 个 已 故 老 画家 
芮 秋 园 的 展览 ， 他 是 李 可 染 大 师 推 荐 的 。 呐 秋 园 的 国 展 结束 了 ， 紧 接着 
古 你 的 展览 ， 这 对 你 很 不 利 。? 我 说 没关系 ， 他 是 大 师 ， 我 是 小 辜 ， 我 
与 他 的 表现 手法 也 截然 不 同 。 好 在 扬州 是 一 个 文化 名 城 ， 对 新 老 流派 都 
能 够 接受 。 我 的 男 在 展 出 期 间 反 啊 很 好 ， 展 览 延 期 了 几 天 ， 我 还 办 了 几 
次 讲座 。 在 扬州 办 展览 时 ， 我 结拜 了 四 个 兄弟 ， 孙 巨 昌 、 群 艺 馆 的 刘 方 
明 、 国 税 局 的 冯 一 江 ， 还 有 一 个 是 夯 画 的 张 清 ， 我 与 扬州 的 四 兄弟 到 现 
在 关系 都 很 好 。 


1987 年 我 在 江苏 办 展 


在 那 次 扬州 画展 上 ， 我 还 碰 到 了 中 央 美 术 学 院 的 张 世 春 教授 ， 他 是 
扬州 人 。 看 到 我 的 画展 办 得 很 好 ， 他 说 : “你 为 什么 不 到 上 海 去 办 展 
A? 你 在 中 国美 术 馆 都 办 得 那么 成 功 ， 去 上 海 怕 什么 。 我 给 你 写 一 封 介 
绍 信 ， 问 上 海 美术 馆 馆 长 方 增 先 推荐 你 。” 我 就 拿 着 扬州 企业 家 赞助 的 
1000 元 和 我 二 哥 托 我 给 他 买 被 画 材料 的 700 多 元 ， 准 备 去 上 海 。 


我 在 王 文 方 老师 那儿 认识 了 一 个 常州 人 ， 他 曾 多 次 给 我 打 电 话 ， 说 
上 海 的 展览 他 也 可 以 帮 我 联系 。 我 去 常州 找到 他 ， 他 给 我 写 了 一 份 名 
单 ， 说 他 要 办 事 ， 让 我 给 他 画 画 ， 大 概 男 了 30 幅 。 第 二 次 去 ， 他 说 你 到 
我 家 里 住 ， 有 人 会 把 你 送 到 上 海 。 我 到 他 家 后 ， 他 却 不 在 ， 给 我 留 了 一 
张 字条 ， 让 他 的 一 个 学 生 陪 着 我 。 他 的 学 生 是 一 个 画 画 的 小 伙 子 ， 我 们 
俩 住 在 一 起 。 他 老 婆 每 天 早早 地 就 到 我 们 的 房间 里 搞 卫 生 。 有 一 天 ， 我 
穿 衣 服 时 发 现 我 的 钱 丢 了 ， 将 近 2000 元 没有 了 ， 兰 不 堪 言 。 幸 好 我 找到 
一 辆 顺风 车 ， 我 就 到 了 上 海 。 


到 上 海 以 后 ， 我 先 找到 方 增 先 老师 ， 方 增 先 说 ;:“ 既 然 张 世 春 能 
上 你 的 画 ， 我 没有 说 的 ， 不 用 看 夯 了 。 我 们 那个 地 方 有 一 个 研究 部 展 
厅 ， 你 去 找 一 个 叫 徐 俊 的 人 办 手续 ， 以 最 优惠 的 条 件 给 你 办 一 个 展览 ， 
时 间 再 排 。” 我 从 他 家 里 出 来 ， 身 无 分 文 ， 但 是 我 认识 上 海 《 解 放 日 
报 》 的 记者 许 寅 老师 。 许 寅 老师 1983 年 去 过 平凉 ， 当 时 宣传 部 和 文化 处 


派 我 陪 他 去 贮 啊 山 采 访 ， 后 来 我 们 经 常 通信 ， 我 知道 他 家 的 住址 。 到 许 
袜 老 师 家 时 天 已 经 黑 了 ， 我 还 没有 吃饭 ， 但 人 家 已 经 吃 过 人 饭 ， 许 寅 老师 
还 看 戏 去 了 。 他 的 大 儿子 跟 我 说 : “你 是 我 爸爸 的 朋友 ， 你 就 在 我 们 家 
待 着 吧 。” 我 说 :“ 今 天 晚上 只 能 住 下 了 ， 我 现在 没有 熟人 ， 没 有 办 
法 。”* 他 说 :“ 没 问题 ， 我 爸爸 很 好 客 ， 你 就 住 下 吧 。” 他 给 我 临时 搭 了 
一 张 钢丝 床 。 当 时 是 1988 年 1 月 ， 上 海 冷 得 很 ， 等 到 晚上 1 点 多 ， 许 寅 老 
师 才 回 来 。 第 二 天 早晨 ， 他 看 了 我 的 资料 和 一 些 东西 ， 说 :“ 你 这 几 年 
进步 很 大 。 这 样 吧 ， 我 跟 程 十 发 关系 很 好 ， 我 们 去 见 见 他 。” 他 当时 就 
给 对 方 打 了 电话 ， 说 有 西北 来 的 一 个 年 轻 画 家 在 中 国美 术 馆 办 过 展览 
想来 拜访 拜访 。 因 为 大 画 不 能 拿 ， 太 大 了 ， 我 只 拿 了 几 十 幅 小 画 。 我 去 
之 后 把 画卷 打开 ， 程 十 发 老师 看 后 连连 称赞 说 : “你 的 画 真 不 得 了 ， 非 
常 好 ， 上 海 人 没有 见 过 ， 是 另外 一 种 路 子 。 这 样 吧 ， 你 明年 办 展览 我 给 
你 题字 ， 给 你 写 文章 。” 没 想到 程 十 发 这 么 热情 ， 他 还 把 自己 的 画 也 拿 
出 好 多 来 让 我 看 ， 说 请 我 提 意 见 。 我 把 老 先 生 的 画 看 了 又 看 ， 非 常 仰 
募 。 他 和 他 的 太太 晚上 还 请 我 们 一 起 吃 了 顿 饭 。 因 为 许 寅 老师 大 名 电 
电 ， 很 快 就 把 展览 的 场地 和 时 间 都 融 定 了 ， 我 的 画 将 于 1988 年 5 月 2 日 在 
上 海 美术 馆 正式 展 出 。 


ES 

许 寅 先生 及 其 夫人 (前 排 ) 
临 走 时 ， 我 跟 许 实 老 师 说 我 带 的 钱 丢 了 ， 没 办 法 回去 了 。 许 老师 就 

把 存折 给 了 我 ， 说 你 需要 多 少 钱 自 己 取 。 我 取 了 700 元 ， 其 中 300 元 交 给 


美术 馆 作 为 定金 。 当 时 ， 我 已 经 累 得 在 南 泵 路 上 走 不 出 去 了 。 办 了 三 个 
城市 的 展览 ， 一 路 上 劳累 辛 百 ， 我 腿 部 有 种 了 ， 没 法 走路 时 ， 只 能 足下 ， 
徘 着 电线 杆子 鞭 一 会 儿 。 交 了 300 元 的 定金 以 后 ， 我 买 了 一 张 卜 铺 车 

票 ， 从 上 海 经 宝鸡 回 家 。 回 去 后 一 个 月 彤 ， 我 就 把 钱 还 给 了 许 寅 老师 。 


我 被 骗 了 


回 到 平凉 后 ， 我 住 了 20 天 医院 ， 查 不 出 腿 肿 的 原因 ， 医 生 最 后 说 是 
因为 疲劳 过 度 。 出 院 后 ， 我 开始 为 上 海 画展 筹 钱 。 平 凉 的 人 都 知道 我 这 
个 人 ， 我 找 银行 、 供 销 社 的 一 些 熟人 ， 他 们 平时 经 常 找 我 帮忙 写字 画 
男 。 最 后 ， 几 个 单位 赞助 了 1000 元 ， 我 的 中 学 同学 马 荣 在 四 十 铺 信用 社 
当主 任 ， 给 我 批 了 1000 元 贷款 。 


我 全 着 2000 元 准备 去 上 海 时 ， 甘 肃 省 民 委 有 一 个 叫 张 超 音 的 小 伙 
子 ， 给 我 双打 电话 又 写 信 ， 说 一 个 加 国人 看 上 了 我 的 男 ， 想 跟 我 联络 ， 
让 我 赶快 到 天 津 塘 洁 去 ， 那 个 韩国 人 要 在 幕 国 给 我 办 展览 ， 那 儿 的 市 场 
好 得 很 ， 让 我 一 定 得 去 。 他 不 断 打 电 话 催促 ， 于 是 我 去 上 海 时 就 绕道 北 
各 去 了 天 津 ， 在 塘 演 跟 那 个 于 国 老板 见 了 面 。 这 个 人 叫 痿 义勇 ， 他 的 公 
司 叫 新 路 食品 有 限 公 司 ， 他 叫 我 到 了 上 海 之 后 不 要 卖 男 ， 他 们 项 国 市 场 
(REF, AWS FPR, APPAR. MPEGS Za, 他 近 送 
了 我 一 套 西 服 ， 说 我 在 上 海 办 展览 要 注意 形象 ， 把 我 从 里 到 外 打扮 了 一 
番 。 


离开 天 津 到 了 上 海 ， 我 和 专程 请 假 帮 我 在 上 海 办 画展 的 二 哥 住 到 
《解放 日 报 》 招 得 所 。 我 找到 许 寅 老师 ， 他 帮 我 们 安排 得 很 周到 。 他 本 
身 就 是 大 名 家 ， 又 请 了 郑重 、 张 志江 、 徐 季 仁 这 些 上 海 的 名 记者 在 一 起 
座谈 。 许 寅 老师 带 着 我 ， 一 个 一 个 拜访 了 王 个 德 、 唐 云 、 谢 稚 柳 、 陈 佩 
秋 、 应 野 平 、 钱 九 易 、 万 租 鸣 、 沈 柔 坚 、 姑 长 籽 等 名 家 。 上 海 美术 馆 馆 
长 方 增 移 给 我 写 了 前 言 ， 程 十 发 写 了 两 篇 文章， 一 篇 用 在 《文艺 报 》， 
一 篇 发 在 《解放 日 报 》。 临 开幕 的 时 候 ， 方 增 先 馆 长 突然 通知 我 ， 国 展 
从 四 楼 改 到 一 楼 正厅 了 。 一 楼 正厅 我 知道 ， 场 租 费 每 天 1500 元 ， 我 
i: “我 带 的 2000 元 已 经 伦 了 三 四 百 元 了 ， 连 一 天 都 文 撑 不 下 来 ， 怎 么 
办 ?” 方 馆 长 说 :“ 不 要 你 的 钱 ， 我 们 有 办 法 。” 我 说 :“ 这 是 真 的 


吗 ? " 方 馆 长 说 :“ 这 有 什么 假 的 ， 我 说 了 算 。” 


av sera 


1988 年 我 在 上 海 美 术 馆 举办 个 人 画展 


E 


1988 年 我 与 方 增 先 在 上 海 美术 馆 


开幕 那天 ， 同 样 没 办 开幕 式 ， 但 是 来 美术 馆 的 大 车 小 车 把 门口 都 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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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览 ; 程 十 及、 应 野 平 不 但 对 展 贤 评价 很 品 ， 还 给 我 题 了 字 。 上 海 华 时 
宾馆 董事 长 赵 仁 采 也 来 到 展厅 ， 对 我 说 :“ 将 先生 ， 我 跟 你 交 个 朋友 ， 
今天 我 请 你 到 我 们 那儿 去 ， 我 们 管 吃 管 住 ， 每 天 开车 接送 你 。” 这 是 我 


有 生 以 来 第 一 次 住 五 星 级 宾馆 。 我 和 二 哥 住 在 宾馆 里 ， 早 点 吃 的 是 自助 
和 餐 。 我 哥 吃 着 小 猪肉 、 奶 酪 什么 的 ， 非 常 开心 。 我 心里 有 事 ， 吃 不 了 多 
少 。 我 哥 饭量 大 ， 为 了 陪 我 ， 老 吃 不 饱 ， 跟 我 说 :“ 下 次 你 等 我 一 下 ， 

吃 慢 点 。” 有 时 候 ， 赵 总 请 我 们 吃饭 喝酒 。 我 说 :“ 我 们 吃 你 喝 你 的 太 多 
了 ， 你 不 要 钱 吗 ?” 他 说 :“ 这 个 不 跟 你 要 钱 。” 我 说 :“ 那 行 ， 我 给 你 画 
画 吧 。” 他 说 :“ 根 据 你 的 情况 ， 困 了 给 我 男 两 张 ， 忙 残 算 了 ， 我 主要 是 
跟 你 交 朋 友 。” 我 当然 不 能 白 吃 白 哆 人 家 的 ， 后 来 给 他 画 了 几 张 夯 。 而 
今 赵 总 已 经 退休 了 ， 但 他 仍 是 我 的 朋友 。 


这 次 展 响 ， 上 海 美术 馆 没 有 收 我 一 分 钱 ， 还 收藏 了 我 3 幅 画 和 1 幅 
字 。 有 一 个 台湾 的 画 商 看 中 了 我 的 画 ， 一 下 子 选 中 了 40 幅 ， 把 我 叫 到 珊 
金 饭 店 专门 谈 了 一 次 ， 说 :“ 你 要 卖 的 话 ， 我 马上 给 你 20 万 元 现金 ， 你 
把 钱 拿 去 ， 我 把 你 的 画 留 下 。” 我 说 :“ 你 掏 这 么 多 钱 ， 你 不 赔钱 
吗 ? ”他 说 : “我 会 拿 你 的 画 去 赚 回 3 倍 的 钱 。” 


我 是 一 个 穷 光 蛋 ，20 万 元 能 解决 我 不 少 问题 ， 但 是 因为 之 前 我 已 经 
答应 了 韩国 那个 人 ， 不 卖 这 些 画 。 为 了 兑现 我 的 承诺 ， 我 谢绝 了 台湾 这 
位 林 先 生 ， 把 画 又 带 到 塘沽 ， 交 给 韩国 的 老板 ， 一 共 是 114 幅 作品 。 跟 
他 说 话 需要 翻译 ， 交 流 比较 费劲 ， 又 加 上 我 当时 特别 相信 他 ， 我 就 写 了 
一 个 清单 ， 注 明 哪些 面 是 可 以 卖 的 ， 哪 些 面 是 不 卖 的 ， 连 一 张 收 条 都 没 
有 让 他 写 。 我 们 当时 说 定 ，1989 年 3 月 在 韩国 美术 馆 办 一 个 展览 ， 我 要 
去 韩国 ， 还 要 出 版 一 本 大 画册 。 但 等 展览 场地 定 了 以 后 ， 他 说 中 韩 没 有 
建交 ， 我 去 不 了 。 虽 然 我 去 不 了 ， 但 展览 还 是 办 了 。 有 一 个 韩国 的 评论 
家 叫 崔 炳 植 ， 写 了 评论 。 我 的 画展 出 了 20 天 ， 听 说 画 卖 得 很 好 ， 可 是 这 
个 老板 网 了 ， 我 的 画 全 部 没 了 。 他 在 天 津 塘 洁 的 公司 股份 也 撤 了 ， 只 给 
我 带 来 100 本 画册 ， 痢 是 薄 薄 的 小 册子 。 后 来 我 才 了 解 到 ， 那 个 韩国 人 
加 入 了 美国 国籍 ， 住 在 加 拿 大 ， 满 世界 跑 。 最 后 ， 我 通过 甘肃 省 民 委 的 
张 超 音 找到 韩国 的 联系 人 ， 联 系 人 给 我 退回 来 21 幅 小 画 ， 是 114 幅 作品 
里 面 最 差 的 。 被 韩国 人 拿 走 的 有 些 大 面 是 用 三 张 六 尺 宣纸 夯 成 的 ， 是 我 
39 岁 之 前 的 作品 里 的 精品 。 


这 个 亏 ， 我 真是 吃 大 了 。 我 大 病 一 场 ， 在 医院 住 了 20 多 天 ， 看 了 一 
些 关 于 老 庄 哲学 的 书 ， 我 想 通 了 : HAMR TATE CAE in eA N 
(A, KAMERE? 此 后 ， 我 根据 画 的 照片 又 复制 了 十 几 幅 ， 其 
他 的 就 重新 夯 ， 这 些 作 品 的 冲击 力 更 大 。 因 为 经 过 几 年 的 摸索 以 后 ， 我 
的 笔法 更 成 部 了 ， 一 两 年 就 国 了 一 大 批 好 画 。 这 批 男 出 来 后 ， 我 心里 又 
充实 多 了 。 我 特别 喜欢 李白 的 诗句 :“ 天 生 我 材 必 有 用 ， 干 金 散 尽 还 复 
来 。” 虽 然 钱 没有 赚 到 ， 但 我 的 人 生 不 会 因此 就 完了 ， 我 又 重新 站 起 来 
Ta 


从 上 海 美术 馆 回 到 平 深 ， 单 位 把 我 的 工资 全 给 扣 了 ， 说 我 不 听话 ， 
要 惩 麟 我 。 我 向 领导 汇报 ， 根 本 没有 人 听 ， 说 这 里 不 需要 我 这 样 的 专业 
画家 ， 这 里 需要 业余 的 。 这 对 我 来 说 就 是 一 份 逐 客 令 。 


“此 地 不 留 人 ， 自 有 留 人 处 。” 我 带 着 一 郑 资 料 ， 带 着 我 的 画 去 了 宁 
夏 ， 见 了 当时 宁夏 回族 自治 区 人 才 办 公 室 主 任 、 组 织 部 副 部 长 马 司 智 。 
这 个 人 特别 好 ， 是 少数 民族 ， 在 平头 生活 过 一 段 时 间 。 看 了 我 的 这 些 东 
西 ， 他 号 上 给 一 个 叫 赵 宁 安 的 同学 打 电 话 ， 赵 宁 安 介绍 说 ， 将 志和 化 在 北 
各 的 画展 很 成 功 ， 很 有 影响 力 。 马 局 智 当即 束 对 我 说 : “你 这 个 人 我 们 
要 了 ， 有 什么 条 件 尽 管 担 。” 


我 说 要 个 二 级 美术 师 职称 ， 要 一 套房 子 ， 再 把 我 妻子 调 到 事业 单 
位 ， 他 都 一 一 答应 了 。 我 从 没 见 过 一 个 组 织 这 么 痛快 地 接收 一 个 人 。 他 
说 :“ 根 据 你 的 履历 ， 这 一 切 我 们 都 认可 ， 房 子 我 们 尽快 给 你 安排 好 ， 
但 是 对 你 的 工作 ， 我 们 不 能 直接 就 调 ， 因 为 省 与 省 之 间 只 能 商 调 。” 


我 从 三 关口 回 到 平头 ， 心 情 复 杂 得 很 ， 虽 然 我 不 是 女人 ， 但 是 体会 
到 了 那 种 出 尹 的 感 党 ， 心 中 有 一 种 说 不 上 来 的 酸楚 。 平 闵 养 育 了 我 ， 却 
不 包容 我 ， 不 文 持 我 ， 我 还 是 走 吧 。 


平凉 群 艺 馆 全 体 人 员 


回来 后 ， 我 在 群 艺 馆 的 手续 办 得 很 快 ， 但 到 文化 处 束 卡 住 了 。 处 长 


说 ， 这 得 主管 文化 的 书记 专门 批示 ， 人 否则 我 们 不 能 放 你 。 之 前 点 名 要 我 
走 ， 我 把 接收 单位 联系 好 了 ， 又 不 让 我 走 了 。 我 到 处 疏通 关系 ， 死 活 要 
走 ， 但 坚 无 结果 。 我 就 跟 宁 夏 那 边 的 人 说 ， 实 在 不 行 先 把 我 的 妻子 调 过 
去 吧 ， 我 麦子 束 从 平 深 塑料 三 调 到 了 宁夏 回族 自治 区 文化 厅 。 在 这 个 过 
程 当中 ， 我 的 作品 在 深圳 获奖 了 ， 我 是 以 宁夏 书画 院 的 名 义 去 领 的 奖 ， 
宁夏 书画 院 给 我 出 的 路 费 。 此 时 ， 北 京 画 院 院 长 尹 瘦 石和 完 生 同 王 文 芳 老 
师 打 听 我 的 情况 ， 王 老师 说 我 要 调 到 宁 履 书画 院 去 了 。 姑 老 说 :“ 我 听 
说 甘肃 省 也 要 成 并 画院 ， 他 怎么 不 留 在 甘肃 ? "我 何 答 不 想 留 在 甘肃 
呢 ， 甘 肃 夯 院 我 进 不 去 啊 ! 尹 老 就 写 了 一 封 信 ， 托 人 带 给 当时 的 甘肃 省 
委 书 记 李 子 奇 ， 李 书记 看 了 信 说 : “平凉 还 有 这 么 一 个 人 ， 我 怎么 不 知 
道 。” 他 就 让 秘书 赶快 把 我 叫 去 。 


我 去 了 兰州 ， 到 了 李 书 记 办 公 室 ， 李 书记 杀 上 自给 我 削 了 一 个 苹 困 ， 
这 个 苹果 我 拿 在 手 上 ， 放 也 不 是 ， 吃 也 不 是 ， 左 右 为 难 ， 在 这 么 大 的 领 
导 面 前 我 真有 点 不 目 在 。 他 说 :“ 甘 肃 有 画院 ， 你 怎么 要 调 到 宁夏 
去 ? ”具体 原因 我 不 好 多 说 ， 只 说 我 妻子 已 经 调 过 去 了。 他 说 ， 调 过 去 


还 可 以 再 调 回 来 咏 。 李 书记 当即 就 给 平头 主管 文化 的 书记 写 了 一 封 信 ， 
意思 是 说 要 把 我 调 到 省 里 来 ， 但 职称 在 平凉 解决 。 后 来 ， 平 凉 最 终 没 给 
我 解决 职称 问题 。1988 年 7 月 ， 我 作为 一 个 没有 任何 职称 的 人 到 了 甘肃 
画 院 。 


《处 女 地 》 
(68cmX68cm，1986 年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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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苏醒 》 
(142cmX 142cm, 1988 年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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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地 光 》 
(197cmX197cm，1987 年 ) 


《 陇 原 升 起 的 红 太阳 》 
(96cm X96cm, 1988 年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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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黄土 魂 》 
(178cmX 96cm, 1992 年 ) 


《 紫 气 东 来 》 
(196cmX196cm，1989 年 ) 


作画 钓鱼 合 


1989 年 ， 我 应 中 国美 术 家 协会 邀请 ， 给 钓鱼 台 国 宾馆 作 夯 ， 从 那 一 
年 起 ， 我 的 好 运 就 开始 了 。 我 在 北京 饭店 符 了 两 个 多 月 ， 钓 鱼 台 国宾 馆 
让 我 国 的 是 最 大 的 一 幅 ， 丈 六 匹 ， 题 材 就 是 西部 黄土 高 原 。 


给 钓鱼 台 国宾 馆 画 画 ， 每 个 人 有 3000 元 的 润 笔 费 ， 我 是 很 珍惜 的 。 
有 一 位 叫 李 有 至 瑞 的 东北 画家 ， 也 是 被 请 来 的 画家 之 一 ， 我 很 喜欢 他 的 
画 ， 我 们 一 见 如 故 ， 一 直到 现在 我 们 的 关系 都 很 好 。 我 亲眼 看 到 李 宝 瑞 
拿 着 这 笔 钱 激动 得 器 了 ， 他 说 他 是 第 一 次 见 到 这 么 多 钱 ， 他 要 全 这 些 钱 
25 {BER SK BK Ho 


1990 年 我 在 钓鱼 台 国 宾馆 创作 《苏醒 》 


在 钓鱼 台 国 宾馆 这 段 时 间 ， 我 有 幸 认 识 了 郭沫若 的 大 女儿 郭 底 英 ， 
她 给 我 介绍 了 一 位 香港 的 朋友 蔡 继 明 先 生 。 蔡 先生 买 了 一 幅 我 发 表 在 
《美术 》 杂 志 封 三 的 画 ， 我 从 北京 回 到 兰州 后 就 把 画 寄 给 了 他 ， 他 给 我 
寄 来 了 15000 元 人 民 币 。 那 时 候 是 我 最 穷 的 时 候 ， 这 15000 元 拿 到 手 以 
后 ， 我 首先 给 我 的 学 生 雷 钩 涛 6000 元 。 我 买 了 一 台 很 便宜 的 彩色 电视 
机 ，2000 元 左右 ; 又 买 了 7 一 台电 冰箱 ; 为 了 省 钱 ， 我 请 木工 做 了 一 套 沙 
发 。 束 这样， 我 的 家 终于 有 一 点 现代 化 的 样子 了 。 接 着 ， 我 把 我 的 母 杀 
从 平头 农村 接 到 了 兰州 。 


人 生得 一 知己 一 一 程 大 利 


在 我 应 邀 去 北京 钓鱼 台 国 宾馆 画 画 期 间 ， 甘 肃 画 院 正 式 成 这 了 。 此 
前 , 画 院 要求 毎 一 位 画家 茎 出 10 件 作品 在 画 院 成立 時 展 出 , 我 交 了 10 幅 
作品 后 就 到 北京 画 画 去 了 ， 画 院 成 立时 邀请 的 名 家 我 也 没 见 到 。 等 我 回 
到 兰州 时 ， 几 个 人 给 我 转达 了 程 大 利 对 我 的 问候 和 给 我 的 留言 ， 说 他 很 
欣赏 我 的 画 ， 让 我 把 作品 拍 成 照片 ， 他 给 我 发 表 。 我 当时 有 一 后 半 信 半 
疑 ， 程 大 利 当 时 是 江苏 美术 出 版 社 社 长 兼 总 编辑 ， 是 全 国 很 有 名 气 的 艺 
术 家 和 美术 编辑 ， 我 从 来 没有 见 过 他 ， 他 在 我 的 心中 是 一 位 局 不 可 攀 的 
人 物 。 我 带 着 试探 的 心态 给 他 寄 了 4 幅 画 作 的 照片 ， 没 想到 一 个 月 后 就 
发 表 了 。 那 是 我 第 一 次 在 《江苏 画 刊 》 上 发 表 作 品 ， 当 时 的 《江苏 男 
刊 》 差 入 新 潮 的 刊 物 。 


1990 年 9 月 ， 程 大 利 第 二 次 来 甘肃 ， 他 是 为 出 版 敦 得 画集 的 事 来 到 
甘肃 画院 的 ， 通 过 副 院 长 李 宝 峰 说 要 见 我 。 那 一 次 见面 ， 我 们 两 个 人 一 
拍 即 合 ， 感 觉 像 兄弟 一 样 。 我 说 :“ 如 果 今 天 下 午 你 有 空 的 话 ， 请 你 在 
我 家 里 吃 顿 便 饭 。” 他 说 :“ 行 。” 我 就 通知 家 里 赶快 买 羊 肉 招 待 导 贵 的 
客人 ， 我 妻子 做 羊肉 的 手艺 不 错 。 程 大 利 到 我 家 里 大 块 吃 肉 ， 大 碗 喝 
酒 ， 用 他 的 话说 ， 他 把 在 南方 学 到 的 斯 文 都 瑟 了。 我 们 两 个 人 畅谈 了 一 
夜 ， 我 感 党 目 己 过 到 了 知音 ， 谁 次 知音 难 克 ! 我 还 给 他 唱 秦腔 ， 我 们 俩 
喝 了 一 整 瓶 平 沪 的 “ 柳 湖 春 ”。 


从 那 以 后 ， 我 和 大 利 结 下 了 永远 的 友情 ， 我 感觉 他 就 是 我 的 兄长 ， 
在 艺术 见解 上 ， 他 又 是 我 的 老师 ， 我 们 之 间 的 情谊 比 杀 兄弟 还 深 。 没 过 
几 年 ， 程 大 利 调 到 北京 的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当 社 长 ， 他 的 学 识 、 艺 术 才 华 
都 令 人 敬 修 。 他 胸怀 宽广 ， 大 力 帮 助 扶 持 了 国内 一 大 批 优秀 的 中 青年 艺 
术 家 。 可 以 说 ， 程 大 利 在 我 艺术 生涯 中 的 作用 是 举足轻重 的 ， 他 一 直 关 
心 我 、 帮 助 我 ， 虽 然 我 不 是 千里 马 ， 但 我 认为 他 是 一 个 伯乐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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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6 年 我 与 周 认 华 CP) 、 FKR] (E) 同 登 昆仑 帕 米 尔 


ALS 妻子 的 病 


1990 年 的 下 半年 ， 我 的 妻子 突然 得 了 永 朋 症 。 这 种 病 是 非常 罕见 
的 ， 表 现 为 先 大 量 喝 水 ， 喝 完了 马上 就 尿 ， 但 不 喝 水 就 淘 得 忍受 不 了 。 
我 把 病历 寄 到 北京 郭 拭 贡 大 姐 那 里 ， 她 帮 我 到 中 日 友好 医院 和 301 医 院 
找 了 很 多 专家 咨询 ， 但 众说 纷 丝 ， 没 有 一 个 定论 。 我 去 上 海 办 画展 时 又 
找到 许 寅 老师 ， 许 寅 老师 找到 上 海 瑞金 医院 ， 医 生 进 行 会 诊 后 ， 介 绍 我 
到 301 医 院 ，301 医 院 勾 介绍 我 到 南 示 市 中 医院 ， 说 那里 有 一 位 攀 大 夫 专 
治 尿 骨 症 ， 正 好 南京 有 我 的 好 兄长 程 大 利 。 我 把 所 有 认识 的 人 都 调动 起 
来 ， 帮 我 想 办 法 。 有 的 人 说 这 是 不 治之 症 ， 治 病 要 花 很 多 钱 ， 我 当时 的 
压力 很 大 ， 但 我 要 不 惜 一 切 代价 为 她 治 病 。 


1991 年 7 月 ， 我 给 敦 烛 的 同学 付 立 诚 打 电话 ， 他 当时 是 敦煌 市 文化 
馆 馆 长 。 我 告诉 他 我 妻子 生病 了， 现在 我 经 济 上 有 困难 ， 听 说 敦 烛 有 市 
场 ， 让 他 帮助 联系 办 一 个 商业 性 展览 。9 月 是 敦 焊 的 旅游 旺季 ， 我 融 了 
40 幅 作品 在 敦煌 博物 馆 展 出 ， 叉 现场 写字 画 画 。 那 次 我 得 到 了 27000 
元 ， 在 当时 是 一 笔 可 观 的 收入 。 


妻子 的 病 牵 动 了 好 多 朋友 的 心 ， 回 到 兰州 后 ， 我 通过 程 大 利 联 系 了 
南 束 市 中 医院 。 当 时 儿子 还 在 兰州 上 小 学 ， 在 南京 把 妻子 的 住院 事项 安 
排 好 后 ， 我 托付 程 大 利 关 照 她 ， 又 赶 回 兰州 照顾 孩子 ， 并 继续 男 我 的 
画 ， 筹 备 去 江苏 美术 馆 办 画展 的 事 。 此 时 ， 程 大 利 已 经 联系 好 美术 馆 ， 
并 为 画展 写 了 前 言 。 孩 子 放 窒 假 了 ， 我 把 儿子 先 带 到 南京 ， 让 妻子 也 高 
兴 一 些 ， 目 己 留 在 兰州 继续 准备 画展 的 事 ， 同 时 等 竺 殖 继 明 先 生 的 到 
来 。 我 几 次 办 展览 部 没有 带 妻子 ， 正 好 妻子 在 南 泵 住院 ， 我 想 让 她 借 此 
感受 一 下 , 希望 我 的 展览 能 给 她 市 来 一 点 喜悦 。 


我 的 男 在 香港 增值 


自从 认识 莹 继 明 先生 后 ， 他 也 为 我 即将 在 香港 举办 的 画展 做 准备 。 
时 间 定 在 1992 年 7 月 ， 他 打 电 话说 要 到 兰州 来 ， 问 我 有 什么 困难 ， 他 可 
以 帮 我 。 我 说 我 想 买 一 架 最 好 的 照相 机 ， 当 时 正好 有 一 球 新 产品 尼康 
F4S 上 市 。 他 说 :“ 行 ， 我 给 你 带 一 架 ， 钱 你 就 不 要 给 我 了 ， 就 用 男 换 
吧 。” 


1991 年 大 年 三 十 ， 蔡 继 明 从 香港 飞 到 北京 ， 又 从 北 泵 飞 到 兰州 。 那 
天 我 把 航班 搞 错 了 ， 蔡 继 明 到 兰州 机 场 后 ， 找 不 到 接 机 的 人 ， 上 自己 坐车 
找 了 好 长 时 间 才 找到 我 家 。 我 刚 出 门 准备 去 机 场 ， 在 家 门口 和 他 人 肆 了 个 
正 着 ， 让 我 不 知 所 措 。 他 一 见面 束 说 :“ 找 你 找 得 好 闫 呀 。?” 他 当天 就 住 
在 我 家 。 第 二 天 ， 我 找 来 兰州 的 朋友 ， 大 家 乘坐 一 辆 八 面 透 风 的 大 车 ， 
去 了 甘南 拉 卜 楞 寺 。 那 天 ， 天 上 萄 着 雪花 ， 蔡 继 明 拿 着 新 买 的 照相 机 一 
路 拍 关 雪景， 非常 开心 。 我 们 大 年 初 三 返回 ， 由 于 车 没有 防滑 链 ， 从 拉 
: 楞 寺 到 兰州 走 了 十 几 个 小 时 ， 总 算 平安 地 回来 了 。 到 家 后 ， 我 拿 出 三 
幅 夯 ， 让 蔡 继 明 挑 。 译 继 明 看 上 了 一 幅 《 天 海 铜 液 》， 这 是 两 张 四 尺 宣 
纸 接 起 来 的 画 。 他 说 :“ 就 这 一 张 ， 你 舍得 吗 ?” 我 说 :“ 没 问题 。” 两 个 
人 一 拍手 成 交 了 。 


1992 年 我 们 一 家 人 在 江苏 省 美术 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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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在 黄河 覃 口 采风 


送 走 蔡 继 明 ， 我 就 带 关 我 的 画 到 了 南京 。1992 年 2 月 ， 我 在 江苏 省 
美术 馆 举 办 了 大 型 个 人 画展 ， 男 展 非常 成 功 。 这 次 成 功 离 不 开 程 大 利 的 
全 力 支 持 ， 江 苏 省 美术 馆 把 场 租 费 也 免 了 ， 还 收藏 了 我 的 两 幅 画 。 我 麦 
子 也 参加 了 展览 ， 我 的 目的 就 是 让 她 高 兴 ， 和 希望 她 的 病 早 日 康复 ， 实 际 
上 她 的 病情 已 有 很 大 好 转 。 告 别 了 大 利 兄 ， 我 们 回 到 了 兰州 ， 妻 子 的 病 
情 也 一 天 天 好 转 ， 后 来 完全 康复 了 。 


同年 7 月 ， 我 应 邀 在 香港 艺术 中 心 举办 了 个 人 画展 ， 画 展 是 由 蔡 继 


明 胰 划 的 。 在 他 的 帮助 下 ， 香 港 的 展览 也 非常 成 功 ， 同 时 还 出 版 了 一 本 
大 型 画集 。 蔡 继 明 看 到 我 在 兰州 住 的 房子 那么 破烂 ， 束 赞助 了 我 一 部 分 
钱 ， 一 同 小 的 
画室 。 在 甘肃 的 画家 里 ， 我 是 第 一 个 在 兰州 买房 感 
明 的 帮助 ， 他 是 我 永远 的 朋友 。 


香港 的 展览 之 后 ， 我 的 画 的 价值 大 大 提升 。 从 香港 回来 ， 有 好 多 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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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黄河 落 天 图 》 
(480cm X 246cm, 2009 年 ) 


《天 歌 》 


(365cmX142cm，2001 年 ) 


(CAELI) 
(246cm X 120cm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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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黄河 唱 晚 》 
(250cmX124cm，2000 年 ) 


《黄河 横渡 》 
(138cmX69cm, 2006-#) 


《黄河 落 潮 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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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黄河 西 来 决 昆仑 》 
(69cmX69cm，1998 年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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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河 之 滨 写 生 作 品 
(68cmX68cm, 1991 年 ) 


《黄河 万 里 触 山 动 》 
(198cmX96cm，1993 年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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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天 泻 铜 液 之 二 》 


(138cmX138cm，1994 年 参加 美国 首届 国际 艺术 双 年 展 ， 香 港 黄色 律师 事务 所 收 


《黄土 黄河 》 
(250cmX126cm，2006 年 ) 


《天 地 洪荒 图 》 
(160cmX350cm，1993 年 ) 


马来西亚 森林 探险 


1994 年 ， 我 很 幸运 地 收 到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文 化 部 的 通知 ， 以 中 国 艺 
术 家 的 里 份 参加 了 马来西亚 国家 美术 馆 举 办 的 国际 艺术 创作 营 活 动 。 这 
次 活动 ， 马 来 西亚 国家 类 术 馆 一 共 邀 请 了 15 个 国家 的 画家 ， 在 中 国 仅 邀 
请 了 我 。 我 感觉 很 奇怪 ， 到 马来西亚 后 ， 我 就 问 马来西亚 美术 馆 执 行 馆 
长 :“ 我 在 大 西北 ， 你 们 是 怎么 知道 我 的 ? ”他 笑 着 告诉 我 ， 他 们 在 香港 
买 到 了 我 的 一 本 画集 ， 认 为 我 是 中 国 的 实力 派 画 家 ,但 古 他 们 不 知道 我 
的 具体 地 址 ， 残 把 邀请 函 发 到 了 中 国文 化 部 ， 请 文化 部 通知 我 。 


在 这 次 创作 体验 过 程 中 ， 一 次 在 马来西亚 森林 探险 的 经 历 让 我 难以 
SF o 


RIER T BOR BILAN ae ARE. RPE, 晩 仮 后 
8 点 ， 总 领队 杨 仁 铃 先 生 问 我 :“ 有 两 位 画家 要 出 去 看 野 象 ， 你 去 
吗 ? ”我 不 假 思索 地 管 应 了 。 结 伴 同 去 的 一 位 是 澳大利亚 的 大 蜗 个 儿 允 
塔 先生 ， 一 位 是 马来西亚 水 墨 画家 、 伐 汉语 的 大 肚 壮 汉 杨 先生 。 我 们 各 
目 罕 好 衣服 ， 带 着 手电 简 出 发 了 了 。 林 间 小 路 泥 洗 不 堪 ， 洪 黑 的 夜里 伸手 
不 见 五 指 ， 全 徘 三 市 电池 的 手电 简 探 路 。 大 约 走 了 一 里 路 ， 我 们 便 发 现 
了 大 象 刚刚 拉 的 装 便 ， 还 在 冒 热 气 。 我 们 屏 住 呼 吸 ， 小 心 辟 辟 ， 心 也 提 
到 了 嗓子 眼 儿 ， 关 了 手电 位 在 黑夜 里 摸索 着 前 进 。 猴 子 在 树 梢 打上 师 儿 ， 
蛇 缠 在 校 上 一 动不动 ， 我 一 心 想见 大 象 ， 对 林 间 其 他 动物 视而不见 。 狐 
然 ， 我 看 见 一 双 发 光 的 眼睛 ， 一 内 即 逝 ， 我 想 这 一 定 是 大 象 吧 ! 我 们 在 
泥水 里 等 了 两 个 半 小 时 ， 大 象 仍 未 现 届 ， 三 人 一 倍 头 ， 决 定 返 回 。 可 一 
转 喘 ， 独 然 听 见 林子 里 沙沙 作 啊 ， 难 道 是 大 象 神 我 们 来 了 ? 


我 在 马来西亚 原始 大 森林 


慰 疑 间 ， 倾 盆 大 雨 从 天 而 降 ， 本 已 大 汗 淋 沈 的 我 们 在 大 雨 的 冲刷 
下 ， 浑 喘 冒 大 热气。 大雨 中， 我 们 更 是 寸步 难 行 ， 只 好 站 着 ， 接 受 大 雨 
的 洗礼 。 雨 打 在 我 的 双肩 上 ， 溅 起 东 和 东 水 伦 ; 雨水 冲刷 着 我 的 脖 贷 ， 从 
前 胸 后 背 海 下 。 我 的 号 体 成 了 天 地 之 间 雨 水 的 河床 ， 后 背 有 一 大 股 水 顺 
EBAT. FM aa TIP, J EAE CER, BEE F ATE 
流 ; 前 胸 更 是 可 笑 ， 水 从 两 胸 流 至 小 腹 ， 再 从 阳 关 直 泻 ， 我 仿佛 是 意 
BD BWR A ERRE. 


这 也 和 古 我 有 生 以 来 第 一 次 经 历 特大 骏 雨 ， 好 在 暴雨 大 约 持续 了 一 刻 
钟 束 停 了 。 刚 松 一 口气 ， 束 党 得 两 只 脚 脖子 痒 ， 弯 下 腰 一 模 ， 吓 出 一 号 
冷 计 ， 打 开 手 电 简 一 照 ， 更 是 尺 恐 万 分 ! E! 哇 ! 吐 ! 三 人 同时 惊 叫 起 
来 ， 浑 身 泛 起 鸡皮 疙 癌 ， 我 曙 上 扑 着 从 未 见 过 的 怪物 一 一 水 晕 。 再 往 地 
上 照 ， 满 地 缘 是 ， 这 些 饼 鬼 摇 哆 着 尾巴 ， 在 我 们 三 个 不 速 之 客 身 边 快 速 
地 集结 着 。 我 用 手指 甲 招 住 它 的 身躯 往外 搜 ， 但 它 十 分 消 韧 ， 搜 出 一 才 
多 长 又 反弹 回去 了 。 


马来西亚 的 杨 先生 说 要 用 烟头 烧 它 们 的 头 ， 并 叫 我 们 不 售 地 移动 双 


脚 ， 否 则 就 会 被 水 蚂 乘 虚 而 入 。 还 有 一 个 办 法 是 用 手 拍打 。 第 三 个 办 法 
是 用 力 弹 ， 各 个 击破 。 我 一 手 照明 ， 一 手 连 拍 市 打 ， 两 只 手 交 换 看 弹 ， 
还 要 不 集 地 移 步 。 如 果 有 人 看 到 我 当时 滑 稳 紧张 的 样子 ， 肯 定 会 笑 破 肚 
弃 。 我 也 点 燃 了 一 文 烟 ， 弹 不 拓 的 就 用 烟头 沱 。 水 竖 束 像 幽 灵 一 样 ， 哆 
WARREN IS, APE a a, JR EHNA 
作 任 何 部 位 , (ERR ITE, DB) tHE REE PRIN PR, MIEC Hh RE 
上 揉搓 时 ， 它 柔韧 得 像 根 老 牛 筋 。 它 有 金刚 钻 似 的 钻头 ， 又 具备 牛 筋 似 
的 号 有 驱 ， 当 我 用 手指 弹 它 时 ， 稍 有 不 导 ， 它 就 瞬间 黏 住 手 指 ， 甩 都 甩 不 
fio 


消灭 了 大 部 分 的 水 星 ， 个 别 地 方 也 省 不 了 了 ， 往 回 赶 才 是 最 重要 
的 。 其 他 两 个 人 都 穿着 半袖 ， 不 停 地 大 叫 ， 我 不 时 为 他 们 拍打 腰 背 上 的 
水 蚂 ， 一 边 打 ， 一 边 和 急行 寻找 返回 的 路 。 时 间 在 急行 中 消逝 ， 夜 里 12 点 
40 分 ， 我 们 仍 在 林 间 奔走 ， 跤 过 几 条 河 ， 上 下 几 座 山 ， 又 遇 到 一 阵 姑 
雨 ， 各 目的 手电 简 的 光 已 经 很 瞳 了 ， 为 了 节约 电池 的 电量 ， 我 们 关闭 了 
走 在 中 间 的 人 的 手电 位 。 焦 急 之 中 ， 我 们 及 现 上 自己 正 与 来 路 背道而驰 ， 
于 是 又 匆忙 返回 ， 又 上 山下 坡 ， 又 路 河 过 润 ， 罕 行 于 茫茫 林海 中 。 这 
时 ， 我 不 知 何故 想到 了 重 宾 孙 ， 难 道 我 们 三 人 要 留 在 这 茫茫 林海 中 ? 大 
家 心里 发 毛 ， 已 冷静 不 下 来 。 时 间 慢 慢 流逝 着 ， 这 时 我 要 求 在 前 边 探 
Ro RE SIRERE HELE, RIE, RLP, RAIK I i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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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们 走出 这 迷 魂 阵 吧 ! "汗水 尿 天 流 到 前 胸 后 育 , 像 雨水 一 梓 , 流 油 全 
畦 内 。 三 个 人 急行 军 似 的 穿梭 在 原始 森林 的 斑 肠 小 道上 ， 筋 疲 力 尽 ， 两 
只 脚 还 在 不 停 地 移动 。 已 是 凌晨 2 点 50 分 了 ， 我 们 在 林 间 整整 紧张 地 走 6 
个 多 小 时 了 。 


哗啦 啦 ， 又 是 一 阵风 ， 把 树 梢 都 吹 得 东 摇 西 摆 。 抬 头 从 树 缝 中 看 天 
上 ， 月 亮 正 推 着 一 和 白云 出 来 ， 黑 色 的 马云 被 风 吹 着 ， 一 丝 丝 幽灵 似 的 
内 在 月 光 中 。 月 亮 的 出 现 ， 给 我 们 三 个 冲 来 了 光 壳 ， 我 们 振奋 精神 ， 台 
足 勇 气 ， 朝 独 月 亮 的 方 稀 走 。 我 仍 在 前 面 探 道 ， 走 了 没 多 远 看 见 一 棵 大 


樹 横 在 路 上 , AACE EES, ORR AAS PY at ce ERE Lid, P 
的 路 上 隐约 可 以 看 见 大 本 营 的 灯光 ， 大 家 心里 踏实 了 ， 我 不 由 目 主 地 喊 
出 了 : “元始 天 总 万 岁 ! ?我 的 喊 声 传 回 了 和 营地， 驻地 的 领队 癌 我 们 喊 
话 ， 并 打手 电 简 示意 。 易 塔 先生 一 高 兴 摔 了 一 跤 ， 满 号 泥 巴 。 我 和 杨 先 
生 也 都 狼 狐 不 堪 ， 一 进 大 本 营 ， 大 家 齐 呼 万 岁 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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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 , 腰 同 又 洋 了 起 来 , 順 手 一 換 , EA Bek SAKE. CRAE T i, 
成 了 圆 圆 的 肉 球 ， 不 能 再 往 里 外 了 。 我 摘 下 它 用 力 往 地 上 一 摔 ， 落 地 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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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在 原始 大 森林 写生 


我 在 床上 躺 了 两 个 小 时 ， 闭 着 眼睛 回味 着 刚才 在 原始 森林 中 的 一 幕 
事情 景 , Fixe TART AM 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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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洲 之 行 还 得 从 我 1991 年 9 月 在 敦煌 办 画展 的 一 次 奇遇 说 起 。 


当时 来 敦 焊 旅游 的 外 国人 很 多 ， 看 我 男 男 的 人 也 不 少 ， 其 中 ， 有 一 
个 胖 胖 的 老头 ， 个 子 不 高 ， 是 欧洲 人 。 他 和 他 的 太太 ， 还 有 随行 的 女 翻 
译 ， 第 一 次 看 我 的 40 幅 画工 不 多 看 了 一 个 多 小 时 。 他 一 张 一 张 慢 慢 地 
看 ， 看 完了 ， 第 二 天 又 来 看 。 他 通过 翻译 问 ， 哪 一 位 是 作者 。 我 说 我 就 
征 。 老 头 过 来 跟 我 热情 拥抱 ， 通 过 翻译 对 我 说 :“ 你 是 表现 主义 者 。 我 
在 中 国 看 了 不 少 画 展 ， 没 有 一 件 作 品 能 让 我 如 此 诉 动 。” 他 说 ， 我 的 作 
品 对 他 有 很 强 的 吸引 力 ， 又 对 我 的 作品 大 加 赞 黄 ， 还 次 要 买 男 。 我 说 ， 
知音 难 砚 ， 你 不 要 买 了 ， 我 送 你 一 幅 。 他 当时 给 了 我 一 张 名 片 ， 我 也 不 
认识 外 文 ， 只 记得 他 的 名 片 比 别人 的 名 片 大 。 他 跟 我 拥抱 了 又 拥抱 ， 担 
手 了 又 握手 。 他 的 翻译 也 给 了 我 一 张 名 片 ， 她 叫 顾 易 群 ， 是 文化 部 欧洲 
司 的 一 等 秘书 。 


1991 年 冬天 ， 我 忽然 收 到 一 封 来 目 法 国 的 信 ， 里 面 有 一 张 照片 ， 照 
片上 是 我 在 敦 烛 送 给 那 位 欧洲 老人 的 那 幅 画 ， 不 过 配 了 一 个 国 框 。 我 请 
人 将 这 封 信 翻 译 了 一 下 ， 意 思 是 说 ， 他 把 我 送 给 他 的 那 幅 画 加 了 画 框 ， 
送 去 参加 了 法 国 巴 黎 秋季 沙龙 展 。 又 说 欢迎 我 到 法 国 去 办 画展 ， 他 会 帮 
助 我 ， 信 后 面 的 普 名 是 “前 部 长 奥 加 德 ”。 兰 州 大 学 的 朋友 说 ， 他 的 头衔 
多 着 呢 ， 是 法 国文 化 部 前 部 长 、 法 国 科 学 院 院 士 、 法 国 国际 艺术 协会 名 
誉 主席 。 真 没 想到 ， 我 竟然 遇 到 这 样 一 位 大 人 物 。 


1991 年 我 在 敦煌 举办 个 人 画展 


从 1991 年 到 1995 年 ， 我 一 直 和 奥 加 德 先 生 有 书信 往来 。 他 前 前 后 后 
以 法 国 国际 艺术 协会 的 名 义 给 我 发 过 11 封 邀请 函 ， 邀 请 我 过 去 ， 甚 至 委 
托 法 国 国际 艺术 协会 执行 主席 麦 维尔 太太 给 我 写 信 ， 但 我 都 没有 去 。 因 
为 “一 明 被 蛇 咬 ， 十 年 怕 井 绳 ”， 天 国 的 画展 让 我 吃 尽 舌头 ， 再 加 上 我 不 
民法 语 ， 不 敢 去 。 


1995 年 7 月 ， 我 接 到 中 国 类 术 家 协会 外 联 部 的 通知 ， 让 我 以 中 国 艺 
术 家 的 有 身份， 去 法 国 国际 艺术 城 吕 霞光 男 室 进行 艺术 考察 和 交流 活动 。 
这 个 工作 室 是 中 国美 术 家 协会 的 一 个 画室 ， 同 去 的 还 有 青海 的 画家 朱 成 
林 。 我 收 到 这 个 通知 后 喜出望外 。 出 国 需要 一 大 笔 钱 ， 我 本 就 不 富有 ， 
有 一 点 钱 还 买 了 房子 ， 接 济 兄 弟 姊 妹 和 妻子 家 里 。 但 这 一 次 ， 我 还 是 决 
定 去 。 


煌 的 起 源 》 
(210cmX 260cm, 2002 年 ) 


否 港 画展 结 绿 


1995 年 夏 末 ， 我 第 二 次 在 香港 尖沙咀 文化 中 心 举办 个 人 画展 ， 是 由 
深圳 新 东方 文化 艺术 中 心 的 张 树 和 党 先生 策划 的 。 夯 展 上 我 认识 了 香港 著 
CAFRA KARG, MIE SRR, POT, MA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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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 年 了 ， 让 我 有 事 就 找 她 帮忙 ， 当 即 给 我 留 下 了 冯 小 姐 的 电话 。 香 港大 
学 的 黄 教 授 还 向 我 介绍 了 他 在 法 国 的 学 生 张 守 女 士 。 香 港 画 展 之 后 ， 我 
在 深圳 小 住 了 几 日 ， 认 识 了 深圳 文化 界 的 一 帮 朋 友 ， 有 文联 主席 ， 还 有 
《深圳 商 报 》 的 侯 俊 先 生 ， 他 听 说 我 要 到 法 国 去 ， 给 我 介绍 了 他 的 两 位 
老 朋 友 , RUB KGAA ESE, ROARK Az ice SEL 


1995 年 11 月 ， 我 到 北京 后 ， 中 央 电 视 台 《东方 之 子 》 栏 目 采 访 了 
我 ， 之 后 播 出 了 专题 片 《 蒋 志和 完 和 他 的 西部 艺术 》。 


11 月 初 ， 我 和 青海 画家 朱 成 林 先 生 赶赴 巴黎 ， 住 在 巴黎 国际 艺术 
城 。 两 个 西北 人 ， 一 句 外 语 孝 不 会 说 ， 在 巴黎 遇 到 的 第 一 个 问题 就 是 入 
住 手续 和 保险 都 无 法 办 理 。 我 们 多 方 求 助 ， 好 不 容易 找到 一 位 从 中 央 美 
术 学 院 去 巴黎 留学 的 女士 ， 她 用 了 一 天 时 间 必 我 们 办 了 这 些 手续 。 办 完 
后 ， 她 提出 一 天 的 报酬 是 2000 法 妇 ， 要 么 给 钱 要 么 给 画 ， 我 们 俩 部 用 男 
文 付 了 她 。 


1995 年 我 与 刘 国 松 、 蔡 继 明 在 香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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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 艺术 城 坐落 在 塞纳 河 边 ， 离 巴黎 圣母 院 不 远 ， 巴 黎 圣 母 院 的 钟 声 常 
种 传 到 我 们 的 房间 。 到 法 国 第 一 天 ， 我 们 就 先 去 参观 了 巴黎 革 母 院 。 此 
外 ， 我 们 得 学 会 在 巴黎 生活 ， 超 市 离 我 们 的 住所 很 近 ， 我 们 先 去 买 了 法 
国 的 面包 、 香 肠 和 章 每 畸 ， 后 来 发 现 有 面粉 和 意大利 面 ， 我 又 这 了 好 多 
闵 椒 面 ， 我 束 常 常用 意大利 面 做 油 泌 面 ， 中 西 结合 的 味道 好 极 了 ! 连 欧 
洲 人 答 了 都 赞 不 绝口 。 因 为 语言 不 通 ， 我 们 生活 得 很 孤独 ， 后 来 找到 中 
央 美 术 学 院 工作 室 的 友人 ， 说 说 中 国 话 ， 聊 聊天 ， 请 他 们 传授 一 些 在 巴 


黎 生活 的 经 验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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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R WA, 我 和 老 朋 友 奥 加 徳 先生 険 系 上 了 , MARIK E 
做 客 。 我 不 异 外 语 ， 他 不 懂 中 文 。 无 条 之 下 ， 我 打通 了 冯 徽 微 的 电话 ， 
请 她 做 翻译 ， 冯 小 姐 非常 热情 地 答应 了 。 第 二 天 ， 我 们 在 约 好 的 地 点 见 
面 ， 她 戴 着 一 副 白 色 的 眼镜 ， 纯 朴 优雅 ， 普 通话 讲 得 不 是 很 好 。 她 在 我 
的 工作 室 跟 奥 加 德 先生 通 了 电话 ， 约 好 见面 的 时 间 和 地 点 。 


12 月 的 一 天 下 午 ， 我 们 到 了 奥 加 德 完 生 的 家 里 做 客 ， 冯 小 姐 作为 翻 
译 陪 我 同 去 。 奥 加 德 的 家 古 一 栋 两 层 高 的 小 楼 ， 从 楼 梯 到 所 有 的 墙 面 都 
挂 着 琳琅 满目 的 了 画作， 其中， 有 我 送 给 他 的 两 幅 。 奥 加 德 先 生还 请 来 了 
法 国 英 妹 博 物 馆 馆 长 邬 德里 先生 、 法 国 国际 艺术 协会 执行 主席 关 维 尔 太 
太 。 奥 加 德 和 他 的 太太 非常 热情 ， 见 了 面 ， 他 跟 我 行 了 四 次 亲吻 礼 。 他 
乡 过 故 知 ， 我 们 有 说 不 完 的话 ， 使 一 劳 翻译 的 冯 小 姐 忙 个 不 停 。 他 谈 了 
这 几 年 给 我 写 信 有 的 过 程 ， 以 及 对 我 的 艺术 作品 的 看 法 。 他 总 是 用 激昂 的 
语气 赞扬 我 的 艺术 作品 ， 说 我 是 “东方 的 几 : 高 "。 后 来 ， 他 以 这 个 为 标 
题写 了 一 篇 文章 ， 我 请 人 将 这 篇 文章 翻译 成 中 文 ， 把 标题 改 为 《来 目 东 
方 的 艺术 神韵 》， 这 篇 文章 在 国内 的 很 多 刊物 上 发 表 过 。 


奥 加 德 太 太 请 我 们 入 席 ， 对 于 法 国人 来 说 ， 只 有 章 贯 的 客人 才能 被 
请 到 家 里 来 吃饭 。 长 条 形 的 餐桌 一 头 是 奥 加 德 太 太 ， 一 头 是 奥 加 德 乞 
生 ， 我 坐 在 奥 加 德 太 太 的 右手 边 。 奥 加 德 先生 从 酒 窘 里 拿 出 一 大 瓶 珍藏 
了 4 年 的 香 槛 酒 ， 他 半 开 玩笑 地 说 :“ 这 瓶 酒 可 是 等 你 4 年 了 。? 瓶 口 打开 
时 发 出 惊人 的 啊 声 ， 每 个 人 部 其 满 了 酒 ， 气 氛 热烈 得 像 过 年 一 样 。 喝 完 
香 模 之 后 ， 主 琳 是 法 国 大 对 是 ， 酒 也 换 成 了 法 国 的 干 红 和 葡 葡 酒 ， 一 道 沫 
配 一 套餐 具 ， 十 分 讲究 。 第 一 次 在 法 国 朋 友 家 里 吃饭 ， 开 始 时 我 还 比较 
拘谨 ， 喝 了 几 杯 酒 以 后 ， 我 也 放松 多 了 。 


奥 加 德 先 生 问 我 介绍 了 麦 维尔 太太 ， 说 这 几 年 她 一 直 以 法 国 国际 艺 
术 协 会 的 名 义 写 信人 邀请 我 ，4 年 来 一 共 写 了 11 封 邀请 函 ， 问 我 为 什么 没 


有 来 。 我 告诉 他 ， 第 一 是 因为 我 不 懂 国 外 的 规矩 ， 第 二 是 因为 我 对 这 种 
邀请 半信半疑 ， 但 主要 还 是 因为 我 不 懂 外 语 。 这 一 次 是 国家 铂 我 出 来 ， 
真是 一 举 两 得 ， 我 和 大 家 见面 了 。 


在 巴黎 这 段 时 间 ， 冯 小 姐 没 少 给 我 帮忙 ， 从 来 没有 提 报 酬 的 事 ， 而 
且 非 常客 气 ， 总 是 说 :“ 你 是 朋友 介绍 的 ， 不 懂 法 语 ， 我 为 你 帮忙 责 无 
旁 贷 。” 这 让 我 感动 不 已 。 后 来 ， 因 为 她 搬家 到 了 土耳其 ， 我 跟 她 失去 
了 联系 ， 这 也 成 了 一 件 非常 遗憾 的 事 。 这 是 一 位 我 第 第 回忆 的 朋友 ， 我 
想 总 会 有 一 天 能 和 她 联络 上 ， 我 要 请 她 到 中 国 西北 来 旅游 ， 尽 尽 我 的 地 
TLA 


我 与 奥 加 德 先生 及 夫人 在 法 国 


因为 与 冯 小 姐 的 接触 ， 我 的 胆子 大 了 起 来 ， 觉 得 法 国人 和 香港 人 不 
见得 都 那么 苛刻 ， 于 是 我 给 梁 大 姐 打 了 电话 ， 和 她 也 联系 上 了 ， 同 时 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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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 的 学 者 。 这 样 一 来 ， 我 又 多 了 几 个 书法 语 的 中 国 朋 友 ， 大 家 偶尔 在 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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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黎 国际 艺术 城 画展 


1996 年 3 月 ， 我 的 画展 首次 在 巴黎 国际 艺术 城 举办 ， 奥 加 德 移 生 早 
早 到 场 。 这 个 画展 受到 法 国人 的 一 片 赞 人 誉 。 其 间 ， 奥 加 人 德 先生 又 给 我 介 
绍 了 一 个 画廊 ， 同 时 办 了 两 个 展览 ， 让 我 认识 了 气质 非凡 、 高 深 葛 测 的 
大 学 者 程 抱 一 先生 。 他 在 每 一 幅 画 前 问 长 间 短 ， 提 了 很 多 问题 ， 我 都 一 
一 耐心 做 了 解答 ， 包 括 我 的 表现 手法 。 他 把 两 个 展览 看 完 以 后 ， 在 签到 
筹 上 都 留 下 了 法 语 名 字 和 留言 。 因 为 我 不 异 法 语 ， 我 也 不 知道 他 是 谁 ， 
好 多 法 国人 看 到 他 的 留言 后 ， 痢 惊叹 地 说 ;:“ 哦 ， 弗 表 索 瓦 - 程 来 了 ! 他 
可 是 个 大 人 物 啊 ! ”后 来 我 才 知 道 ， 程 抱 一 先生 是 法 兰 西学 院 首 位 华裔 
院士 ， 著 名 的 翻译 家 和 艺术 评论 家 。 程 先生 给 我 留 下 了 他 的 电话 ， 常 来 
艺术 城 看 我 ， 还 经 名 给 我 打 电 话 ， 即 使 是 路 过 艺术 城 ， 也 要 跟 我 说 上 几 
句 话 再 走 ， 谈 的 都 是 艺术 。 他 或 励 我 ， 说 这 种 创作 路 子 是 对 的 ， 让 我 大 
胆 地 往 前 走 。 他 说 我 的 画 高 到 雄 涯 ， 夯 出 了 中 国 西部 山河 的 灵魂 ， 太 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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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 ， 还 需要 努力 ， 掌 握 的 理论 体系 不 够 健全 。 他 马上 说 :“ 不 ， 理 论 是 
理论 家 的 问题 ， 不 是 你 要 做 的 事 ， 你 只 要 创作 就 行 了 ， 把 你 的 全 部 思 
想 、 激 情 、 灵 感 、 学 养 、 生 活 痢 集中 到 你 的 画 中 去 ， 用 你 的 作品 体现 出 
来 ， 就 是 你 对 艺术 的 页 献 。” 他 还 说 ， 有 空 一 定 要 为 我 写 文 章 。 有 时 
候 ， 他 来 我 的 工作 室 ， 也 跟 我 学 学 画 竹 子 和 号 毛笔 字 。 我 在 巴黎 办 了 多 
次 展览 ， 程 先生 都 会 位 临 ， 又 总 是 对 我 赞 不 绝口 。 程 先生 是 我 最 敬重 的 
学 者 ， 我 回国 以 后 ， 由 于 他 几 次 搬家 ， 我 们 失去 了 联系 。 


我 与 法 兰 西学 院 院 士 程 抱 一 先生 


巴黎 国际 艺术 城 男 展 的 消息 传 到 了 中 国 驻 法 国 大 使 馆 。 有 一 次 ， 使 
馆 给 我 打 电 话 ， 说 要 在 法 国 商业 中 心 老 佛 和 爷 百 货 举 办 “中 国 月 ?活动 ， 现 
场 写字 男 画 ， 介 绍 中 国文 化 ， 问 我 愿 不 愿意 去 。 我 当即 说 ， 我 愿意 
去 “中 国 月 ”的 活动 主要 是 销售 中 国 的 服装 、 次 器 、 家 有 具 及 中 国文 化 艺 
术 作 品 。 我 就 是 在 那儿 *“ 摆 挫 ?>， 现 场 写 写 男 画 ， 介 绍 中 国 传统 文化 艺 
术 ， 其 间 我 得 请 翻译 ， 有 时 候 古 梁 完 生 陪 我 一 天 ， 有 了 时候 是 梁 大 姐 陪 我 
半天 ， 多 数 时 候 是 我 一 个 人 ， 一共 办 了 21 天 。 


他 乡 迪 知音 


有 一 天 ， 我 在 老 佛爷 百货 “ 摆 挫 ?时 ， 遇 见 了 一 位 小 姐 ， 她 提 着 几 个 
中 国 瓷器 放 到 我 的 摊位 前 ， 束 开始 看 我 的 资料 。 当 时 ， 我 一 边 画 男 一 边 
还 要 应 付 人 们 的 各 种 要 求 ， 围 观 的 人 很 多 。 有 些 外 国人 只 需要 我 写 出 他 
的 名 字 ， 用 中 文 写 出 来 他 就 喜欢 。 写 一 个 名 字 有 时 候 也 能 赚 一 点 小 钱 ， 
300 法 即 或 者 500 法 郎 。 没 想到 ， 这 位 小 姐 看 我 的 资料 看 了 一 个 多 小 时 没 
有 离开 ， 她 突然 问 我 :“ 你 是 甘肃 来 的 ? ”我 说 :“ 是 的 ， 你 中 文 讲 得 这 
么 好 ! ”她 说 :“ 我 是 中 国人 啊 ! 姓 孙 。” 这 个 时 候 我 才 正 视 她 ， 她 身材 
苗条 ， 上 身 穿 一 件 豆 绿 色 注 羊绒 大 领 上 衣 ， 有 着 白嫩 的 皮肤 、 一 双 炯 炯 
有 神 的 眼睛 。 这 人 么 漂亮 的 一 个 小 姐 跟 我 说 话 ， 而 且 声 音 这 么 温柔 ， 让 我 
感到 很 吃惊 。 她 说 :“ 你 的 画 很 好 啊 ! 我 刚 看 了 介绍 你 的 文章 和 资料 ， 
我 看 你 语言 上 有 困难 。” 我 说 :“ 我 不 懂 外 语 ， 障 碍 太 大 了 。” 她 说 ;:“ 后 
天 星期 六， 我 有 时 间 来 帮 你 ， 怎 么 样 ? ”我 说 :“ 那 太 好 了 ! ” 


星期 六 早上 9 点 钟 ， 她 准时 到 了 。 第 二 次 见面 ， 我 跟 她 在 一 起 的 话 
就 多 了 起 来 。 这 一 天 ， 我 的 生意 特别 好 ， 因 为 有 了 她 的 帮助 ， 要 求 字 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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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 佛 ， 是 纽约 电视 台 《 为 您 解忧 》 栏 目的 节目 主持 人 ， 他 要 求 用 几 个 字 
把 他 的 爱好 用 中 国 书法 展现 出 来 。 孙 小 姐 给 我 翻译 了 他 的 意思 ， 我 思量 
了 以 后 ， 浮 现 出 两 个 字 “ 释 然 *， 我 征求 孙 小 姐 的 意见 ， 她 说 :“ 很 好 ， 
你 写 吧 ! ”我 束 写 了 三 届 ， 挑 了 一 幅 最 好 的 ， 把 另外 两 幅 当 者 那 两 个 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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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 美国 朋友 给 我 留 了 他 们 家 里 的 电话 ， 让 我 到 了 美国 一 定 给 他 们 打 电 
话 ， 有 什么 问题 他 们 一 定 帮 我 解决 。 他 们 非常 喜欢 中 国 书法 ， 风 趣 地 
说 ，5 年 前 ， 他 们 请 人 写 了 一 幅 书法 ， 挂 了 3 年 ， 有 一 天 ， 家 里 来 了 一 个 
中 国人 , 一 看 , WERI! 大 家 哈哈 大 笑 .…… 


我 在 法 国 的 市 场 


从 那 以 后 ， 孙 小 姐 经 常 帮 我 翻译 ， 我 也 约 她 到 艺术 城 玩 。 有 时 候 ， 
她 将 做 好 的 鱼 和 别 的 好 吃 的 带 到 艺术 城 来 ， 和 朱 先 生 我 们 三 个 人 一 起 
吃 。 她 也 在 艺术 城 帮 我 们 做 饭 ， 请 我 们 看 电影 。 电 影 都 是 法 语 ， 我 们 得 
坐 到 后 面 ， 她 小 声 给 我 们 翻译 成 中 文 。 慢 慢 地 ， 我 们 互相 越 来 越 有 好 
感 ， 成 了 非常 真挚 的 朋友 。 当 我 学 习 交 流 期 满 回国 ， 孙 小 姐 送 我 到 戴 遍 
乐 机 场 ， 我 检 完 票 登 上 楼 梯 时 ， 她 只 了 ， 而 且 是 号 响 大 器 ， 这 一 只 ， 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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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 我 当 翻 译 。 我 们 还 一 起 游览 了 欧洲 很 多 国家 的 艺术 馆 、 博 物 馆 和 风景 
名 胜 。 孙 小 姐 不 光 是 我 的 好 朋友 ， 也 是 来 艺术 城 学 习 考察 的 中 国 留学 生 
们 的 好 朋友 。 她 总 是 助人 为 乐 ， 做 了 很 多 力所能及 的 事 ， 从 不 接受 任何 
人 的 报酬 和 馈赠。 她 党 第 说 ， 大 家 部 是 中 国人 ， 能 为 国人 做 点 事 是 理 所 
应 当 的 。 孙 小 姐 从 上 海外 国语 学 院 毕 业 ， 后 来 到 法 国 户 浮 宫 博 物 馆 学 


习 ， 并 留 在 了 法 国 ， 在 一 家 公司 资料 中 心 做 负责 人 。 她 不 光 才 华 横 洲 ， 
而 且 有 一 双 灵 巧 的 手 ， 做 一 手 好 中 国 末 。 我 尊敬 的 梁 大 姐 和 梁 先 生 ， 还 
有 一 些 法 国 的 朋友 ， 奥 加 德 夫 妇 、 麦 维尔 夫妇 ， 我 的 好 朋友 麦 纳 夫妇 、 
杜 和 亚 玲 夫妇 ， 大 家 组 成 了 一 个 小 的 朋友 图 ， 经 常 肾 会 ， 不 亦 乐 乎 。 


我 离开 巴黎 后 ， 他 们 也 经 党 聚会 ， 每 当 聚 到 一 起 的 时 候 ， 总 要 和 我 
通电 话 。 离 开 巴 黎 已 经 21 个 年 头 了 ， 这 些 往事 还 仿佛 是 昨天 的 事情 ， 历 
历 在 目 。 杜 和 亚 玲 带 我 和 孙 小 姐 一 起 去 荷兰 旅游 ， 我 们 花 大 量 的 时 间 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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波 荡 泣 的 五 颜 六 色 的 夜景 中 。 我 在 荷兰 把 目 己 所 市 的 钱 都 用 来 买 丙烯 颜 
料 了 ， 这 些 颜 料 带 回来 后 一 直 使 用 了 十 几 年 ， 画 出 了 不 少 好 作品 。 从 和 葵 
兰 回 巴黎 的 途中 ， 我 突然 想到 有 一 大 景观 没有 参观 ， 非 常 遗 憾 。 杜 问 我 
是 什么 ， 我 说 把 阿姆斯特丹 的 红灯区 给 遗忘 了 ， 大 家 哈哈 大 笑 。 


回国 后 ， 我 请 孙 小 姐 来 中 国旅 游 。 我 带 她 游览 了 天 水 麦 积 山 及 敦 焊 
砚 高 宣 。 知 己 难 逢 ， 我 们 相处 得 像 兄妹 一 样 。 


2006 年 ， 我 在 德国 办 尼 黑 举 办 画展 ， 结 束 后 我 回 到 巴黎 看 老 朋友 梁 
KU RRE, ER. KT, WRIA. MERKER. RANA) 
一 起 去 看 望 年 事 已 高 的 麦 维尔 太太 和 奥 加 德 太 太 。 奥 加 德 先 生 于 前 一 年 
去 世 了 ， 享 年 105 岁 。 奥 加 德 太太 说 :“ 你 要 每 年 来 看 我 ， 再 不 来 就 看 不 
到 我 了 。” 岁 月 悠悠 ， 回 忆 我 的 欧洲 之 行 ， 和 众多 朋友 在 交往 中 结 下 深 
厚 友情 ， 这 种 友情 是 永恒 的 。 


项 拉克 总 统 的 来 信 


在 巴黎 的 两 个 展览 结束 后 ， 我 去 西班牙 旅游 。 从 西班牙 旅游 回来 ， 
收 到 一 大 堆 信 。 梁 大 姐 请 我 去 她 家 做 客 ， 因 为 我 不 异 法 语 ， 我 就 带 看 这 
些 信件 去 了 ， 请 染 大 姐 、 染 先生 翻译 给 我 听 。 当 染 先 生 读 到 一 封 信 时 对 
我 说 :“ 你 获奖 了 ， 你 知道 吗 ? 颁奖 日 期 都 过 了 ， 你 怎么 还 不 知道 。” 还 
有 一 封 信 ， 梁 先生 说 是 希拉 殉 总 统 给 我 寄 来 的 ， 他 念 信 的 时 候 我 正在 喝 
酒 ， 我 说 :“ 开 玩笑 ， 你 们 总 统 怎么 能 给 我 来 信 呢 ， 这 简直 是 天 大 的 笑 
ta! ”但 总 统 在 信 中 说 ， 他 收 到 了 我 给 他 寄 去 的 请 束 ， 因 有 事 没 有 来 
成 , TARZAN © KU: “我 怎么 可 能 给 你 们 总 统 寄 请 束 呢 ? 我 又 不 
认识 他 。*” 硕 拉克 忆 统 和 夫人 还 给 我 守 了 痪 年 卡 。 而 且 我 获奖 也 是 真 
的 ， 获 得 的 是 法 兰 西 功勋 与 奉献 协会 颁 帮 的 银 质 勋章 。 


我 怎么 获 的 奖 我 确实 不 知道 ， 可 能 是 艺术 城 推荐 的 ， 因 为 我 在 艺术 
城 的 展览 很 成 功 ， 艺 术 城 的 主席 布 鲁 诡 夫 人 很 欣 芝 我 的 作品 。 颁 奖 日 期 
DANT, Ri: MEAD? "RICE, MACHT) ATE Tal a]. R 
说 ;“ 你 先 不 要 给 他 们 打 电 话 ， 你 把 这 个 东西 给 我 ， 我 先 寄 给 使 馆 和 新 
华 社 ， 让 它们 看 看 有 没有 必要 去 领 。” 使 馆 和 新 华 社 的 人 看 了 ， 说 这 个 
颁奖 的 组 织 非常 彪 大 ， 自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以 后 ， 获 奖 的 中 国人 算 我 
只 有 20 位 ， 郑 是 各 行 各 业 的 精英 。 后 来 ， 使 馆 委 托 新 华 社 跟 那 个 组 织 联 
系 ， 给 我 补 用 了 这 个 奖项 一 一 法兰西 功勋 与 奉献 ? 银 质 勋章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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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奖 证 书 


“法 兰 西 功勋 与 奉献 ” 银 质 勋章 


法 国 总 统 和 希拉 死 给 我 的 信和 春节 货 卡 是 怎么 回 事 呢 ? 可 能 是 我 按 卖 
维尔 太太 给 我 的 名 单 照抄 发 请 束 时 ， 那 名 单 里 面 就 有 忆 统 的 名 字 ， 因 我 
不 懂 法 文 就 不 知道 而 已 。 梁 大 姐 建 议 说 :“ 你 如 果 愿 意 的 话 ， 把 你 的 画 
送 给 我 们 总 统一 幅 ， 他 会 很 高 兴 的 ， 他 很 钟爱 中 国文 化 。” 临 回国 的 时 
候 ， 我 束 给 布 拉 克 总 统 准 备 了 一 幅 一 米 见方 ， 名 叫 《 对 饮 》 的 夯 ， 以 及 
一 本 大 的 画册 。 我 和 染 大 姐 把 这 些 送 到 爱丽 铭 宫 的 收发 室 ， 里 面 夹 了 一 
张 我 的 名 片 和 一 封 短信 。 


回国 不 到 一 个 月 ， 我 就 收 到 了 希拉 克 总 统 给 我 寄 到 甘肃 的 信 。 我 把 
信 传 真 到 法 国 ， 法 国 的 朋友 给 我 翻译 了 又 传真 给 我 。 信 中 写 道 ; “ 我 便 
有 兴趣 地 发 现 了 您 对 中 国 绘画 的 创新 能 力 及 技巧 ， 它 们 强 有 力 地 展现 在 
你 的 作品 中 。" 他 身 为 总 统 那么 忙 ， 不 仅 用 心 看 我 的 画 ， 还 对 我 的 画 做 
了 评价 ， 而 且说 得 那么 准确 ， 那 么 恰如其分 ， 实 在 让 人 感动 ! 


《对 饮 》 
(105cmX100cm，1993 年 创作 ，1997 年 法 国 前 总 统 希 拉克 收藏 ) 


法 国 参 议院 42 写 会 议 室 


在 巴黎 的 7 个 月 里 ， 我 去 了 西班牙 、 意 大 利 、 蓓 兰 、 比 利 时 、 奥 地 
利和 周边 的 一 些 国家 。 


1996 年 的 夏天 ， 回 兰州 竺 了 半年 以 后 ， 我 又 意外 地 收 到 了 来 自 法 国 
的 一 封 邀请 函 ， 邀 请 我 去 法 国文 化 部 在 艺术 城 的 工作 室 。 艺 术 城 有 40 多 
个 国家 的 艺术 家 工作 室 ， 是 面 问 世界 各 国 艺术 家 的 。 艺 术 城 不 对 私人 提 
供 工 作 室 ， 而 是 由 国家 买 下 工作 室 ， 再 派 目 己 的 艺术 家 去 那儿 搞活 动 ， 
这 是 艺术 城 的 宗 则 。 法 国文 化 部 在 40 多 个 国家 的 画家 里 面 ， 意 外 地 把 我 
选 上 了 。 


第 二 次 去 法 国 ， 住 箱 条 件 好 了 ， 位 置 也 好 ， 在 礁 纳 河 边 ， 巴 黎 圣 母 
院 的 钟 声 一 啊 ， 我 这 边 就 能 听 到 。 我 在 法 国 的 朋友 也 越 来 越 多 ， 活 动 安 
排 得 满 满 的 ， 前 一 个 星期 就 把 下 一 个 星期 的 活动 定好 了 。 


这 次 在 法 国 ， 我 大 量 的 时 间 还 是 流连 在 户 浮 宫 和 奥赛 博物 馆 。 忆 
外 ， 法 国 的 一 些 男 家 办 展览 也 邀请 我 ， 所 以 我 还 到 法 国 南 部 等 一 些 地 方 
参加 法 国 艺术 家 的 展览 。 


在 画展 中 ， 法 国 国际 广播 电台 多 次 采访 我 。 有 一 次 ， 电 台 采 访 我 的 
第 一 个 问题 是 :“ 你 到 法 国 来 ， 让 你 最 吃 停 的 是 什么 事 ? "我 说 : “法国 
是 一 个 艺术 的 殿堂 ， 是 艺术 的 王国 ， 巴 黎 是 一 座 文化 名 城 ， 但 让 我 最 吃 
惊 的 是 在 大 街 上 到 处 可 以 路 到 狗 尿 。" 大 家 听 得 哈哈 大 笑 。 第 二 个 问题 
是 :“ 你 认为 法 国 现在 的 艺术 是 在 走 上 坡 路 还 是 在 走 下 坡 路 ? "我 
说 ; “你们 在 走 下 坡 路 。” 他 问 : “为 什么 ?我 说 : “你 们 辉煌 的 时 候 已 
经 过 去 了 。” 他 说 :“ 那 你 们 中 国 呢 ?” 我 说 “我 们 中 国 在 走 上 直路。 我 
们 有 几 千年 的 文明 史 ，" 文 化 大 革命 ,后 ， 实 行 改 革 开 放 ， 中 国 的 经 济 文 
化 都 开始 复苏 ， 在 走 上 坡 路 。” 法 国 的 《 费 加 罗 报 》《 欧 洲 日 报 》《 欧 


洲 时 报 》《 巴 黎 龙 报 》 都 发 专题 介绍 了 我 的 艺术 作品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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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7 年 4 月 我 获得 法 国 “艺术 。 科 学 。 文 学 ” 银 质 奖 ， 在 巴黎 协和 大 厅 领 奖 


在 法 国 短 短 的 一 年 多 时 间 里 ， 在 奥 加 德 等 一 些 法 国 老 朋友 和 新 朋友 
的 帮助 下 ， 我 先后 在 巴黎 办 了 9 次 展览 。 


我 觉得 奥 加 德 先生 对 我 这 么 好 ， 想 送 他 两 幅 画 以 表 谢 意 ， 可 他 让 我 
把 画 送 给 法 国 参议 院 ， 因 为 参议 院 还 没有 挂 中 国画 家 的 画 。 于 是 我 合 了 
10 幅 画 ， 请 专家 选 了 一 幅 。 参 议院 不 开会 的 时 候 是 允许 参观 的 ， 他 们 先 
后 4 次 在 参议 院 的 金 餐 厅 请 我 、 孙 小 姐 、 染 大姐 吃饭 。 


1997 年 4 月 27 日 ， 我 在 巴黎 协和 大 酒店 领取 了 “艺术 :科学 :文学 ” 银 质 
奖 ， 成 为 法 国 艺术 、 科 学 和 文学 研究 学 会 成 立 80 年 来 第 一 个 获奖 的 中 国 
艺术 家 。 


这 一 次 颁奖 大 会 我 本 人 到 场 了 ， 身 边 还 有 一 大 帮 朋 友 与 我 在 一 起 ， 
新 华 社 主任 记者 吕 全 诚 先 生 参加 了 我 的 颁奖 仪式 。 颁 奖 典 礼 在 协和 大 酒 


店 的 大 礼 尝 里 举行 ,来自 世界 各 国 的 200 位 艺术 家 、 科 学 家 、 文 学 家 在 
此 领 奖 。 我 走 上 领 奖 台 时 ， 大 会 主席 用 法 语 介绍 了 我 的 艺术 成 就 ， 全 场 
掌声 雷动 ， 照 相机 的 闪光灯 就 像 内 电 一 样 ， 哆 动 在 我 的 全 身 ， 我 有 生 以 
来 第 一 次 感到 了 目标 。 当 我 走 下 领 奖 人 台 时 ， 世 界 各 国 的 艺术 家 、 文 学 
家 、 科 学 家 及 男男女女 的 观众 部 走 辐 我 ， 因 为 他 们 的 礼 市 是 要 亲吻 4 
次 ， 有 些 法 国 女 士 的 口红 颜色 很 艳 ， 把 我 的 两 个 脸颊 染 得 五 颜 六 色 。 


1998 年 ， 我 的 作品 《 先 牛 》 参 加 法 国 巴 歼 秋 季 沙 龙 展 ， 双 获得 
了 “ 艾 琳 娜 : 范 海 ? 奖 。 


“ 艾 琳 娜 。 范 海 ” 奖 
ARTS'SCI ENCES:LETTRES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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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 年 获 法 国 艺术 、 科 学 和 文学 研究 学 会 颁发 的 “艺术 。 科 学 。 文 学 ”人 金 质 奖 


我 在 巴黎 一 共 参 加 了 6 届 秋 季 沙 龙 展 ， 办 了 9 次 个 人 画展 ，4 次 获 
炎 ， 其 中 第 4 次 是 2005 年 获得 的 “艺术 :科学 :文学 ? 金 质 奖 。 这 次 是 由 程 大 
利 的 女儿 ， 法 学 博士 程 小 牧 代 我 领 的 奖 。 


法 国人 评 画 ， 主 要 是 看 作品 有 没有 个 性 ， 有 没有 创意 ， 是 以 艺术 标 
准 为 唯一 的 标准 ， 不 市 任何 庸俗 观念 。 收 藏 画 、 买 男 ， 也 不 讲价 。 在 法 
国 一 年 多 ， 我 的 目 信心 也 得 到 了 巩固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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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春风 》 
(69cmX69cm，1989 年 ， 法 国 参议 院 收 藏 ) 


《 变 牛 》 
(85cmX55cm，1997 年 创作 ，1999 年 参加 “法 国 大 皇宫 秋季 沙龙 展 ”， 获 法 国 “ 艾 
琳 娜 。 范 海 ” 奖 ) 


法 国 参议 院 收藏 证 书 


《无 题 》 
(103cmX 103cm, 1990 年 ) 


《无 题 》 
(104cmX99cm，1993 年 ) 


《 道 可 道 也 》 
(120cmX 246cm, 1997 年 ) 


《 道 无 终 始 》 


(120cmX120cm，1998 年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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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天 长 地 久 》 
(120cmX120cm，1999 年 ) 


《岁月 》 
(246cmX120cm，1998 年 ) 


《无 题 》 
《70cmX 106cm，2000 年 ) 


à: 


s J 
《 浪 涛 月 》 
(246cmX120cm，2000 年 ) 


《黄土 情 之 三 》 
(69cm X 69cm, 2001 年 ) 


《 紫 气 东 来 二 》 
(345cmX 142cm，2002 年 ) 


《无 题 》 
(52cmX52cm，2001 年 ) 


第 八 章 ・ 移 居 北 京 


受 上 那 同 大 画 室 


1996 年 ， 我 从 法 国 巴黎 回来 后 ， 通 过 程 大 利 结识 了 中 国画 研究 院 院 
长 刘 动 舒 先 生 。 他 是 徐 莫 油 的 入 室 第 子 ， 间 动 舍 看 了 我 的 画 ， 很 是 赞 
党， 对 我 或 励 了 一 番 ， 让 我 好 好 努力 ， 将 来 他 一 定 把 我 调 到 研究 院 去 。 
MERA MERER KAT. WARBER KATR? HKH 
画院 的 条 件 也 不 错 ， 但 是 多 年 来 我 一 直 喜 欢 画 大 画 ， 却 一 直 没 有 一 个 满 
意 的 国 国 场所 。 甘 肃 画 院 的 国 室 是 一 间 20 平 方 米 的 小 屋 ，3 米 宽 ，7 米 
K HRA, Hæ], EARE, MEHER Sit, Wi SEE 
纸 ， 地 上 铺 的 是 木 地 板 。 这 么 好 的 装修 ， 却 非常 不 适合 作画。 在 那里 只 
能 男 一 国 四 扩大 小 的 画 ， 六 扩大 小 的 也 还 可 以 ， 但 没 法 男 更 大 的 男 。 在 
甘肃 的 时 候 ， 我 只 有 等 到 着 年 过 节 放 假 后 ， 没 有 人 进 进 出 出 了 ， 到 画院 
的 大 厅 里 去 画 大 画 。 这 个 问题 一 直 困 扰 着 我 ， 是 最 让 我 燃 恼 的 一 件 事 。 


在 巴黎 时 ， 我 认识 了 中 央 美 术 学 院 画 油画 的 洪 凌 先生 ， 有 一 次 我 们 
聊天 ， 他 说 朱 旋 正 先 生 想 转让 在 北京 平西 府 的 房子 ， 大 概要 40 多 万 元 。 
等 我 回 到 北京 正式 询问 这 件 事 情 的 时 候 ， 房 子 涨 到 了 70 万 元 ， 而 且 一 分 
钱 也 不 能 少 。 我 去 看 房子 的 时 候 ， 门 锁 着 ， 我 就 看 了 隔壁 户 沉 老师 的 房 
子 。 他 的 房子 和 我 要 买 的 房子 格局 一 模 一 样 ， 其 中 的 大 画室 对 我 的 诱惑 
力 最 大 ， 那 是 我 多 年 以 来 梦乡 以 求 的 画室 。 我 就 赶紧 卖 了 兰州 的 房子 ， 
得 了 21 万 元 ， 还 差 很 多 。 我 没有 办 法 ， 就 问 我 的 朋友 雷 菊 芳 女 士 借 了 25 
万 元 。 然 后 ， 我 又 七 拼 人 凑 了 一 点 钱 ， 背 了 40 多 万 元 ， 到 北京 来 了 。 但 
朱 先 生 的 太太 说 70 万 元 一 分 钱 也 不 能 少 ， 得 等 到 第 二 年 我 把 钱 给 齐 了 下 
交 钥 是 。 和 直到 这 时 ， 我 还 没 看 过 房子 ， 只 看 了 照片 。 第 一 次 ,我 交 了 40 
万 元 ， 好 几 个 人 数 钱 数 了 一 下 午 。 


第 二 年 ， 也 就 是 1999 年 ，3 月 30 号 这 一 天 ， 我 又 在 朋友 那儿 借 了 20 
万 元 ， 自 己 留 了 一 些 收拾 房子 、 买 家 具 的 钱 ， 其 余 的 都 给 了 朱 太 太 ， 并 


说 剩 下 的 钱 希 望 他 们 再 等 上 几 个 月 。 我 们 总 算 说 定 了 一 个 双方 都 认可 的 
期限 , WAITER ESTR. S, JERR, BAER, RER 
几 床 被 子 ， 带 着 我 的 朋友 ， 三 个 人 到 了 我 新 买 的 房子 外 。 门 推 不 开 ， 铀 
匙 也 打 不 开 ， 我 请 来 卢 沉 先生 ， 他 也 没 办 法 。 我 们 只 好 把 玻璃 打 碎 后 进 
Heo (AREA, 我 就 俊 眼 了 : 木 地 板 从 楼 上 被 吹 到 一 楼 的 地 上 ， 把 门 都 
堵 死 了 ; 屋 里 到 处 漏水 结 冰 ， 马 桶 、 水 管 、 暖 气 片 全 部 冻 裂 了 ; 洗手 池 
的 水 龙头 没有 水 。 我 一 时 欲 哭 无 泪 。 再 看 楼 上 的 木 地 板 ， 只 有 拐角 的 一 
间 房 子 里 是 好 的 ， 其 他 的 都 像 被 掀 开 了 似 的 ， 七 零 八 落 。 我 心里 有 一 种 
说 不 出 来 的 感觉 ， 不 断 退 问 自己 : 我 怎么 会 这 样 轻率 ?为 什么 不 事先 来 
看 一 下 ? 


之 前 留 的 8 万 元 钱 是 准备 购置 家 具 的 ， 看 到 这 样 的 惨状 ， 我 只 好 先 
找 人 维修 。 我 通过 门卫 找到 河南 的 一 个 维修 队 ， 我 的 钱 不 够 ， 又 从 几 个 
朋友 那儿 凑 了 一 些 钱 。 第 一 次 收拾 、 维 修 花 掉 了 21 万 元 。 此 后 多 年 ， 我 
都 不 断 地 在 维修 这 套房 子 ， 一 次 次 折腾 ， 把 窗户 和 门 一 次 次 换 控 。 光 是 
天 窗 就 修了 十 多 次 ， 因 为 一 直 漏 水 ， 又 一 直 找 不 出 原因 。 但 唯 独 有 一 
点 ， 那 间 大 画室 我 没 让 它 闲 着， 一直 夜 以 继 日 地 在 里 面 画 画 ， 我 把 自己 
内 心 的 百 楚 都 发 汇 到 画 画 上 。 


我 始终 相信 ， 上 天 总 会 帮助 努力 的 人 。 我 继续 夯 画 ， 也 经 党 有 人 来 
买 我 的 画 ， 我 的 经 济 状况 渐渐 好 转 ， 也 有 了 一 些 积 蕾 。2005 年 ， 看 到 周 
寺 邻 居 都 在 装修 房子 ， 我 也 决定 把 房子 重新 翻建 。 首 先是 选择 工程 队 ， 
经 过 比较 后 ， 我 选择 了 一 个 武警 工程 了 从。 由 于 村 内 道路 狭 罕 ， 大 型 机 械 
无 法 进来 ， 只 能 使 用 小 型 工具 和 和 人力 将 原来 的 房子 拆除 。 我 日 己 设 计 、 
监工 、 采 购 ， 从 3 月 到 10 月 底 ， 经 过 8 个 月 的 建设 ， 终 于 完成 了 。 这 期 间 
的 酸 甜 藻 辣 只 有 我 自己 知道 ， 束 像 面 对 一 个 得 了 疑难 杂 症 的 病人 ， 解 决 
一 个 问题 又 出 来 一 个 问题 ， 不 断 地 解决 ， 但 我 最 终 建成 了 自己 理想 中 的 
结实 房子 。 


新 建成 的 房子 总 面积 为 420 平 方 米 ， 三 七 场 ， 采 用 内 框 外 砌 的 做 


法 。 我 将 原来 的 暖气 片 拆 掉 ， 采 用 地 暖 。 我 从 网 上 找到 一 家 有 德国 技术 
的 电 采 上 暖 公司 ， 花 了 十 几 万 元 ， 超 出 预算 的 钱 ， 就 请 朋友 们 帮忙 闫 。 当 
时 我 是 全 院 唯 一 不 用 锅炉 的 人 ， 哪 个 房间 住人 融 开 哪个 房间 的 暖气 ， 既 
干净 又 环 保 。 房 子 有 上 下 两 层 ， 二 层 是 长 9 米 、 宽 9 米 的 画室 ， 一 共 81 平 
方 米 ， 图 个 吉利 。 画 室 上 面 是 长 3 米 、 宽 3 米 的 玻璃 天 窗 ， 阳 光 直 射 进 画 
室 。 辆 室 的 增 面 经 过 特殊 处 理 ， 先 贴 上 铁皮 ， 再 贴 上 息 子 ， 处 理 之 后 ， 
画 过 的 画 可 以 用 吸 铁石 吸 在 墙 上 。 一 层 是 展厅 、 客 厅 、 被 画室、 厨房 

等 。 在 有 限 的 空间 中 ， 有 了 一 个 小 展厅 和 一 间 不 错 的 画室 ， 我 自己 非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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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 年 秋天 ， 我 的 房子 快 盖 完了 ， 不 知 怎 的 ， 这 消息 束 传 出 去 了 。 
北京 有 一 群 用 家 具 换 作品 的 人 听 说 我 在 闭 修 房子 ， 就 把 家 具 摆 在 我 院 里 
的 草坪 上 ， 说 他 们 愿意 用 家 具 换 我 的 字画 ， 无 杂 之 下 ， 我 用 男 换 了 一 些 
家 有 具 ， 现 在 家 里 用 的 桌子 、 椅 子 、 床 都 是 那 年 换 的 。 


2007 年 我 应 北京 能 源 部 门 秦 先 生 的 邀请 去 云南 采风 ， 我 们 一 行 四 人 
翻越 了 及 牢 山 ， 看 到 了 诸多 老 杂 树 ， 然 后 直人 和 奔 西 双 版 纳 景 洪 。 在 秦 先 生 
的 引荐 下 我 们 参观 了 景 洪 的 一 家 木材 加 工厂 ， 看 到 他 们 专 为 画家 做 老挝 
人 花梨 木 的 画 采 ， 我 很 是 心动 。 友 先 生 见 我 满心 喜欢 ， 帮 我 选 了 两 块 大 
板 ， 每 块 板 都 在 一 吨 以 上 。 我 用 我 的 一 幅 丈 二 匹 的 《 九 牛 图 》 和 他 们 换 
SIX PRAIA ERIN MSS. BKM RIBERA A, AeA TE M 
案 运 到 了 我 的 画室 。 


我 在 工作 室 创作 


房子 建 好 后 ， 我 的 歌唱 家 朋友 刘 朗 带 着 几 个 朋友 前 来 祝贺 ， 朋 友 们 
相聚 在 一 起 格外 开心 。 歌 唱 家 朋友 们 尽情 地 唱歌 ， 听 到 刘 朗 唱 《 我 的 太 
阳 》， 我 的 激情 被 调动 起 来 了 ， 我 一 边 听 他 们 唱歌 ， 一 边 作 画 ， 一 直 画 
到 半夜 1 点 ， 一 气 呵 成 ， 画 成 了 我 的 得 意 之 作 《 银 河 倒 泻 》。 这 是 一 幅 
长 3.5 米 、 宽 1.81 米 的 大 画 ， 画 中 云雾 综 绕 ， 就 像 好 多 人 的 激情 燃 起 、 爆 
发 一 样 。 这 幅 画 就 像 我 的 孩子 ， 是 我 最 喜欢 的 画 之 一 。 


第 二 次 走 进 中 国 类 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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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1 年 我 在 中 国美 术 馆 致 荐 


在 北京 平西 府 居 住 的 几 年 ， 我 继续 采风 、 人 创作， 积累 了 不 少 作品 ， 
特别 是 巨 幅 男 ， 如 3 米 多 高 、2 米 多 宽 的 。 这 期 间 ， 我 创作 了 “黄河 光 呐 
ha EE J IE” Se BOSE m, AA E Pa a RAE -o 


1987 年 1 月 ，38 岁 的 我 第 一 次 在 中 国美 术 馆 办 展览 ， 第 二 次 办 展览 
是 2001 年 ， 我 52 岁 ， 这 是 属于 我 的 “幸运 52”。 


当时 ， 我 有 了 想法 就 立即 开始 行动 ， 找 到 了 中 国美 术 馆 馆 长 杨 广 

髓 。 杨 力 髓 也 是 个 纯朴 的 西北 人 ， 他 引 春 我 与 展 贤 部 主任 王 兰 接洽 ， 王 
主任 翻 看 了 一 下 档期 ， 说 2001 年 后 半年 还 有 档期 。 我 想 定 在 8 月 份 ， 
为 那 时 不 是 很 热 ， 秋 高 气 爽 ， 并 提出 想 在 正厅 展 ， 但 中 国美 术 馆 有 个 不 
成 文 的 规定 ，60 风 以 下 在 艺术 上 没有 特殊 页 献 的 人 是 没有 资格 进 正厅 展 
哆 的 。 她 查阅 了 资料 ， 看 到 1987 年 《中 国文 联通 讯 》 中 写 道 ， 当 年 在 中 
国美 术 馆 最 有 影响 的 展览 是 “黄土 魂 一 将 志 奢 书画 展 ”。 加 上 我 也 拜访 
SSAA MICE, 他 看 了 我 的 作品 , KIMRA, MERMET 
表现 西部 ， 是 很 有 成 天 的 艺术 家 ”， 我 的 画 得 以 在 正厅 展 出 。 


办 展 要 交 5 万 元 定金 ， 但 我 当时 赛 中 着 滁 。2001 年 3 月 8 日 ， 一 大 
早 ， 我 坐 出 租车 进 城 找 朋友 借 钱 。 我 从 安 宝 华 、 周 绚 、 刘 亚 强 、 程 大 利 
那儿 各 借 了 1 万 元 ， 晚 上 又 去 邻居 陈 大 姐 家 借 了 3000 元 ， 加 上 我 目 己 的 


钱 ， 凌 够 5 万 元 。3 月 9 日 一 大 早 ， 我 就 把 钱 交 到 了 中 国美 术 馆 展览 部 。 
交 完 定金 ， 还 需要 出 版 一 本 画册 ， 甘 肃 人 民 出 版 社 答应 为 我 出 这 本 男 


要 想 办 好 一 次 展览 ， 需 要 准备 的 事情 很 多 ， 这 期 间 ， 我 通过 卖国 增 
加 一 些 收 入 ， 当 时 一 幅 斗 方 小 品 的 价格 是 10 万 ~12 万 元 。 办 展览 还 要 请 
很 多 名 家 来 ， 我 都 一 一 登门 拜访 ， 请 到 了 和 邵 大 息 、 薛 水 年、 程 大 利 、 刘 
劲 舒 ， 中 国 男 研究 院 和 甘肃 画院 为 主办 单位 。 布 展 时 ， 馆 长 杨 力 髓 亲临 
指导 ， 他 说 之 前 还 有 一 些 担心 ， 看 了 原作 他 束 放 心 了 。 当 天 ， 中 央 电 视 
台 一 套 《 时 空 资讯 》 栏 目 对 我 进行 了 7 分 钟 的 介绍 。 


2001 年 8 月 28 日 ， 我 的 书画 展 在 中 国美 术 馆 如 期 举行 ， 王 文 方 、 周 
韶华 等 几 位 德高望重 的 老 艺 术 家 杀 目 来 为 开幕 式 甬 彩 。 周 衣 华 老师 坐 了 
一 夜 火车 赶 来 ， 让 我 十 分 感动 。 程 大 利 、 中 国美 术 家 协会 主席 刘 大 为 、 
中 国美 术 馆 馆 长 杨 力 舟 部 出 磺 了 开 磋 式 。 开 和 医 式 后 是 研讨 会 ， 间 动 舒 和 
程 大 利 主 持 了 研讨 会 ， 会 上 来 了 很 多 电视 台 和 新 闻 媒体 的 记者 。 我 的 画 
及 也 出 版 了 ， 社 会 各 界 对 我 的 展览 给 予 了 局 度 评价 。 开 幕 式 那 天 ， 中 国 
美术 馆 同 时 有 7 个 展览 开幕。 二 楼 是 俄罗斯 油画 展 ， 还 有 综合 展 、 北 不 
画院 的 写生 展 、 时 任 文化 部 副 部 长 高 占 祥 的 书画 展 、 南 方 男 家 张 继 莫 的 
化 开展 。 我 的 展览 在 正厅 ，52 岁 的 我 ， 是 这 些 展览 的 作者 里 最 年 轻 的 男 
家 。 可 以 说 ， 在 中 国美 术 馆 的 第 二 次 个 人 画展 我 义 打 了 一 次 胜仗 。 


2001 年 我 与 恩师 王 文 芳 先生 ( 右 二 ) 、 周 韶华 先生 ( 右 三 ) 在 中 国美 术 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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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 往 低 处 流 ， 人 往 高 处 走 。 


2002 年 春 ， 中 国画 研究 院 决 定 调 我 到 北京 工作 ， 我 的 档案 材料 都 到 
了 中 国画 研究 院 。 那 年 7 月 ， 我 去 了 香格里拉 ， 回 来 后 集中 用 一 年 多 的 
時 同 , m SERA Ei” A, 由 人 民 美 木 出 版 社 出版 。 色 2003 年 時 , 
中 国 男 研究 院 说 文化 部 进 束 的 指标 没有 了 ， 我 只 能 再 等 等 ， 当 时 我 的 档 
案 已 经 到 研究 院 两 年 了 。 后 来 因为 各 种 原因 ， 我 调动 一 事 也 惑 搁浅 了 。 


但 是 ， 我 还 是 坚守 着 我 的 艺术 园地 ， 不 断 地 追求 。 我 的 人 可 以 漂泊 
到 任何 地 方 ， 但 我 的 心 却 永远 栖 晨 在 一 个 地 方 ， 那 就 是 西部 。 我 一 越 一 
趟 去 甘肃 ， 一 趟 一 趟 去 育 海 ， 一 趟 一 趟 去 新 疆 ， 一 趟 一 趟 去 西藏 ， 然 后 
就 是 在 我 的 画室 里 度 过 一 个 又 一 个 日 出 月 落 ， 感 党 酸 垂 否 辣 、 灭 感 顺 
注 ， 一 张 一 张 地 泼墨 挥 泗 ， 一 直到 现在 ， 我 还 是 兢 强 地 活着 ， 奖 强 地 创 
作 。 

2006 年 ， 甘 肃 男 院 新 的 领导 班子 上 任 ， 安 书记 很 关心 我 ， 特 意 来 束 
看 望 了 我 一 趋 ， 并 补 发 了 以 前 欠 我 的 工资 ， 我 也 在 行动 上 回报 了 画院 ， 
现在 大 家 相处 得 情意 融融 。 


画 出 西部 山水 的 大 气魄 


我 生长 在 甘肃 省 东部 的 贬 册 山 下 ， 背 靠 贮 岂 山 ， 面 朝 太 统 山 ， 黄 河 
支流 泾 河 从 固原 的 老 龙潭 缠绕 着 贮 由 峡 从 我 眼前 奔流 而 过 。 我 立志 要 表 
现 这 块 土地 。 我 兽 去 过 无 数 名 山大 川 ， 也 置 为 这 些 名 山大 川 激动 不 已 ; 
我 阅览 过 历代 画家 笔下 的 山水 ， 由 衷 地 钦 敬 他 们 。 但 中 国 的 西部 ， 却 不 
知 何 时 被 画家 们 在 不 经 意 间 冷落 了 。 博 大 、 雄 浑 、 广 变 、 苍 状 的 西部 ， 
有 着 厚重 的 文化 底 强 。 就 说 甘肃 吧 ， 大 地 酒 的 彩陶 文化 距 今 已 有 8000 
年 ， 仰 韶 文 化 距 今 也 4000 多 年 了 。 此 外 ， 这 里 有 人 文 始祖 伏 狐 、 女 娲 ， 
有 中 国道 教 第 一 山 一 一 黄 禹 问 道 于 广 成 子 的 贮 映 山 ， 有 东方 文化 宝库 敦 
煜 葛 高 宣 、 东 方 艺术 走廊 麦 积 山石 入 等 丰富 的 历史 文化 遗产 ， 容 纳 着 
秦 、 汉 、 唐 、 宋 、 元 、 明 、 清 各 代 精 美的 绘 国 作 品 。 少 月 流逝 ， 沧 海 桑 
田 ， 曾 经 与 丝绸 之 路 同时 辉 煜 的 西部 ， 却 在 近 些 年 慢 慢 走 同 落 宽 。 


作为 一 个 现代 艺术 家 ， 根 植 于 生活 的 沃土 ， 表 现 目 己 熟悉 的 有 感情 
的 地 域 ， 古 我 的 使 命 与 追求 。 首 先 ， 我 把 男 黄 土 高 原 、 表 现 高 原 神 竟 作 
为 创作 目标 。 我 多 次 徒步 、 骑 目 行车 跑 过 了 家 乡 的 山 山 水 水 、 沟 沟 玩 
冤 ， 国 速写 积累 系 材 ， 临 莫名 画 ， 学 习 传 统 。 但 我 在 传统 绘画 里 始终 找 
不 到 适合 表现 西部 的 技法 ， 迷 薄 之 中 ， 先 贤 们 “无 法 而 法 ， 力 为 止 
法 ”外 师 造 化 ， 中 得 心 源 ?的 能 言 让 我 豁然 开朗。 我 学 过 西方 绘画 ， 有 
造型 能 力 ， 从 小 练 毛 笔 字 ， 有 笔墨 体会 在 北京 进修 ， 开 了 眼界 。 于 是 
我 集 师 法 众 长 而 又 我 行 我 和 水 ， 和 凭借 目 己 的 感受 和 灵感 男 了 一 批 表 现 黄土 
高 坡 的 作品 。 


1987 年 7 月 ， 我 在 中 国美 术 馆 举办 的 第 一 次 个 人 画展 “黄土 魂 
志 讲 书画 展 ” 得 到 了 理论 界 和 美术 界 的 一 致 好 评 ， 这 更 坚定 了 我 的 信 
念 。 画 了 黄土 高 坡 ， 我 又 开始 画 芮 河 。 我 曾经 多 次 去 亚 口 ， 看 大 瀑布 ， 
听 测 涌 沾 涯 的 黄河 涛 声 ， 观 察 不 同时 段 的 黄河 。 我 从 山西 的 壹 口 ， 一 直 


ー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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画 到 青海 的 三 江 源 ， 画 了 一 个 “黄河 ?系列 。 我 用 目 己 探索 出 来 的 技法 ， 

随心 所 欲 地 表现 黄河 的 多 种 形态 ， 或 汪洋 盗 肆 ， 或 清洗 大 气 ， 或 组 组 东 
流 ， 或 气象 万 千 。 在 《天 歌 》《 天 韵 》《 银 河 倒 汽 》 等 作品 中 ， 我 做 了 
把 狂 草 手法 融 于 绘画 的 一 种 很 个 人 化 的 尝试 ， 这 些 独 具 风 格 的 作品 得 到 
了 美术 界 的 好 评 ，《 天 海 铜 液 》 还 入 选 “ 百 年 中 国画 展 ”*"。 著 名 美术 评论 
KARASA ZE 心潮 奶 浪 》 一 文中 这 样 评说 :“ 可 以 说 是 一 气 
呵 成 ， 元 气 淋 沈 ， 神 工 鬼 和 位， 浑然 天 成 。 他 笔下 的 怒 涛 ， 形 、 笔 、 淮 、 

色 、 情 、 景 、 意 、 境 达到 了 相当 难得 的 融合 ， 以 大 写意 笔法 和 浪漫 激情 
画 大 涛 大 浪 而 达到 如 此 水 平 者 ， 以 往 未 之 见 也 。” 


1988 年 , WEAN HOR, ABSA, TARER WS 
山 , AAMT WSR. Bh, SABHA, VON oc. RN. ET 
等 地 采风 。 或 许 是 我 属 牛 的 缘故 ， 我 对 牛 情 有 独 钟 ， 先 是 男 陇 东 的 呐 
牛 ， 到 草原 以 后 ， 便 被 敌 牛 深 深 地 吸引 了 。 为 了 男 好 雪 域 中 的 竺 牛 ， 我 
在 雪 域 高 原 过 了 两 个 春季 。 先 牛 很 得 悍 ， 毛 很 长 ， 从 远 处 看 像 是 一 个 黑 
Mo ZR “BRAD, AYER SHEA, 就 像 一 粒 粒 移 効 的 
黑色 围棋 子 。 从 此 ， 我 表现 雪 域 的 画 ， 主 要 以 特 牛 为 主题 。 有 一 次 ， 在 
甘南 写生 时 ， 一 大 群 尾 牛 冲 我 而 来 ， 像 成 车 般 排 山 倒 海 ， 我 急 人 忙 躲 到 一 
RKALA, AAFJE, this, RE yi GALA) , m 
PRI SA i EE EE SANT, 和 草 原 分 不 井 , MRKI 
心 更 分 不 开 ， 它 是 我 绘画 中 的 一 个 重要 题材 。 我 多 次 赴 青 藏 高 原 采 风 ， 
対 那 片 神秘 的 地方 充満 好奇 。 西蔵 的 林 愛 有 看 江南 般 的 美景 , 如 人 同 仙 
境 ， 阿 里 的 山川 则 是 一 浜 苑 闵 ， 青 海 的 玉树 让 人 心旷神怡 。 我 筷 情 于 草 
WE ERARE 


我 采风 时 ， 国 速写 ， 也 拍照 片 ， 积 累 大 量 素材 。 但 创作 时 ， 主 要 靠 
目 识 心 记 ， 靠 真情 感受 。 每 次 回 到 工作 室 ， 我 在 第 一 时 间 就 把 刻骨 铭 心 
的 感受 挥洒 出 来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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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 《天 泻 铜 液 》 入 选 “ 百 年 中 国画 展 ” 


《天 泻 铜 液 》 
(246cmX120cm，1993 年 ) 


生死 香格里拉 


2002 年 态 夏 ， 我 应 好 友 方 立新 及 成 都 国税 局 之 邀 ， 赴 香格里拉 镇 的 
亚丁 朝拜 向 往 已 久 的 圣地 。 


第 一 天 上 午 8 点 从 成 都 出 发 ， 途 经 沪 定 桥 、 大 渡河 ， 夜 里 12 点 到 达 
康定 县 城 束 住 。 第 二 天 ， 我 们 癌 理 塘 进 友 。 一 路 上 ， 典 型 的 川 茂 地貌 和 
民俗 风情 唤起 我 8 年 前 西藏 之 行 的 记忆 ， 给 了 我 一 种 久违 的 杀 切 感 。 然 
而 ， 所 有 的 欢 悦 渐渐 地 被 高 原 反应 取代 ， 行 驶 在 海拔 4000 多 米 的 “沙漠 
王 ?越野 车 ， 似 乎 和 我 们 一 样 缺 氧 ， 艰 难 地 颠 艇 在 布 满 大 大 小 小 的 石子 
路 上 。8 年 前 ， 我 兽 有 过 两 次 西藏 之 行 ， 所 以 对 这 次 川 藏 之 行 抱 着 侥 笠 
心理 ， 感 党 不 会 有 什么 事 。 谁 知 ， 这 次 的 高 原 反应 却 来 得 如 此 凶猛 。 夜 
里 11 点 到 达 理 塘 时 ， 我 整个 人 就 像 泄 了 气 的 皮球 一 样 禾 靡 ， 上 吐 下 演 ， 
头 剧烈 疼痛 ， 两 个 太阳 穴 像 两 面 被 狐 烈 殴打 的 大 臻 ， 心 脏 也 加 速 了 跳 
动 ， 好 像 随时 都 会 蹦 出 来 。 我 怀疑 这 已 不 是 我 的 号 体 ， 我 被 击 倒 了 ， 整 
个 夜晚 都 被 一 种 极度 的 痛苦 和 恐惧 包 襄 着 ， 感 到 灵魂 正 从 我 的 躯体 内 一 
点 点 地 出 走 。 


第 三 天 ， 我 们 出 友 前 往 稻 城 ， 翻 越 关 山崖 ， 穿 过 海子 山 ， 经 过 整整 
RAN, 夜 里 12 点 到 湊 宿 昔 地 。 在 海抜 4600 多 米 的 地方 , 高原 反 記 
依旧 不 依 不 饶 地 纠缠 者 我 ， 身 体 虚 弱 得 像 一 根 浮 动 在 水 面 上 的 户 贰 。 所 
PREMER, 但 常 常 眼前 友 花 , KEF, RBA CHCA UL, w 
得 这 是 香格里拉 对 我 的 极 大 人 馈赠 啊 ! 


AR, BERM- WEE, MERRIER EREA, WIE 
因 如 此 ， 我 得 以 把 上 自己 几 十 年 来 的 艺术 人 生 梳 理 一 过 。 想 不 到 ， 这 次 思 
考 竟 然 比 我 在 北京 画室 内 的 思考 多 了 些许 东西 。 多 了 些 什么 呢 ? PE 
可 名 状 的 东西 时 而 清晰 ， 时 而 模糊 ， 它 不 停 地 涌 动 着， 使 我 内 心 油 沪 ， 
我 想 ， 我 束 要 抓 住 它 了 。 


第 四 天 ， 早 上 7 点 出 发 ， 行 驶 6 个 多 小 时 后 ， 我 们 开始 进入 亚丁 地 
Fro FIP) TH UCP eS, aK = JARS US 
LA BA ATS A”, gC ce TE EB ZOE oF PY BE I BY A 
EE”, PBT AD Fill ee AES WF Al se A PB So BP DBE LL BES Bh 
PURER EE ERMA. RNAS A SARI ANE, 久 久 地 眺 
望 它 们 ， 仪 仪 用 “美丽 “壮观 ”这 样 的 词语 插 述 它们 是 不 够 的 。 香 格 里 拉 
是 要 人 来 感受 、 敬 依 ， 在 激动 之 余 沉 思 的 。 那 一 刻 ， 我 明白 ， 它 将 是 我 
创作 的 叉 一 个 源 果 。 


要 到 达 三 座 雪 峰 的 山脚 ， 需 要 骑马 沿 河谷 走 3 个 多 小 时 ， 再 步行 2 个 
小 时 。 马 儿 在 成 密 的 树林 中 罕 行 ， 经 过 三 座 极 像 金 字 塔 的 玛 尼 扒 ， 传 说 
这 和 古 三 位 高 僧 的 郝 地 。 当 地 的 参拜 者 为 了 纪念 他 们 ， 大 多 将 刻 有 经 文 的 
石板 垒 在 上 面 ， 以 表示 对 高 僧 的 草 人 或 。 林 间 小 路 治 着 清澈 见 确 的 河流 组 
组 而 上 ， 河 边 的 绿 草 铺 就 了 不 规则 的 绚丽 图 案 ， 红 柳 在 溪流 劳 随 风 揪 息 
Bo MEPL, ETH, ARER, AM ae se, A 


山 势 龙腾 虎 昧 ， 有 的 则 似 天 女 散 花 ， 有 的 极 像 佛陀 显 相 。 这 一 切 景象 在 
阳光 的 照射 下 ， 显 得 那样 神奇 而 变 约 黄 测 ， 这 不 就 是 天 和 音 吗 ? TEMA A 
夫 : 洛 元 所 言 :“ 在 整个 世界 里 ， 还 有 什么 地 方 有 这 样 的 景色 等 待 着 艺术 
家 和 探险 家 呢 ?” 大 自然 的 购 乔 神 工 ， 让 我 的 灵魂 受到 了 一 次 庄严 的 洗 
礼 。 


我 们 越 走 越 近 ， 在 约瑟夫 当年 拍照 的 大 石头 前 ， 我 强 撑 着 身体 边 走 
Wa, We SW. S, RICERKE, Bk. TÆ teh 
桃源 也 有 了 人 间 烟 火 。 夜 ， 静 静 地 来 了 ， 我 的 高 原 反 应 依旧 很 凶 狐 ， 尤 
其 是 白天 初 入 仙境 时 ， 由 于 太 兴 奋 ， 整 个 人 都 像 散 了 如 似 的 。 我 困 上 眼 
崩 背 诵 着 《心经 》， 一 这 又 一 志 ， 还 是 睡 不 着 ， 这 已 经 是 第 四 个 夜晚 
Jo 一阵 懂 愧 过 后 ， 我 觉得 眼前 直 冒 金光 ， 我 似乎 看 见 上 自己 器 在 床上 ， 
忽而 又 飘 到 空中 ， 信 虞 着 三 座 雪 峰 ， 它 们 既 像 佛 义 像 普 院 ， 又 像 雪 山 。 
忽而 ， 山 前 的 海子 里 还 映照 出 我 的 届 影 。“ 我 会 闵 了 1! ?我 在 梦 里 喊 出 了 
声 ， 一 下 子 惊醒 了 ， 这 真是 灵魂 出 案 吗 ? 我 感觉 目 己 真 的 不 行 了 ! RE 
给 儿子 打 电 话 ， 告 诉 他 和 钨 匈 不 在 后 ， 他 要 坚强 地 生活 下 去 ， 可 是 手机 没 
信和 号。 整个 夜晚 ， 我 想 得 很 多 很 多 。 我 是 怎么 了 ? KENARA TKE E 
善 感 和 顾 影 自 怜 ， 如 果 是 出 于 病痛 之 吾 ， 尚 可 理解 ， 但 如 果 是 出 于 对 死 
它 的 臣 惧 ， 对 于 我 这 个 西部 汉子 来 说 ， 则 是 那么 陌生 和 不 可 思议 。 


2002 年 7 月 我 在 亚丁 仙 乃 日 主 雪 峰 


时 间 被 香格里拉 的 夜晚 和 高 原 反 应 拉 长 了 。 在 万 和 后 俱 我 之 时 ， 我 静 
听 着 目 己 的 心跳 ， 在 这 个 不 眠 之 夜 俘 获 着 。 我 想 ， 来 川 藏 ， 来 香 格 里 
拉 ， 没 有 高 原 反 应 就 缺 了 点 什么 。 凌 晨 4 点 35 分 ， 帐 禾 外 不 知名 的 动物 
惊动 了 树 上 的 鸟 几 ， 驻 儿 吸 员 嘻 嘻 地 叫 了 起 来 。 这 一 阵 欢 快 鲜 活 的 叫 
声 ， 给 我 注入 了 一 线 豆 悦 和 希望 。 我 慢 慢 走出 帐篷 ， 坐 在 对 面 的 一 块 大 
石头 上 ， 大 口 大 口 地 呼吸 着 香格里拉 清晨 的 空气 。 我 感到 目 己 逐渐 好 了 


起 来 ， 开 始 翘 首 姚 望 四 周 的 山 岩 。 白 云 缠绕 着 央 迈 勇 的 山 蛮 ， 像 一 条 日 
色 的 哈达 。 此 时 ， 水 不 流 而 山 转 ， 云 不 动 而 天 旋 。 看 着 看 着 ， 我 眼前 一 
黑 ， 趴 在 石头 上 动弹 不 得 。 当 我 睁 开 双 眼 时 ， 眼 前 忽然 一 亮 ， 旨 霞 染 红 
了 了 山 项， 渐渐 染 志 了 大 半 个 山体 ， 峰 尖 的 日 云 已 变 成 了 燃烧 的 火炬 。 妆 
阳光 酒 在 我 刁 上 时 ， 我 的 心灵 也 被 注入 了 光 和 热 ， 我 又 活 过 来 了 ! 整个 
RIL ARK, ABA EW BOCA ES, 我 如 酔 如 痴 地 協 在 那 里 , 
党 得 筷 答 立 在 那里 是 等 待 着 我 来 领 合 、 来 表达 的 。 我 们 走 到 仙 乃 日 雪 峰 
脚下 ， 看 到 珍珠 海子 像 一 面 镜 子 ， 把 雪山 倒映 在 里 面 。 这 使 我 想起 前 一 
夜 我 飞翔 在 海子 上 空 的 梦境 ， 不 苯 斤 起 一 氛 水 ， 水 组 组 地 从 我 的 手 上 滑 
落下 去 ， 山 的 影子 也 随 之 从 指 间 滑落 了 。 这 时 ， 荐 民 朋 友 说 :“ 许 个 愿 
吧 ， 会 很 灵 的 。? 我 双手 合十 ， 贴 在 了 额头 前 。 从 此 ， 把 香格里拉 展现 
给 世人 ， 成 了 我 最 大 的 心愿 。 


“ 退 魂 香 巴 拉 ” 系 列 就 是 这 次 难 态 经 历 的 记录 。 因 为 心中 的 感受 太 强 
烈 ， 回 来 后 ， 我 还 写 了 一 篇 名 为 《探访 天 党 》 的 文章 。 


退 寻 胡杨 林 


新 疆 ， 壮 阔 美 丽 ， 将 是 我 后 半生 要 着 力 表 现 的 地 方 。 


我 去 过 新 疆 三 次 ， 北 疆 的 胡杨 林 像 磁铁 一 样 牢 牢 地 吸 住 了 我 的 心 ， 
FR (EMAER) CRUISE), RAL EDK. ATA EY 
精神 。 站 在 活 二 年 不 死 ， 死 干 年 不 倒 ， 倒 干 年 不 朽 的 胡杨 面前 ， 我 感慨 
万 干 ， 于 是 就 有 了 《 退 寻 胡杨 林 》。 


面 对 一 棵 柠 生 而 不 死 ， 死 而 不 倒 ， 倒 而 不 朽 ， 梧 而 硅化 成 品 莹 剔透 
的 玛 璇 宝石 的 树 ， 我 领 司 到 什么 是 浴 火 重生 ， 什 么 是 灵魂 与 上 肌体 的 升 


华 ， 什 么 是 “色即是空 ， 空 即 是 色 ”。 


那 时 我 怀 着 敬 长 之 情 ， 去 探望 仰 育 已 久 的 戈壁 守护 神 一 一 明 杨 。 


9 月 的 北 疆 ， 风 和 日 丽 ， 车 子 奔 驰 在 广 交 无 塌 的 戈壁 滩 ， 所 到 之 
处 ， 导 起 是 休 的 骆驼 群 。 它 们 顿时 一 个 挨 着 一 个 站 起 ， 井 然 有 序 地 疝 远 
方 跑 去 ， 留 给 我 们 的 是 一 排 排 远 去 的 背影 。 这 边 还 未 及 秽 完 ， 那 边 驼 群 
义 起 ， 我 们 这 一 路 没 少 惊扰 戈壁 的 生 录 。 下 午 5 点 ， 我 们 到 达 鸣 沙 山 ， 
我 脱 挥 鞋子 ， 挽 起 链 脚 ， 踏 着 绵 强 的 细 沙 ， 领 略 大 目 然 的 纯净 ， 当 我 回 
头 看 走 过 的 串 串 足 迹 ， 有 些 居 惜 自己 破坏 了 这 美妙 的 大 自然 。 车 子 继续 
前 行 到 了 请 水 果 ， 在 大 戈壁 上 见 到 清 凡 让 我 们 格外 兴 耕 。 先 喝 一 肚子 甘 
AAA RK, 洗 去 股上 的 沙 全 , MERRE. TAR Ja Geli S 
“5, MIAS, ERER, Be R A, RA AO PEK IEA 
A, A ARERZKTCIR” AY hid WA, FAB AAP SPA ER LH A BEE, 
我 立马 将 镜头 对 准 它 们 。 说 时 迟 ， 那 时 快 ， 它 们 已 一 溜 烟 儿 跑 了 ， 我 急 
忙 按 动 快门 ， 可 担 下 的 只 有 它们 的 背影 。 一 路 美景 不 断 ， 但 我 们 的 主要 
目的 地 是 木 垒 胡杨 林 。 太 阳 西 下 ， 我 请 求 司 机 加 大 油门 ， 追 赶 下 沉 的 太 
阳 。 在 沙漠 ， 汽 车 行驶 时 速 最 快 也 不 过 80 公 里 ， 我 焦急 地 盼望 能 早点 一 


aE AN AK 


2007 年 我 在 新 疆 胡 杨 林 


刚 刹 车 ， 我 急匆匆 下 来 ， 端 起 我 的 尼康 F4S 奔 向 胡杨 林 。 我 上 下 左 
右 打 量 着 神态 各 异 的 胡杨 ， 第 一 感觉 是 ， 这 哪 是 胡杨 林 ， 我 分 明 步 入 了 
amin, WEB REE, ERT ROT TTT WR ICN ae, Jal l 
IEA PA CAMARA. EE EE, 宛 如 赤身 裸 
体 的 战士 ， 我 被 它们 的 形态 慰 示 了 ! 


太阳 像 有 意 等 着 我 似 的 垂 惹 在 天 际 ， 把 周围 的 云 染 得 通红 ， 反 射 在 
胡杨 林 中 ， 给 胡杨 增加 了 一 层 光影 ， 树 校 更 显得 黑 中 透 红 ， 仿 佛 在 燃 
烧 ， 灵 魂 出 穷 ， 给 人 浴 火 重生 的 感 党 。 当 我 意识 到 这 是 千载难逢 的 景观 
时 ， 和 急忙 对 准 它 们 担 下 快门 ， 当 第 9 次 担 下 快门 时 ， 太 阳 的 余晖 消失 在 
镜头 里 。 夜 幕 降临 ， 我 靠 在 一 棵 直立 的 胡杨 上 感慨 万 分 :“ 人 生 一 世 ， 
草木 一 秋 ， 衣 杨 何止 一 秋 ! ”胡杨 在 中 国 西部 这 块 版 图 上 据说 已 存活 了 
6000 多 万 年 ， 以 塔里木 河 附近 为 最 多 ， 额 济 纳 旗 为 次 ， 但 木 垒 的 胡杨 林 
最 赤 凉 、 最 壮观 、 最 耐人寻味 。 我 抓 住 衣 杨 那 粗 糙 的 树 挛 ， 使 劲 地 推 了 
儿 下 ， 哺 喃 自 语 :“ 蚂 蚁 撼 大 树 。” 


回 到 帐篷 里 ， 方 感 饥 肠 办 圈 ， 马 为 下 饥饿 的 我 们 哆 者 伊利 特 酒 ， 咀 
AEP OF, (RM. MLA, RA — MP. WU PU, Fee 


连连 ， 最 后 一 个 梦 是 我 领 疹 我 的 爱 犬 贝 贝 ， 一 起 去 明 杨 林 ， 可 我 总 是 追 
不 上 跑 在 我 前 头 的 贝 贝 ， 着 和 急 中 司 醒 ， 打 开 手 机 一 看 ， 才 凌晨 4 点 30 
分 。 此 时 ， 帐 外 的 风声 如 儿 哭 狠 嘻 一 般 ， 我 赶快 穿 衣 出 门 。 风 虽 大 ， 却 
DAE, WARA, WHAK, EHER. AAEE T RAKA 
一 梓 , RRA AAR, Se ea BEA MERE, 
听 着 风声 ， 想 着 昨天 一 路 的 风光 ， 我 不 由 目 主 地 点 燃 搁 在 床 头 的 马 灯 ， 
翻 开 速写 本 ， 记 录 昨 天 的 事 。9 月 11 日 ， 这 是 个 不 寻常 的 日 子 ， 发 生 过 
REFI PRE, PERESA, WME RENER” RR AS 
H! 


不知 不 党 , ARCORE S KRE, REKATE, 育 上 相 机 , 
大 步 向 明 杨 林 走 去 。 我 一 边 观赏 着 干 姿 百 态 的 胡杨 ， 一 边 望 着 东方 ， 看 
担 日 自 冉 升 起 ， 烟 烟 生 泛 。 我 疯狂 地 按 着 快门 ， 奔 跑 在 色彩 斑 澜 的 林 
间 ， 捕 捉 这 瞬间 的 奇迹 。 此 时 ， 地 面 几乎 和 胡杨 是 一 样 的 闫 色 ， 浑 然 一 
体 。 胡 杨 林 的 地 面 看 似 松 软 ， 踏 上 去 却 很 便 且 碱 性 很 大 ， 由 于 长 年 缺 
水 ， 地 下 的 碱 泛 出 地 表 ， 形 成 一 片 一 片 的 白色 盐碱地 。 在 如 此 恶劣 的 地 
质 坏 境 下 ， 能 存活 到 现在 的 大 型 树木 也 只 有 胡杨 了。 胡杨 能 存活 至 今 ， 
其 主要 的 原因 是 它 扎 根 于 地 下 20 多 米 ， 吸 收 沙 下 泥土 的 营养 ， 这 才 长 成 
粗大 的 园 干 ， 方 能 抵挡 住 风沙 ， 成 为 捍卫 戈壁 的 勇士 、 见 证 历史 的 活化 
石 。 


告别 木 爸 胡杨 林 ， 我 们 又 南 行 穿越 浩瀚 的 塔 元 拉 玛 干 沙漠 ， 到 了 南 
强 的 阿克苏 地 区 ， 这 古 个 非常 美丽 讶 馈 的 地 区 。 在 朋友 的 带领 下 ， 我 们 
去 往 库 车 大 峡谷 ， 一 路 上 ， 群 棵 对 暗 、 万 蜜 纵 横 ， 或 单 或 双 ， 或 三 五 成 
群 ， 或 凝聚 成 一 堆 堆 、 一 座 座 、 一 排 排 形态 各 异 的 山 灾 ， 仿 佛 是 大 目 然 
内 琢 的 作品 ， 无 论 俯 隔 还 是 仰视 ， 痢 是 最 目 然 、 最 奇妙 的 珍品 。 南 性 的 
山 帝 太 独 特 ! 站 在 目 然 的 神 工 鬼 和 工 面 前 ， 我 顿 党 上 自己 是 何等 渺小 而 无 


奈 。 


库 车 大 峡谷 是 一 个 由 红 砂 岩 构 成 的 大 峡谷 ， 全 长 约 10 公 里 ， 最 宽 


= 


为 12 米 ， 最 罕 处 为 0.6 米 ， 胖 人 很 难 通过 。 凋 首 望 去 ， 两 面 山 体 似 断 非 
it, REELE, 尿 室 隙 同 向上 望 , RG AR HABER, iAH 
不 上 暇 接 ， 真 有 “ 模 看 成 岭 侧 成 峰 ” 的 感觉 。 尺 管 库 车 是 这 么 神秘 ， 但 我 心 
里 想 的 仍 是 胡杨 。 它 也 像 是 遇 到 知己 ， 纠 缠 着 我 不 放 ， 非 要 把 满腔 的 委 
届 同 我 倾诉 。 它 似乎 也 是 我 艺术 的 磁场 ， 紧 紧 地 吸引 着 我 的 思绪 ， 不 容 
我 再 做 它 想 。 我 满 脑 子 装着 胡杨 ， 魂 军 梦 绕 的 是 胡杨 ! 


一 种 员 任 感 油 然而 生 。 胡 杨 ， 我 敬 代 的 戈壁 守护 神 ， 我 爱 你 ! 我 要 
为 你 呐喊 ! 我 有 点 迫不及待 的 感觉 。 


回 色 北 京 , Foe he AMA aa, 我 オ 去 沖 洗 股 巻 。 没 想 到 我 的 
摄影 水 平 如 此 之 高 ， 专 业 摄影 师 拍 的 照片 也 不 过 如 此 ， 其 实 这 是 大 目 然 
的 恩赐 ， 这 种 天 人 合 一 的 磁场 引力 牢 牢 地 把 我 的 心 和 胡杨 用 在 一 起 ， 我 
常常 为 它 夜 不 能 打 。 创 作 之 前 ， 我 翻阅 了 大 量 关 于 肖 杨 的 资料 ， 为 它 想 
好 了 主题 一 一 “凤凰 涅 冯 "”， 我 要 以 这 个 主题 去 表现 我 意念 中 的 刘杨 。 


当 我 看 到 胡杨 后 ， 我 才 领 司 到 什么 是 生命 ， 什 么 是 精神 不 死 ， 什 么 
是 涅 渠 ， 什 么 是 轮回 ， 我 仿佛 顿悟 了 。 胡 杨 不 光 是 一 种 树木 ， 它 是 历史 
的 活化 石 ， 它 象征 着 华夏 民族 的 精神 ， 饱 经 沧桑 、 不 时 不 元 、 我 行 我 
素 、 个 性 张扬 。 它 无 息 无 悔 ， 承 受 着 天 翻 地 窗 、 沧 海 桑 田 的 变迁 ， 随 着 
岁月 的 年 轮 ， 硅 化 成 唱 莹 剔透 的 硅化 木 ， 这 就 是 涅 芭 ， 是 一 个 大 的 轮 
回 。 胡 杨 硅化 后 ， 新 的 生命 又 会 破土 而 出 ， 猛 一 看 像 是 柳 叶 ， 扁 长 的 叶 
子 一 从 从 ,一旦 长 成 小 树 ， 叶 子 束 变 成 圆 贺 的， 如 铜钱 状 ， 妆 地 的 老 百 
姓 称 胡杨 为 梧桐 树 。 中 国有 人 句 老话 :“ 留 着 梧桐 在 ， 引 得 凤凰 来 。” 所 以 
关爱 胡杨 、 保 护 自然 是 每 个 地 球 人 义不容辞 的 职责 ， 只 要 留 得 胡杨 在 ， 
凤凰 自然 会 归来 。 春 的 丰 绿 ， 秋 的 金黄 ， 叶 出 叶 落 ， 年 年 岁 岁 。 


我 冷静 而 又 疡 狂 地 创作 者 一 幅 幅 刘杨 ， 洒 在 纸 上 的 不 光 是 笔墨 ， 更 
多 的 是 泪 ， 是 情 ， 是 融入 我 灵魂 深 处 的 艺术 精髓 。“ 凤 凰 涅 棠 ”也 是 我 水 
恒 的 创作 主题 ， 是 我 新 的 愿望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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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REL) 
(246cmX 120cm, 2007 年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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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胡杨 青青 》 
(365cmX142cm，2010 年 ) 


(KZ AAY 
(120cmX 120cm, 20094) 


男 “ 白 ”一 一 去 南极 


2011 年 12 月 16 日 ， 应 陈 董事 长 之 邀 ， 我 有 垃 参 加 了 首届 “中 国企 业 
家 、 艺 术 家 赴 南 极 采风 ”活动 。 那 次 活动 由 心 友 汇 国际 旅行 俱乐部 组 织 
实施 ， 受 邀 的 8 位 艺术 家 中 ，7 位 是 来 自 高 校 的 著名 油画 家 ， 只 有 我 一 人 
是 中 国画 大 写意 画家 。 我 们 一 行 在 北京 登 上 飞机 ， 经 过 30 多 个 小 时 的 飞 
行 ， 跨 越 丙 美洲 大 陆 到 达 南 极 乔 治 王 岛 ， 又 乘 “ 欧 神话 娃 号 ”游轮 到 达 南 
RES. UI, TEI PSR IRE, KARR KK. Ai. OKI, 
雪 峰 晶莹 肃穆 ， 一 望 无 际 。 我 们 在 船上 度 过 了 6 天 5 夜 ， 除 了 用 和 餐 休 息 之 
外 ， 每 天 都 乘坐 皮 艇 观光 登陆 两 三 趟 ， 游 览 半月 岛 、 拉 可 罗 港 、 库 佛 维 
尔 品 、 天 和 尝 湾 、 梦 约 岛 、 利 马 水 道 等 雪 怠 海域 。 钙 鱼 时 而 出 现在 游轮 两 
侧 ， 或 摇 鳍 摆 尾 ， 或 喷 水 戏 玩 ， 好 像 在 和 我 们 打招呼 ;海豹 懒 洋洋 地 躺 
在 雪 地 上 ， 侦 尔 睁 眼看 看 ， 抬 涉 摆 尾 三 两 下 后 接着 睡 ， 帽 带 企鹅 、 巴 布 
亚 企 牧 等 各 种 企鹅 都 有 自己 的 领地 ， 它 们 时 而 在 岸上 向 我 们 走 近 ， 时 而 
TA FLA ES AK Ae, BERS IU HE a BS Ea OP AEE 


在 我 眼中 , Beech, AIEEE wei, RB 
Mal BY Fri RA EL Sh. A ARR aS I, Ae 
美不胜收 ! 雪山 的 倒影 在 海面 上 形成 了 一 幅 美 丽 的 画卷 ， 分 不 清 哪儿 是 
天 ， 哪 儿 是 海 ， 令 人 心醉 ! 任何 语言 表达 在 这 里 部 显得 苍白 无 力 ! 


我 在 南极 采风 


我 从 南极 归来 进行 创作 


南极 归来 ， 我 用 了 4 个 月 的 时 间 ， 创 作出 了 一 批 表 现 南 极 的 作品 。 
用 水 墨 、 大 写意 手法 表现 南极 ， 我 应 该 是 第 一 人 。2012 年 4 月 24 日 ， 宝 
隆 艺 苑 蒋 志 完 艺 术 馆 展 出 了 这 些 作品 ， 同 时 出 版 了 一 本 水 墨 南极 的 画 
Ht 


与 全 国美 展 无 缘 


由 中 国美 术 协 会 家 举办 的 五 年 一 届 的 全 国美 术 作 品 展览 〈 简 称 “ 全 
国 美 展 ”) 往往 都 与 我 无 缘 。 最 早 ， 我 在 平凉 群 艺 馆 工 作 时 ， 也 曾 为 全 
国美 展 认 真 准 备 过 作品 。 如 《 陇 原 之 春 》《 紫 气 东 来 》《 黄 土 魂 》 这 些 
作品 ， 都 是 严格 按照 中 国美 术 家 协会 的 基本 要 求 创 作 的 ， 束 是 希望 能 入 
选 全 国美 展 。 当 时 ， 如 果 参 加 三 次 全 国美 展 ， 就 有 资格 申请 成 为 中 国美 
术 家 协会 会 员 。 可 是 ， 五 年 一 届 的 全 国美 展 参展 名 额 是 按照 指标 发 放 给 
每 个 省 的 ， 甘 肃 省 在 西北 边 降 ， 经 济 搞 不 上 去 ， 文 化 艺术 也 跟着 吃亏 ， 
全 国美 展 给 甘肃 分 配 的 指标 是 10~12 个 。 


我 们 准备 的 作品 只 能 入 选 全 省 的 美展 。 好 多 人 在 展厅 里 看 到 我 的 
画 ， 纷 纷 给 我 打 电话 : “这么 好 的 画 上 怎么 没有 送 全 国美 展 ? ”我 只 能 说 自 
己 与 全 国美 展 无缘 。 就 这 样 ， 我 错过 了 三 届 全 国美 展 。 


JR BLP FETS AR GRA Ro Fe PR pw ME. TARE 
路 ， 但 是 我 还 是 选择 了 它 ， 一 次 次 地 展示 我 对 西部 艺术 的 探索 与 创新 ， 
这 是 我 对 西部 的 一 片 真 情 。 这 条 路 从 国内 走 到 国外 ， 反 而 成 束 了 我 的 给 
画 之 路 ， 我 的 作品 也 从 此 得 到 社会 认可 ， 如 入 选 《 当 代 中 国画 〈1979 一 
1989) 》。 当 时 的 入 选 条 件 是 获得 全 国美 展 金奖 或 银 炎 ， 而 我 接 到 了 一 
份 通知 : “我 们 这 六 地 通知 您 ， 您 的 作品 《 陇 原 之 春 》 选 入 1979 年 《 当 
代 中 国画 》 选 集 。” 还 有 我 的 作品 《春雨 贯 如 油 》， 在 范 迪 安 先 生 的 特 
别 推荐 下 ， 入 选 《 中 国 现代 美术 全 集 》。 这 幅面 古 我 1987 年 1 月 在 中 国 
美术 馆 举 办 展览 期 间 被 中 国美 术 馆 收藏 的 作品 。 


2006 年 我 在 十 万 沟 写 生 


继 2001 年 在 中 国美 术 饼 正厅 的 “西部 退 魂 一 一 将 志 甸 个 人 艺术 展 ” 之 
后 ， 我 义 在 今日 美术 馆 、 宝 藏 美术 馆 等 举办 了 近年 来 书画 新 作 展 ， 阐 内 
圈 外 的 人 开始 重新 关注 我 的 艺术 ， 各 种 媒体 争先 仆 后 做 报道 。 我 不 车 社 
交 ， 在 北京 很 少 在 外 面 活动 ， 可 每 年 两 次 的 西部 采风 是 雷 打 不 动 的 。 西 
部 就 像 我 的 充电 器 一 样 ， 我 充足 了 电 ， 回 到 北京 ， 进 行 筷 我 的 创作 ， 有 灵 
感 画 空 了 再 去 充电 。 我 去 充电 不 是 大 张 旗 到 拍 几 张 照片 就 回来 ， 而 是 悄 
悄 地 深入 底层 ， 独 与 天 地 精神 相 往 来 ， 体 味 自 然 万 物 的 精神 内 涵 ， 充 实 
目 己 的 精神 境界 。 我 的 作品 是 我 真情 的 流露 和 艺术 的 再 造 ， 没 有 矫 揉 造 
作 和 无 病 唱 吟 。 我 善 用 大 写意 的 笔法 ， 以 长 笔 大 墨 书写 我 心中 逸 气 和 目 
然 风骨 。 


2016 年 7 月 我 从 西藏 采风 归来 作画 


2016 年 7 月 RETIBER t SRF BD MAD “Fh A vk B 
作品 展 


2017 年 2 月 8 上 日 我 在 西双版纳 植物 园 写 生 


藏 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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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9 年 速写 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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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9 年 写生 稿 


《 极 境 》 
(188cmX98cm，2012 年 ) 


ーー ーー 


《南极 净 界 》 
(54cmX42cm，2012 年 ) 


《无 题 》 
《246cm X 120cm, 2011 年 ) 


í 


(HE) 
(178cmX96cm, 20124) 


CARK RAY 
(520cmX 190cm, 2011) 


《月 沉 昆 仑 》 
(620cm cut 2006 年 ) 


《 圣 湖 之 旅 》 
(138cmX68cm, 2009 年 ) 


《 天 池 》 
(218cmX84cm, 20124) 


I i a 


《 圣 界 》 
(69cm X 69cm, 2009 年) 


w AASEYS AL ok 放 ます 


—— まだ > 


《 雪 域 雄风 》 


(139cmX 69cm, 2008 年 ) 


econ Ba 


《山高 水 长 》 
(625cmX 250cm, 2016 年 ) 


《无 题 》 
(68cm X 68cm, 2004 年 ) 


“y 


ーー “要 
Se E 


《明月 无 声 》 
(138cm X 68cm, 2009 年 ) 


《天 堂 》 
(100cmX143cm, 2002 年 ) 


《行云流水 》 
(177cmX330cm，2005 年 ) 


a 


《 雪 域 之 魂 》 
(178cmX96cm，2002 年 ) 


(きら 拉 雅 》 
(490cmX250cm，2016 年 ) 


《月 沉 昆 仑 》 
(620cmX250cm，2007 年 ) 


(F464) 
(85cmX 55cm, 20134) 


ER 


十 年 等 来 有 缘 人 一 叶子 


2000 年 ， 我 跟前 妻 分 手 ， 之 后 单身 近 10 年 。 我 是 夜 猫 季 ， 昌 天 晚上 
都 工作 ， 创 作 起 来 态 乎 所 以 ， 常 常 饥 一 顿 、 饱 一 顿 ， 没 人 关心 ， 有 时 亲 
威 来 帮忙 照顾 我 。 有 一 次 生病 住院 ， 我 意识 到 应 该 再 成 个 家 了 。2009 年 
春 ， 经 朋友 介绍 我 认识 了 我 现在 的 爱人 一 一 叶子 。 见 面 之 前 ， 我 们 通过 
两 次 电话 ， 我 感觉 她 是 个 坦诚 的 人 ， 邀 请 她 来 北 奈 ， 朋 友 帮 我 从 机 场 把 
她 接 到 我 家 。 妆 她 走 进 我 的 小 院 ， 我 看 到 她 有 一 双 纯 滔 的 大 眼睛 ， 明 腕 
而 和 善 ， 甜 甜 的 笑容 里 部 含 着 丝 丝 百 梁 。 她 是 经 历 过 苗 难 的 人 ， 经 过 一 
段 时 间 的 相处 ， 我 党 得 她 就 是 我 要 找 的 人 。 我 们 两 情 相 悦 ， 诀 定 共 上 度 我 
们 的 后 半生 。 叶 子 在 一 所 民办 艺术 学 校 从 事 管 理工 作 ， 但 她 为 了 我 ， 娄 
然 辞 去 了 老家 的 工作 。 她 是 有 信仰 的 人 ， 家 里 几 代 人 都 是 天 主教 徒 ， 本 
PER, BOSS UTE. AM MOREIRA, AAR m. MJEKE 
的 事务 打 理 得 井井有条 ， 做 一 手 好 沫 ， 干 起 活 来 很 筷 我 。 我 们 有 共同 的 
爱好 ， 做 事 退 求 完美 ， 很 多 事情 都 能 想到 一 块 儿 。 她 不 仅 是 我 生活 中 的 
好 伴侣 ， 也 是 我 工作 上 的 得 力 助 手 ， 融 我 整理 资料 ， 把 我 的 画作 担 照 分 
类 ， 管 理 得 清晰 明了 。 她 生活 节俭 ， 还 是 我 的 好 司机 。 她 有 个 弹 钢 鞭 的 
女儿 ，2011 年 毕业 于 西北 民族 大 学 音乐 系 ， 美 丽 大 方 ， 善 展 隐 慧 ， 在 赣 
天 幼儿 园 工 作 ， 一 年 后 就 成 了 尖子 教师 。 我 们 一 家 人 其 乐 融 融 ， 这 就 古 
我 想 要 的 生活 。 人 们 常 说 “家 和 万 事 兴 ， 子 才干 祥 结 ”"， 家 性 和 有 睦 才 能 让 
我 的 事业 顺利 ， 我 觉得 叶子 就 是 上 天 给 我 派 来 的 天 使 。 


我 与 叶子 在 平西 府 


爱 犬 贝 贝 和 咖啡 


我 的 “小 儿子 ” 贝 贝 跟 了 我 18 年 ， 它 4 个 月 大 的 时 候 就 来 到 我 家 ， 当 
时 我 还 在 兰州 。 


贝 册 是 一 只 不 太 纯 正 的 英国 犬 ， 个 头 不 是 很 大 ， 长 了 一 映 白 色 的 
毛 ， 两 只 耳 东 和 眼圈 都 是 黑色 的 ， 看 人 的 时 候 总 是 乐 呵呵 的 。 在 我 眼 
中 ， 它 和 其 他 狗 不 一 样 ， 当 你 对 它 说 话 的 时 候 ， 它 亮晶晶 的 神色 眼睛 总 
征 退 和 地 上 果 独 你 的 眼睛 、 踪 巴 ， 试 图 领悟 你 的 意图 。 它 特别 伶俐 ， 也 很 
调皮 。 因 为 我 对 它 过 分 宠爱 ,缺乏 调教， 它 有 时 难免 放纵 。 


贝 页 是 我 的 影子 ， 我 的 伙伴 。 我 在 画室 里 画 画 时 ， 它 总 是 陪 着 我 ， 
ee ge rege aa gs 意思 是 我 该 休 
恩 了 。 我 常常 想 ， 这 只 狗 怎 么 这 么 通 人 性 呢 ， 它 为 何如 此 聪明 。 


它 跟 着 我 不 到 一 年 ， 我 已 经 离 不 开 它 了 。 我 出 外 回来 ， 首 先 要 看 到 
的 是 贝 贝 ， 痛 先 迎 接 我 的 也 是 贝 贝 ， 它 总 是 又 蹦 又 跳 ， 和 我 杀 热 个 没 
完 。1999 年 初 ， 我 决定 迁 大 北 各 了 ， 因 为 带 看 它 多 有 不 便 ， 束 妨 痛 制 
爱 ， 经 过 多 方 选 择 考察 ， 给 它 找 了 一 个 好 主人 。 


1999 年 3 月 ， 我 搬 到 了 北京 。 虽 然 新 到 一 个 城市 ， 杂 事 莹 多 ， 忙 得 
入 喘 気 的 時 同 都 没有 , 但 対 由 届 的 思念 就 如 同 春 天 的 柳 宗 , NS a 
我 ， 我 托 朋 友 坐 火车 把 它 带 到 了 北京 。 在 火车 站 接 它 时 ， 人 狗 相 对 ， 我 
ALERA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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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 最 聪明 的 一 条 狗 。 


因为 它 经 常 往外 跑 ， 被 村 里 的 人 盯 上 了 。 一 次 我 出 差 去 山东 ， 贝 由 
被 人 偷 走 了 。 我 回来 知道 狗 丢 了 ， 针 了 半 个 月 ， 全 院子 的 人 都 帮 痢 我 找 
狗 。3 條 月 的 時 同 里 , BRASSERIE. AS, ABER 
我 就 回 了 兰州 。 过 完 春节 回 和 永 ， 村 上 有 一 个 姓 刁 的 师傅 对 我 说 : “你 的 
狗 有 线索 了 ， 在 西 三 旗 的 一 个 人 家 里 。” 最 后 在 朋友 的 帮助 下 ， 我 用 
2000 元 赎 回 了 我 的 贝 贝 。 我 的 狗 终于 回来 了 ! 当 它 进 大 门 的 时 候 ， 全 院 
子 的 人 都 出 来 欢迎 它 ， 因 为 大 家 都 知道 它 是 我 的 心头 肉 。 


为 了 不 让 贝 贝 再 跑 丢 ， 我 破 天 充 地 在 家 门口 做 了 一 个 铁 栅 栏 。 我 们 
院子 里 有 一 条 不 成 文 的 规定 ， 那 就 是 谁 家 者 不 做 栅栏 。 为 了 我 的 爱 大 ， 
我 只 好 不 管 这 个 规定 了 。 大 家 也 者 能 理解 ， 因 为 知道 我 特别 爱 狗 ， 怕 狗 
于 了 。 对 来 我 家 的 客人 ， 我 总 是 叮嘱 三 件 事 : 第 一 , DERE; 第 二 , 
不 要 用 脚 踢 它 ， 第 三 ， 要 把 门 挫 好 ， 以 免 它 再 跑 出 去 。 


贝 贝 在 我 家 待 了 整 18 个 年 头 的 时 候 离 开 了 我 。 


再 说 说 我 的 “小 孙子 ?咖啡 。 咖 啡 到 我 们 家 生活 了 19 年 ， 也 走 了 。 在 
咖啡 出 生 刚 一 个 月 的 时 候 ， 我 儿子 从 兰州 将 它 买 来 送 给 他 妈妈 ， 可 是 他 
妈妈 不 喜欢 ， 儿 子 就 坚决 要 把 它 融 到 北京 来 。 孩 子 天 性 善 慨 ， 人 铭 不 得 把 
狗 送 给 别人 。 


咖啡 和 贝 贝 的 性 格 不 一 样 ， 它 是 一 只 非常 温顺 、 善 恨 的 狗 ， 从 不 大 
间 ， 很 安静 。 喇 啡 浑身 都 是 均匀 的 咖啡 色 短 毛 ， 嘴 尖 尖 的 ， 很 像 狐 狸 。 
咖啡 从 没 咬 过 人 ， 但 是 它 特 别 记 做 ， 谁 要 着 了 它 ， 它 总 是 不 依 不 饶 ， 那 
个 人 是 绝对 不 能 再 来 我 们 家 了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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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 3 月 8 日 ， 我 们 去 沙河 狗 市 买 了 一 条 全 身 黄 毛 、 不 满 一 个 月 大 
的 狗 狗 ， 它 是 个 女孩 ， 我 们 给 它 起 名 叫 “ 贝 拉 >。 十 多 天 后 ， 家 里 又 跑 来 
一 只 很 小 的 流浪 狗 ， 全 身 白 毛 ， 和 贝 拉 差不多 大 ， 我 们 就 收留 了 它 ， 也 
给 它 取 名 “ 贝 贝 "， 两 只 狗 狗 现在 已 经 4 岁 了 ， 给 我 们 家 增添 了 不 少 乐 
趣 。 


我 酷爱 的 石头 


我 喜欢 石头 ， 走 到 哪儿 都 爱 观察 石头， 我 也 不 知道 为 什么 ， 可 能 是 
因为 石头 有 豆 古 不 变 的 形态 ， 有 一 种 耐人寻味 的 内 闻 ， 有 一 种 使 人 百 看 
不 大 的 质朴 。 看 到 好 的 石 涉 ， 我 就 妨 不 住 要 买 回来 。 我 的 院子 里 放 了 四 
五 十 吨 的 石头 ， 房 子 里 更 是 有 大 小 不 同 ，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的 石头 。 有 时 
候 ， 我 把 喜欢 的 石头 放 在 床上 ， 慢 慢 地 抚摸 着 它 ; 看 电视 的 时 候 ， 我 惑 
坐 在 石头 跟前 抱 着 它 ， 感 觉 它们 和 我 的 精神 世界 融 为 一 体 了 。 


但 最 让 我 爱不释手 、 浮 想 联 大 的 ， 征 那 块 高 高 地 放 在 院 里 碾 盘 上 ， 
浑 届 上 下 内 烁 着 五 颜 六 色光 点 的 石头 。 


这 块 石 涉 是 2004 年 我 回 平凉 ， 重 游 小 时 候 每 次 上 山 制 竹 子 、 控 药材 
必须 路 过 的 十 万 沟 时 ， 在 十 万 沟 将 官 究 门 前 的 泾 河 里 发 现 的 。 这 是 一 块 
由 好 多 种 颜色 的 小 石子 聚集 而 成 的 大 石头 ， 当 时 它 一 头 浸 在 水 里 面 ， 露 
出 了 一 个 光滑 的 斜面 ， 上 面色 彩 斑驳， 像 是 远古 猴 人 有 意识 磨 出 来 的 。 


发 现 这 块 石头 后 ， 我 欣喜 重 狂 ， 殉 服 重重 困难 ， 把 它 珊 到 了 北京 。 


为 了 弄 清 这 块 石头 的 成 分 ， 我 请 教 了 中 科 院 的 地 质 学 专家 王 教 授 。 
他 说 这 块 石 头 有 一 亿 多 万 年 的 历史 ， 石 头 上 面 的 各 色 斑 点 是 土 的 化 石 、 
各 种 小 动物 的 化 石 、 各 种 植物 的 化 石 ， 这 些 化 石 目 然 地 聚集 在 一 起 ， 石 
头 就 变 成 了 这 种 奇特 的 样子 。 


我 和 我 的 石头 


知道 了 这 块 石 尖 的 奥秘 ， 更 感觉 到 它 有 一 种 说 不 出 的 亲近 感 。 当 初 
这 块 石 头 只 有 一 个 面 是 光滑 的 ， 其 他 几 面 很 粗糙 ， 我 就 想 把 它 像 玉 石 一 
样 雕 琢 出 来 ， 打 磨 成 一 件 艺术 品 。 我 严 了 一 些 相 关 的 工具 ， 骨 着 酷暑 在 
院子 里 面 打磨 它 。 经 过 一 个 星期 的 精心 打磨 ， 它 变 得 唱 鞋 剔透， 妙 不 可 


言 ， 成 了 我 心中 的 挚爱 、 眼 中 的 瑰宝 。 


我 把 它 放 在 家 门口 的 碾 盘 正中 ， 作 为 我 的 镇 宅 之 宝 ， 好 让 每 一 个 来 
到 这 里 的 人 第 一 眼 就 看 到 它 。 也 让 它 像 金刚 石 一 样 磨 研 我 这 块 * 闫 石 ”， 
磨 大 我 的 冬 性 脾气 ， 磨 大 我 的 艺术 人 生 。2017 年 ， 我 把 它 运 回 平 永 ， 放 
在 我 的 艺术 馆 正 厅 。 


我 喜欢 纯 天 然 的 石 涉 ， 每 到 一 个 地 方 就 去 看 当地 的 石 涉 市 场 ， 看 到 
言 欢 的 就 神采 飞扬 ， 非 要 买 下 。 有 一 次 ， 我 给 国家 核电 写 了 一 幅 字 “和 
也 者 ， 天 下 之 达 道 也 ”他 们 在 山东 泰安 玛 塔 镇 找到 上 百 吨 的 石 尖 ， 要 
把 字 刻 到 石头 上 ， 每 个 字 需 要 放大 到 长 宽 一 米 多 ， 我 担心 放大 后 改变 字 
体 ， 所 以 要 求 杀 目 到 现场 看 着 刻 。 本 来 安排 我 住 在 济南 ， 我 要 求 住 在 镇 
里 ， 就 这 样 ， 我 在 玛 塔 镇 待 了 8 天 。 当 地 有 个 特别 大 的 石头 市 场 ， 我 一 
有 衬 就 去 逛 。 这 些 石头 有 的 像 人 ， 有 的 像 飞 天， 有 的 像 珊 瑚 ， 我 越 看 越 
喜欢 ， 恕 不 住 就 来 一 块 ， 就 这 样 把 上 自己 100 多 万 元 的 积蓄 都 严 了 石头 。 


我 把 带 的 钱 都 花 完 了， 又 看 上 一 块 石头 ， 筷 外 形 像 敌 牛 ， 浑 然 天 
成 ， 让 我 爱不释手 。 可 是 我 已 经 没 钱 了 ， 就 对 老板 说 ， 你 把 这 石头 给 我 
HE, HERRE. HAIR, ROAR EL Bee his, ME S 
钱 ， 没 等 到 第 二 年 ， 我 又 去 了 山东 ， 终 于 把 它 买 了 回来 。100 多 万 元 买 
的 石头 有 几 十 吨 重 ， 用 工地 的 车 拉 到 北京 特别 不 容易 。 我 将 它们 一 一 摆 
放 ， 有 的 放 在 家 里 ， 有 的 放 到 院子 里 ， 屋 里 屋外 随处 可 见 。 


在 新 疆 采 风 时 ， 从 乌鲁木齐 石头 市 场 到 和 田 、 喀 什 ， 我 一 遇 到 合 自 
己 心 意 的 石头 就 严 下 ， 发 回 北京 。 我 到 江西 采风 时 ， 也 买 过 一 些 石头 ， 
加 起 来 有 七 八 吨 重 ， 通 过 物流 公司 运 回 北京 。 讲 起 石头 我 总 是 津津 乐 
道 。 我 收藏 的 最 大 的 石头 有 7 吨 多 重 ， 节 小 的 也 有 几 十 斤 重 。 我 就 是 这 
么 爱 石头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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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HERE AF ZB) 
(365cmX 142cm, 2004 年 ) 


《梅花 三 弄 》 
(68cmX68cm，1998 年 ) 
二 の a っ kv 


«ay =) 
(40cm X 30cm, 2001 年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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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8cm X 45cm, 1991) 


《一 花 一 世界 》 
《84cmX 72cm, 2012 年 ) 


《草原 情 》 
(45cmX70cm，2007 年 ) 


《无 题 》 
(68cmX68cm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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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贝 贝 与 吹 啡 》 
(138cmX68cm，2006 年 ) 


E 
第 十 草 - 回 昌平 


给 家 乡 捐赠 作品 


我 出 生 在 甘肃 平头 的 窒 洞 里 。 不 管 走 到 哪里 ， 始 终 眷恋 着 养育 我 的 
山川 大 地 。 那 里 山 杀 切 ， 水 甘甜 ， 我 想像 乌 一 样 在 那里 贷 一 个 嘛 。 


2013 年 ， 我 见 到 了 平凉 市 市 长 ， 他 来 北京 中 央 和 党 校 学 习 ， 有 一 天 ， 
他 和 主管 文化 的 副 书 记 来 家 里 看 望 我 。 市 长 说 我 是 平头 走出 来 的 画家 ， 
征 家 乡 的 骄傲 ， 我 的 画 令 人 振奋 。 我 也 表达 了 目 己 的 意愿 ， 平 头 在 筹建 
博物 馆 ， 我 想 给 博物 馆 捐 赠 一 批 作 品 ， 作 为 一 个 游子 对 家 乡 的 回报 。 市 
长 听 了 很 高 兴 。2014 年 清明 ， 我 回 平头 ， 找 到 了 助人 为 乐 的 副 书 记 ， 她 
通报 了 市 长 。 那 天 ， 市 长 决定 在 博物 馆 给 我 建 一 间 300 平 方 米 的 “将 志 
书画 作品 捐赠 陈列 室 *"， 为 外 ， 给 我 安排 一 间 工 作 室 ， 让 我 创作 和 拓 
住 ， 还 可 以 带 学 生 。 我 满心 欢喜 ， 想 到 给 家 乡 捐 赠 作品 ， 能 作为 永久 收 
藏 ， 束 计划 捐 100 幅 作品 ， 包 括 60 幅 画 ，40 幅 书法 ， 并 开始 看 手 准 备 。 


在 我 准备 作品 的 第 三 年 ， 市 长 调 到 省 里 工作 了， 捐赠 的 事情 没 了 下 
文 。 于 是， 我 找到 新 上 任 的 平凉 市 委 书 记 ， 间 他 上 一 届 领 导 决 定 的 事情 
还 算 不 算数 ， 我 还 在 准备 作品 。 市 委 书 记 当 场 叫 来 宣传 部 部 长 和 一 位 副 
书记 ， 让 我 和 他 们 联系 。 


接 到 宣传 部 部 长 约 我 的 电话 ， 我 心里 很 高 兴 ， 我 跟 他 父亲 很 熟 ， 当 
年 去 北京 办 画展 ， 单 位 不 同意 ， 是 他 父亲 给 我 放行 的 。 我 对 老 先生 一 直 
抱 有 感恩 之 心 ， 老 先生 退休 后 ， 每 次 我 回 平 深 都 会 去 看 望 他 。 他 还 给 我 
写 过 一 篇 文章 《从 平凉 走向 世界 的 画家 一 一 将 志 先 》， 发 表 在 平凉 的 几 
家 报纸 上 。 老 先生 去 世 时 ， 我 在 平凉 ， 送 去 了 一 副 挽联 ， 表 达 对 老人 家 
的 感恩 之 情 。 一 周 后 ， 我 到 了 宣传 部 部 长 的 办 公 室 ， 当 时 办 公 室 里 还 有 
市 妇联 主席 和 副 主 席 。 一 见面 ， 他 就 要 跟 我 约法 三 章 : 第 一 ， 关 于 经 济 
的 问题 不 要 谈 ;， 第 二 ， 你 要 捐 就 捐 300 幅 ， 给 博物 馆 100 幅 ， 给 妇联 100 


幅 ， 给 一 中 100 幅 。 听 了 这 看 话 ， 我 很 失望 。 作 为 一 名 艺术 家 ,我 要 捐 
给 家 乡 的 一 定 是 好 作品 ， 不 能 小 竺 充 数 ， 短 时 间 内 捐 300 幅 作品 ， 难 度 
可 想 而 知 。 捐 赠 是 我 自己 的 意愿 ， 我 原本 希望 有 个 正规 的 捐赠 仪式 ， 目 
的 是 让 捐赠 的 作品 受到 严格 管理 ， 不 能 过 几 年 就 不 了 了 之 ， 流 落 民 间 。 
谈话 至 此 ， 我 说 那 束 不 捐 了 ， 捐 赠 计 划 束 此 搁浅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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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 10 月 25 日 菏 志 肴 艺术 馆 开 馆 捐赠 现场 


2016 年 ， 我 重新 调整 电路， 决定 目 筹 资金 建造 个 人 艺术 馆 。 在 一 次 
RRS, BOBBY SOP Ue BE Ai, TT ie AR PE 
NIR, it 772K IED Wee GE, AT BEA eek. AILE, 最 
Fae EIA LL PAA, KERN E. EA Pate Ee oh 
窑洞 ， 上 和 面 是 我 大 哥 、 妹 妹 、 便 子 的 承包 地 。 镇 上 决定 修一 条 80 米 长 的 
路 通 到 那里 。 建 艺术 馆 需 要 一 大 笔 钱 ， 我 想 用 作品 换取 资金 。 没 过 几 
天 ， 书 记 带 来 一 位 做 建筑 工程 的 老板 ， 他 决定 赞助 艺术 馆 建 设 ， 我 用 画 
折价 给 他 ， 我 们 签 了 一 份 简单 的 合同 。 


2017 年 3 月 , 回 平 源 前 , 我 把 多 年 来 収 鍼 的 30 多 路 石 共 返 回 平 涼 , 
平头 华星 货运 公司 的 关 总 热情 帮忙 ， 给 我 找 了 两 辆 13 米 长 的 高 栏 半 挂 
车 。 由 于 车 体 太 大 ， 无 法 开 进 北京 平西 府 我 家 的 院子 ， 只 好 先 把 院 里 的 
石头 一 块 块 吊 起 ， 然 后 用 吊车 挪 到 停车 的 另 一 个 大 院子 ， 这 也 是 个 不 小 
的 工程 。 同 时 ， 一 些 家 有 共 也 被 一 起 运 回 峰 邮 镇 。 


回 到 平 深 后， 我 夜以继日 构思 、 设 计 我 的 艺术 馆 ， 翻 阅 了 很 多 国内 
外 的 资料 ， 决 定 建 一 座 现实 风格 的 艺术 馆 。 


艺术 馆 4 月 9 日 开工 ， 到 5 月 中 旬 ， 框 染 结 构 束 出 来 了 ， 跟 村 上 的 房 
子 截然 不 同 。 此 时 ， 周 围 人 的 心情 束 变 复杂 了 ， 亲 威 们 也 不 同意 之 前 约 
定 的 土地 补偿 款 数额 了 ， 合 作 的 老板 在 拿 走 第 三 批 作品 后 也 被 挑 唆 得 想 
变 卦 了 ， 紧 饮 密 吉 的 工程 俘 了 半 个 多 月 。 当 时 ， 我 骑 虎 难 下 ， 这 突 如 其 
来 的 变故 让 我 丈 二 和 疝 措 不 着 头脑 ， 我 认真 反思 了 一 下 ， 和 觉得 目 己 没 有 
对 不 起 人 的 地 方 。 


条 之 下 ， 我 去 了 市 委 找 新 调 来 的 主要 领导 ， 述 说 我 想 给 家 乡 捐赠 
作品 的 事 和 建造 艺术 馆 遇 到 的 困难 。 领 导 对 我 捐赠 作品 的 事情 很 重视 ， 
没 过 几 天 ， 抽 衬 杀 目 到 现场 视察 。 这 期 间 ， 我 找 镇 领导 和 合作 人 沟通 ， 
我 们 又 签订 了 补充 协议 ， 工 程 恢复 了 建设 。 镇 政府 申报 了 文化 产业 园 ， 
先 由 镇 上 把 地 征 回 ， 我 把 土地 出 让 金 给 镇 上 ， 镇 上 再 把 钱 给 承包 地 的 村 
民 。 


Px NN 


经 过 5 个 月 零 28 天 的 紧张 施工 ,“ 苦 志 获 艺术 馆 ? 终 于 建成 了 。 建 贷 
面积 近 千 平 方 米 ， 大 两 层 结 构 ， 总 高 度 为 10.8 米 ， 外 墙 选 用 防火 保温 材 
料 ， 再 用 花岗岩 做 装饰 。 一 层 男 室 层 高 6 米 ， 有 一 部 分 空间 分 隔 为 两 
层 ， 为 画家 准备 的 房间 有 国 案 ， 墙 上 有 贴画 的 画布 。 二 层 层 高 4.8 米 ， 
屋顶 是 长 宽 各 6 米 的 大 玻璃 项 ， 地 面 也 是 同等 大 的 玻璃 项 ， 阳 光 可 以 从 
二 层 照射 到 一 层 。 站 在 二 层 阳 台 上 ， 平 状 城 一 览 无 余 。 


艺术 馆 南 靠 太 统 山 ， 北 依 泾 河畔 ， 东 临 西山 坪 ， 西 枕 卧 牛 掌 ， 群 山 
环 经， 万 玖 争鸣 ， 抬 眼 黄 嵌 是 ， 等 待 太阳 升 ， 真 是 美不胜收 。 上 晴空 一 箱 
排 云 上 ， 幽 谷 双 溪 抱 岭 来 。 太 统 山 脉 和 太 龙 湾 形 成 一 个 大 S 状 ， 连 接 成 
一 条 山岭 ， 宛 奉 己 龙 ， 岭 西 为 后 河 ， 岭 东 是 将 家 沟 山 果 。 


范 迪 安 院 长 和 程 大 利 先生 为 艺术 馆 题 字 ， 灸 典 在 艺术 馆 南 北 两 面 外 
HE. 


随 着 る 木 借 的 完工 , BORE OCC Ue a A) a Sk BR BIS BY 
的 门 前 。 为 了 给 每 一 块 石头 找到 合适 的 位 置 ， 我 根据 每 个 石头 的 造型 、 
大 小 ， 反 复 调 整 石 头 与 石头 之 间 的 距离 、 每 一 块 石头 的 摆 放 方向 ， 真 是 
笋 费 若 心 。 当 它们 坐落 在 艺术 馆 门 前 时 ， 每 一 块 石 头 都 无 比 耐 看 ， 每 个 
角度 都 有 它们 神采 飞扬 的 一 面 ， 这 些 石 头 给 我 的 艺术 馆 增 添 了 不 少 独特 
的 神韵 。 


艺术 馆 最 后 的 环境 绿化 由 万 荣 园林 绿化 有 限 公司 的 陈 志 青 表 弟 为 我 
承担 ， 按 我 的 要 求 ， 从 北向 南 的 大 坡 西 侧 栽 满 了 竹子 ， 路 东 用 冬青 和 黄 
杨 结 成 一 条 绿化 带 ， 中 间 点 缀 着 樱桃 、 紫 薇 和 人 金 叶 榆 等 不 同 的 树种 ， 十 
分 优雅 美观 。 门 口 种 了 我 的 学 生 牛 学 飞 从 张掖 寄 来 的 一 棵 红柳 和 三 棵 沙 
刺 树 ， 还 从 我 家 大 门口 移 栽 了 一 棵 茂盛 的 竹子 ， 给 新 的 大 门 增加 了 一 份 
雅 气 。 大 门 的 西南 处 种 了 柿子 树 、 李 子 树 、 查 树 、 樱 桃 树 、 桃 树 、 国 
柳 、 和 皂 角 树 ， 院 内 西 侧 种 植 了 合欢 树 、 核 桃 树 ， 还 有 一 棵 300 多 年 的 束 
树 ， 是 朋友 从 河南 运 来 的 。 院 里 建 了 一 块 形状 不 规则 的 牡丹 园 ， 有 三 株 
长 了 六 七 十 年 的 大 牡丹 。 其 中 一 株 是 花 径 20 厘 米 左右 的 独 株 性 丹 * 葛 由 
紫 "， 可 谓 花 中 仙子 ， 它 的 名 字 来 源 于 蒲松 龄 《聊斋 志 异 . 葛 巾 篇 》。 另 
两 株 为 “ 秽 顶 红 ”， 都 是 平凉 南台 张 氏 三 代 所 培植 的 花王 ， 本 栽植 于 我 的 
院 中。 它们 都 是 我 用 作品 换 来 的 。 我 觉得 很 欣慰 ， 人 与 万 物 缘 有 缘 。 那 
段 时 间 每 天 晚上 工作 到 深夜 两 三 点 ， 非 常 难忘 


艺术 馆 建 好 后 ， 我 开始 布展 。 我 把 一 幅 五 张 八 尺 宣 纸 连 起 来 的 大 男 
《由 米尔 》 挂 在 二 层 展厅 ， 两 层 展 厅 共 展 出 36 幅 作品 ， 包 括 10 幅 书法 作 
mo REE m FERMA REAR WA A ELME 
牛 ， 其 中 两 幅 作 品 在 德国 展 出 过 ， 都 是 我 的 心血 之 作 。 


10 月 25 日 ， 艺 术 馆 开幕 ， 平 凑 市 委 、 市 政府 主持 了 开幕 式 。 程 大 
利 、 陈 传 席 、 王 明 泽 、 于 光华 、 于 洋 、 刘 军 平 、 苦 道 军 、 雷 怀 金 等 40 多 
位 文化 名 人 ， 以 及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的 同道 、 有 朋友、 学 生 ， 还 有 蒋 家 沟 的 村 
a 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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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 7 月 2 日 我 在 西藏 采风 


艺术 馆 开幕 前 儿 天 ， 淅 淅 源源 的 雨 一 直下 个 不 侣 ， 但 那天 早上 ， 雨 
停 了 ，9 点 多 时 ， 云 开 雪 散 ， 阳 光 普 照 ， 真 是 星 天 不 负 有 心 人 。 在 捐赠 
仪式 上 ， 政 府 奖 励 我 10 万 元 ， 我 将 这 10 万 元 转赠 给 蒋 家 沟 村 ， 同 时 还 将 
一 幅 《 五 牛 图 》、 两 幅 书 法 作品 一 并 当场 赠 给 村 里 ， 以 此 感谢 家 乡 的 父 
老乡 杀 。 


今年 ， 我 已 70 岁 了， 我 还 要 继续 画 我 的 画 ， 我 经 历 了 这 么 多 的 艰难 
曲折 ， 人 生 跌 宕 起 伏 ， 而 所 有 这 一 切 ， 我 都 已 经 释然 ， 我 希望 将 它们 化 


HES, 一 一 時 現在 画面 上 , 或 夏侯 , BA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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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 声 大 音 画坛 昆仑 


十 年 前 读 欧 志 锣 开 时 代 风 气 ， 写 黄土 之 魂 的 聚 情 之 作 ， 写 下 了 这 样 
Ra): “ARP RCE, KIER. AFI CA, eee. PE 
后 再 读 沉 潜 于 深 济 ， 百 心 孤 讶 以 书 入 画 的 大 写意 山水 之 作 ， 又 写 下 了 这 
PIRE: REBRI, WIREL. EKRA, E 
坛 西部 一 昆仑 。” 


十 年 之 间 ， 几 多 青山 不 老 ， 数 番 烟 云 变 约 。 实 践 在 走 ， 理 论 在 行 ， 


AAMAS TF UK Hi, AHR. Bib KIM AAR RY tia, 山水 
Ae ee. CE DAS, 井山 水 新 境界 , FINE AA Fe 
WE, (Em ARTA ZA; BEARS, MOR. RI 
言 :“ 王 文秀 探索 西部 ， 写 山形 得 山 势 ， 是 为 先导 ; 页 又 福 数 次 深入 太 
行 ， 情 钴 太行 并 丰碑 ， 周 韶华 痴心 荆 楚 文化 ， 奇 次 审美 织锦 乡 ， 将 志 
则 是 黄土 现在 西部 歌 。” 后 三 者 有 其 同 ， 有 不 同 。 同 者 为 三 作 大 写意 
现代 阳刚 一 派 ， 从 生活 中 汲取 养分 ， 而 以 地 域 风 貌 名 世 ， 格 局 原创 ， 是 
Hare. MESE, 再 号 意 , HDR, HFH, MWR, ID AA 
Mb. 不同 者 , HEEMI RZ; JATIN ses, 烈 酒 当 
aK; RRC SPE, MAJE MAER, ULI AK, AN ANZ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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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 志和 镯 ， 农 民 之 子 ， 特 并 独行 。 成 名 于 20 世 纪 80 年 代 ， 初 以 写 黄土 
魂 而 劲 吹 画 坛 ， 对 甘 陇 后 学 者 影响 极 大 ， 众 人 苋 相模 仿 而 成 时 风 。 后 舍 
形 取 神 ， 游 历 国外 ， 意 象 化 为 心 象 ， 间 为 半 抽 象 。 时 人 不 解 ， 多 有 非 
议 。 今 复 观 其 作 ， 追 忆 当 时 画坛 景象 ， 实 领先 者 也 。 


以 传统 笔墨 论 男 ， 终 难 逃 古典 审美 格局 ， 以 写实 主义 论 画 ， 多 流 于 
世俗 之 抑 。 以 抽象 论 画 ， 似 乎 脱 网 一 层 。 而 以 情 、 原 创 论 男 ， 必 得 男 之 
精髓 。 寿 以 历史 之 眼 论 画 ， 画 之 真相 必 无 遗失 。 将 以 天 资 、 勤 奋 、 胆 
F DHAM, VARE, AER, UAE, TERRAE PEET o 
其 运 厂 也 : FANART A, FRR, aK Pea, 激情 
FEM is ATH. RS, CWI Y; 所 其 音 , SAK. 


三 香 毅 主 日 :“ 初 以 黄土 派 立 世 ， 继 而 以 西部 夯 道 立 名 ， 后 又 以 笔 
墨 大 与 西部 山川 ， 现 以 抽象 水 墨 里 的 水 墨 抒 写 心 象 。 是 先 开 霸气 之 性 
域 ， 今 见 王者 之 风采 。” 


古 画 ， 笔 黑 用 * 面 ?者 少 。 陆 死 在 曾 言 之 ， 明 其 理 而 用 其 画 。 风 云 或 
Mw, Chi, bia MAI. Bh, ABBA, KE, M 
WBF AED. CHEETA A SEI. A wR EI, AAN 
日 ， 必 为 黄土 痴情 之 人 立 传 。)〉 RRA UR PAM ae, 以 基 天然 
性 ， 细 笔 化 为 巨 构 ， 墨 色 两 极 ， 天 资 伴 漫 ， 超 然 物 外 。 读 画 人 之 作 ， 流 
于 一 格 ， 毕 生 不 渝 者 众 。 而 开拓 多 境 ， 省 有 创 者 少 。 将 之 画 ， 通 造型 多 
极 ， 立 根本 体 ， 色 之 所 用 ， 图 之 所 变 ， 情 之 所 为 ， 美 之 所 创 ， 民 有 页 
献 。 蒋 画 以 气 而 论 ， 是 元 气 、 狂 气 、 野 气 、 大 气 ， 气 气相 随 ， 尝 成 宏 
格 。 蒋 画 以 情 而 论 ， 是 真情 、 狂 情 、 深 情 且 有 烈 情 。 情 之 烈 者 ， 天 地 无 
a, Moree. UAB, CA, BAZ. LAR, A 
格 鮮 明 , AIT, MAINT, IPRA, 多 悟 苦行 , 功 性 天 
成 。 


其 数 十 年 之 作 ， 聊 分 七 类 : 《 道 法 目 然 》 是 脱胎 于 魏 夏 的 朴 拙 大 气 
个 性 之 书 ， 铁 男 入 木 ;，《 道 遥 法 外 》 是 过 兴 的 花 乌 人 物 ， 审 美意 趣 独 
P, WARR; 《 魂 系 黄土 》 是 其 早年 成 名 之 作 ， 真 情 奇 构 ， 至 今 读 
来 ， 令 人 叹 感 ，《 纵 胆 黄河 》 热 烈 如 火 ， 上 古今 神 格 ;，《 神 驰 大 漠 》 写 胡 
MAB= TF; COMA) MEER, WAER, 2A, KS 
意 山 水 也 ”， 活 用 笔墨 ， 可 称 神化 ，《 仿 攀 昆 仑 》 水 墨 淋 注 ， 开 清静 圣 


地 ， 行 平和 真 风 。 七 大 系列 可 概 言 为 : MAR, WR, 行 西部 奇 山 昇 
景 之 地 ; 造 奇 境 ， 制 雄 格 ， 味 生命 涅 党 之 里 。 而 作品 令 人 不 能 喜 怀 者 为 
(ARIY CLER o RÆ: mA, TERS, 笔 摇 奇 境 ， 
大 象 无 形 。 


余 细 观 其 作 ， 有 感 而 有 发， 填词 《满江红 》 一 首 : 


西部 以 光 , RMA, HAAR. BEA, RAS, JAKLA. A 
海 狂 吟 千 古 去 ， 昆 仑 含笑 圆 赛 拓 。 美 江山 ， 问 天 下 真人 ， 谁 来 学 ? 


黄土 神 ， 胡 杨 硕 ; HP, Rew. RRA, BARE. KK 
宏 声 行 旷 野 ， 铁 壁 狂风 鸣 金 铎 。 书 气 奔 、 震 既 幻 图 歌 ， 青 天 阔 。 


吉 昔 ， 余 曾 评 将 志 饮 之 作 “ 重 自然 ， 弱 笔 吉 ， 终 少 文 化 内 涵 ”"。 而 今 
读 其 新 作 ， 以 书法 写 江 山 ， 文 质 并 重 ， 诉 情 不 灭 ， 其 作 立 地 项 天 ， 归 于 
大 道 ， 拍 案 一 叹 ， 不 觉 欣然 截 ! 


以 心 象 写 西 部 ， 能 有 儿 人 钦 ? 以 真情 写 西部 ， 能 有 几 人 葡 ? 以 超人 
胆识 ， 为 画坛 不 敢 为 者 ， 能 有 几 人 钦 ? 以 坦荡 之 心 笑 对 世俗 非议 者 ， 能 
AJLAK? 恋 西部 如 此 之 深 ， 写 西部 得 其 神 、 摄 其 魄 而 又 以 大 写意 笔法 
率 性 而 为 者 ， 能 有 几 人 次 ? 


余 乃 叹 : KEER, WARM. ZERK, MAWE. REE, 
ORAA. LURR, 此 何 人 哉 ? 


出 壮 的 野性 


每 次 到 先生 的 家 ， 看 他 的 画 ， 我 都 要 问 一 问 上 自己 : 这 些 国 的 魔力 是 
什么 ? 为 什么 每 次 都 让 人 欣喜 、 愉 悦 ， 有 所 触动 ? 我 们 为 什么 会 不 知 不 
党 走 进 那个 天 高 云 淡 、 山 河 万 里 的 世界 ? 


有 位 评论 家 在 先生 家 里 谈 画 ， 我 束 直 言 相 问 ， 如 何 用 一 句 话 来 概括 
先生 的 绘画 艺术 ， 他 沉思 片刻 答 道 : “绘画 王国 里 的 一 只 野生 动物 。” 那 
一 刻 ， 我 顿悟。 


每 次 与 先生 见面 ， 在 平西 府 的 院子 里 ， 老 远 他 就 伸 出 双 臂 ， 发 出 明 
明 笑 声 ， 走 近 后 一 边 紧 紧 拥 抱 我 ， 一 边 大 声 地 说 :“ 我 想 你 啦 ! ” 


先生 的 家 ， 是 他 自己 翻建 的 一 座 二 层 小 楼 。 走 进 二 楼 的 画室 ， 厚 实 
的 夯 案 ， 自 在 的 秋千 ， 老 树 根 做 的 茶 海 ， 四 是 不 平 的 陶 釉 茶 碗 ， 一 抽 层 
大 大 小 小 的 印章 ， 一 堆 堆 毛笔 、 颜 料 、 宣 纸 ， 加 上 大 大 小 小 的 奇石 和 绿 
植 的 陪伴 ， 算 来 到 了 先生 工作 的 “ 场 ”。 在 那里 ， 那 些 粗 六 、 侠 活 、 强 悍 
的 元 素 ， 党 昂 晃 地 撞 进 我 的 脑海 。 最 让 我 不 敢 直 视 的 是 画室 北 墙 上 的 对 
联 :“ 裂 破 证 今 ， 横 行 天 下 。? 那 雄 视 天 下 的 笔墨 ， 让 这 八 个 大 字 生 出 一 
种 令 人 了 肪 过 的 力量 ， 我 多 少 有 些 划 名 的 胆 愤 ， 甚 至 荡 惧 ， 怎 么 敢 又 怎么 
能 这 样 说 呢 ? | 


FEE BKM ae A BT RETA, BES AB ah ed AY JO TR. Hick 
Se ES A iis i AS, UTI, WEEK OIA E 
AB TKIP BEAR KE RE, RAB CEP MS, IT 
ARR, RERA EEIE Bin US ENTITLES A A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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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生 祖籍 山东 胖 平 ， 祖 太仓 是 武术 教头， 以 武 传 家 。 二 太 和 分 的 儿子 
是 村 里 有 名 的 “ 坏 脾 气 ” IFRAT. F, KKE, HEN, =Z 
和 仓 数 天 一 言 不 发 ， 一 天 夜里 ， 从 自家 院 里 冲 出 去 ， 手 里 拿 着 家 里 的 锅 ， 
指 看 老 天 破 口 大 号 ， 使 尽 全 映 气 力 将 铁 锅 扔 回 天 空 。 后 来 ， 因 生病 半 和 号 
不 遂 ， 上 自己 用 手 一 扣 一 反 仆 到 黄土 高 坡 的 崖 项 ， 然 后 演 下 ， 生 生 把 自己 
FEJE. 


WE HARE oP eR Ue PIERKA. WE Le AG IE 44 LL, 
10 年 前 我 去 的 时 候 ， 正 赶 上 5 月 初 的 一 场 大 雪 ， 山 上 美 得 让 同行 人 不 敢 
大 声 说 话 ， 生 怕 树 梢 上 的 树 挂 挥 下 来 。 据 说 贡 第 当年 问 道 于 此 ， 于 是 贬 
邮 山 名 声 大 振 。 小 时 候 先 生 家 里 穷 ， 没 有 钱 买 墨 ， 他 葡 用 红 砖 磨 成 粉 和 
泥浆 在 地 上 练 字 ， 从 7 岁 开 始 坚持 不 色 。 现 今 ， 先 生 家 里 的 笔 种 关系 
多 ， 以 大 笔 、 粗 笔 、 长 锋 为 主 ， 大 的 如 拖把 ， 客 人 见 了 总 是 觉得 新 奇 。 


先生 最 感 幸 福 的 回忆 有 两 件 事 。 一 件 是 生病 咳嗽 时 ， 他 的 老母 杀 用 
铁 勺 头 给 他 测 一 只 及 鸡 重 ， 用 克 背 将 花椒 碾 碎 后 放 入 鸡 集 ， 然 后 放 到 铁 
勺 里 在 炉 火 中 简单 测 炒 。 移 生 说 老 女 的 麻 鸡 堡 是 治 病 的 恨 药 ， 也 是 世上 
最 美的 佳 看 ， 那 种 太 咱 咱 的 味道 ， 一 入 口 就 装 满 了 全 身 ， 人 一 下 子 吉 精 
神 、 通 甫 了 ， 病 也 就 好 了 。 而 男 一 件 ， 是 生产 队 的 一 钢 米 糊 挥 在 了 沙土 
地 上 ， 没 法 收回 去 。 先 生 的 父亲 路 过 ， 惊 喜 地 发 现 了 米 糊 ， 赶 紧 回 家 拿 
来 扫把 和 艇 党 ， 连 石子 带 沙 子 扫 起 来 一 起 捧 回 家 ， 近 出 石子 、 沙 子 ， 加 
些 麦 获 烙 了 几 张 薄饼 。 吃 饼 时 对 着 太阳 一 照 ， 还 能 看 到 石子 和 沙子 ， 但 
那 顿 饭 全 家 人 狠 吞 虎 咽 的 样子 ， 那 张 烙 饼 在 窗 洞 里 弥 瘟 的 香味 ， 以 及 家 
人 围 坐 在 一 起 的 场景 ， 先 生 至 今 难 筷 。 当 先生 说 起 时 ， 我 似乎 能 听 到 牙 
齿 与 石子 碰撞 的 声 啊 。 


2017 年 年 末 ， 中 央 美 术 学 院 在 北京 太庙 办 展览 ， 范 迪 安 院 长 邀请 移 
生 参 加 。 那 天下 午 , RHR, HER Se, BRR, 上 下 
大 殿 非 常 吃 力 。 在 东 配 殿 的 一 头 ， 范 院 长 站 在 先生 《月 沉 由 米尔》 作品 
前 接受 电视 台 记 者 采访 ， 我 一 句 一 句 地 侧耳 倾听 。 那 个 场景 让 我 忆 起 10 


年 前 ， 甘 肃 男 院 建 院 30 年 回顾 展 ， 画 院 前 前 后 后 数 十 名 画家 的 作品 ， 布 
满 了 甘肃 美术 馆 的 两 个 大 厅 。 那 时 我 正在 甘肃 工作 ， 快 要 闭 馆 时 才 匆 匆 
赶 去 ， 天 色 已 经 暗 了 下 来 ， 馆 员 特 意 给 我 开 了 灯 。 馆 内 就 我 们 两 个 人 ， 
他 远 远 地 陪 着 我 ， 我 从 西 厅 一 张 一 张 仔仔 细 细 地 看 。 东 厅 北 墙 只 挂 了 移 
生 这 一 幅 作 品 ， 我 当时 和 被 那 排 山 倒 海 、 俯 辐 苑 写 、 洗 如 烟 海 的 壮美 、 厚 
重 和 野性 击 中 ， 再 也 无 法 平静 。 见 我 迟 迟 不 动 ， 号 劳 的 馆 员 低 声 

w: “一 个 画家 一 辈子 有 这 样 一 幅 画 就 够 了 。*” 在 我 紧张 激动 的 内 心里 ， 

着 实 义 是 一 惊 ， 直 到 今天 我 也 没 想 明白 ， 在 那个 傍晚 的 一 阳 ， 我 怎 能 那 
么 有 入 见 到 这 等 杰作 。《 月 沉 帕 米尔 》 也 束 成 了 我 同 朋 友 介 绍 先生 时 的 
第 一 道 “ 大 餐 ”， 我 第 常 回 友人 发 问 : 一 个 艺术 家 要 有 怎样 的 胸怀 和 十 

界 ， 宣 纸 素 墨 ， 就 能 要 轻 就 熟地 呈现 出 由 米尔 高 原 ， 而 且 是 由 米尔 高 原 
的 晚上 ? ! 


在 我 心里 ， 每 每 为 先生 那 强壮 的 喘 肛 ， 大 山大 河 般 的 气 场 和 “ 裂 破 
古今 ， 横 行 天 下 ”的 独特 所 震撼 。 这 一 切 ， 我 想 套 用 陈丹青 的 一 句 话 ， 
他 況 : “REM AAT ANE? 喜欢 她 纯真 的 野性 。? 而 我 喜欢 先生 什么 
We? 喜欢 他 苗 壮 的 野性 。 


MERETE S LAER, WSE E AE DRA F 
MRERRIK— K PORN AIAN, ERN S RWE GE. x 
被 释放 的 野性 正好 是 那 一 世代 顶 顶 可 怕 的 创造 力 ， 密 集 引 发 历史 性 突 
破 ， 每 种 野性 带 出 一 项 风格 ， 一 家 门派 ， 一 组 观念 。” 陈 丹青 在 《局 
部 》 中 坦 陈 。 


先生 的 野性 一 半 来 自生 活 ， 一 半 来 日 基 因 。 今 天， 人 人们 也 许 会 更 加 
BOK, PASE PE, BAAR BY EL AY BF TE» 


沟 。 


1949 年 出生 


1949 年 10 月 9 日 《阴历 八 月 十 八 日 ) HEFER PEIZ FEZ 
父亲 蒋 生 才 、 母 杀 和 白 戊 丹 〈 芜 族 ， 甘 肃 申 县 人 ) , WHR. 


1956 年 7 岁 

开始 学 写 毛笔 字 ， 在 方 砖 上 用 毛笔 芯 红 土 ， 以 坐 马 式 练 字 。 
1957 年 8 岁 

在 将 家 沟 村 上 小 学 。 

1958 一 1959 年 9~10 岁 

转 罪 家 沟 村 继续 上 小 学 。 

1960 一 1961 年 11~12% 


FRR, RATER. 


1962 一 1964 年 13~15 岁 

FESR PED FEB. MRR, EHE, 毛筆 字 写 得 最 好 , 
第 被 老师 表扬 ;负责 学 校 < 六 一 交 国 庆 ” 的 墙报 ; 课外 、 假 期 帮 邻 居 写 
信 、 写 春联 。 


1965 163 
考 入 平头 一 中 ， 后 因 病 休学 一 年 。 


1966 一 1968 年 17~193 


在 平凉 一 中 上 学 。 时 着 “文章 ”， 模 仿 忠 字画 和 毛 体 书法 。 


ACRE SIG, TERR’ LARA SIA. RE AW, 
眼界 大 开 。 


1969% 203 
于 平凉 一 中 毕业 。 


因 大 哥 伐 树 时 左 腿 双 骨 折 失 去 劳动 力 ， 二 哥 在 部 队 当 兵 ， 回 乡 务农 
承 担 起 家庭 生活 重 担 , 井 自 学 中 医 針 灸 。 


1970 年 ”21 岁 

BPP ER AUK) 工作 。 

因 毛 笔 字 写 得 好 ， 丛 三 里 抄 文件 、 写 大 幅 标 语 、 办 黑板 报 。 
1971Ẹ 225 


7 月 ， 大 学 招收 工农 兵 学 员 ， 被 推荐 到 甘肃 师范 大 学 〈“ 现 西北 师范 
大 学 ) 军 体 艺术 系 。 


选择 美术 专业 。 在 校 期 间 跟 焰 付 义 、 王 局 明 、 陡 剑 片 老师 学 油画 ， 
跟 张 阶 平 教授 学 水 彩 画 ， 听 洪 儿 然 教授 讲 《 大 众 美 学 》。 


1973F 245 
3 月 , RREH. 
1974 年 255 
甘肃 师范 大 学 艺术 系 毕 业 ， 被 分 配 到 平凉 群 艺 馆 工作 。 


1975 263 


8 月 ， 到 静 宁 县 威 戎 镇 搞 路 线 教育 ， 工 作 之 余 画 了 大 量 速写 。 
1976 一 1977 年 27~28 岁 


被 派 往 泾 川 县 窗 店 镇 ， 主 抓 农村 “ 红 画 兵 ” 辅 导 塔 育 工作 。 一 边 教学 
写生 ， 一 边 创作 。 


1978 年 ”29 岁 
EEE a. 
1979 年 303 
1 月 ， 儿 子 蒋 吴 展 出 生 。 


4 月 ， 由 押 母 家 搬 到 平凉 群 艺 馆 16 平 方 米 的 工作 间 ， 有 了 人 生 第 一 
个 画室 。 其 间 研 恋 《 石 涛 画 谱 》， 临 侈 石涛 、 石 溪 、 渐 江 等 前 贤 的 山水 
作品 ， 对 后 来 的 艺术 创作 产生 重要 影响 。 


1980 315 


被 派 往 泾 川 县 泾 明 乡 搞 路 线 教育 ， 工 作 之 余 写 生 、 创 作 。 
1981 年 ”32 岁 


画 了 一 批 嵌 是 山 和 黄土 沟 入 的 焦 墨 速写 ， 探 索 黄 土 高 原 山 川 地 狐 的 
表现 方法 。 


1982 年 335 


北京 画院 王 文 芳 到 平 凑 讲学， 办 美术 创作 学 习 班 ， 质 识 他 的 焦 黑 作 


1983% 345 
3 月 ， 到 北京 画院 进修 ， 师 承 王 文秀 。 


当时 北京 画院 设 在 北京 市 东城 区 雨 儿 胡 同 齐 白石 的 老 院 子 内 ， 王 老 
师 让 他 跟 上 自己 一 起 住 在 8 平方 米 的 东 厢 房 里 ， 王 文 廓 与 马 果 、 王 绍 明 、 
豆 培 果 四 位 画家 共用 的 工作 室 是 齐白石 用 过 的 画室 。 王 文 芳 把 工作 室 的 
画 案 让 给 他 画 画 ， 自 己 在 东 啉 房 卧室 里 办 公 。 


经 王 文 廊 介 绍 ， 认 识 了 页 叉 福 ， 每 逢 周 六 ， 页 又 福来 指导 他 男 画 。 
EXA ETER PRA, BEA, RRS ÆT, FA, i 
韶华 等 著名 画家 ， 让 他 大 开眼 界 。 


学 习 期 间 ， 王 文 芳 还 带 他 去 河南 、 湖 北 ， 在 红旗 渠 、 武 当 山 等 地 写 
生 ; 并 与 王 文 廊 共同 创作 四 条 屏 ， 由 河南 美术 出 版 社 出 版 。 


10 月 底 ， 进 修 结束 ， 到 四 川 广元 抹 柳 、 峨 眉山 、 大 佛寺 、 安 徽 宣纸 
厂 、 黄 山 等 地 写生 。 


1984 年 、35 岁 


7 月 , Berle) (ARCA HR) WAA B WEE, AA RN AE L 
的 历史 变迁 和 文物 古迹 ， 二 人 从 此 成 了 一 生 的 朋友 。 


1985 365 


ETKI E Tey JE FAS A NY LL E AARRE BY es HS TA 
H, TRA BHIRT FL ie J E A TA 
法 ， 从 而 在 此 后 的 两 年 创作 出 独 具 风 格 的 《 离 离 原 上 章 》《 地 老 天 殉 》 
等 “黄土 魂 " 系 列 作品 。 


1987F 385 


1 月 13 一 18 日 , 42 PRS Teas ak} 4 BE”, 展 
出 60 幅 了 画 、8 幅 书法 。《 华 夏 之 魂 》《 陇 山 如 铁 》《 春 十 如 膏 》《 秋 天 
里 的 春天 》 四 幅 作 品 被 中 国美 术 馆 收藏 。 其 间 ，《 人 民 日 报 》《 光 明日 
报 》 等 多 家 报刊 采访 报道 。《 中 国美 术 报 》 评 论 称 :“ 作 者 滚 一 身 泥 
巴 ， 画 满 卷 土气 ， 以 他 扎实 的 功力 ， 给 北京 画坛 带 来 了 生机 。”“ 他 找到 
了 传统 山水 和 现代 山水 一 个 很 好 的 契合 点 ， 在 魂 牟 式 的 山水 里 注入 了 一 
种 灵魂 。”( 刘 曦 林 ) 


1988 393 


5 月 2 日 ， 在 上 海 美 术 馆 举办 “黄土 魂 一 一 将 志 克 书画 展 "。 上 海关 术 
馆 馆 长 方 增 先 为 画展 撰写 了 前 言 ， 著 名 老 艺 术 家 王 个 物 、 程 十 有 发、 应 野 
平 、 陈 培 秋 等 书画 界 前 奉 及 观众 数 日 人 出 席 :， 《解放 日 报 》《 文 汇报 》 
《新 民 晚报 》 著 名 记者 许 衬 、 郑 重 、 张 之 江 等 做 了 报道 ， 上 海 电 视 合 做 
了 专题 新 闻 。 本 次 画展 个 誉 为 “意境 雄浑 ， 气 势 磅 储 ， 仿 佛 黄 钟 大 
a” (EPA) 。 


6 月 , 《 地 前 》 ak 《 美 木 》 《 美 木 家 》 EMRAN) = AR ARES 
举办 的 首届 国际 水 墨 大 赛 优秀 奖 。 


7 月 ， 原 拟 调 入 宁 夏 书画 院 ， 后 甘肃 有 头领 导出 面 协 调 ， 被 调 进 甘 
JN HI Bi o 


8 月 ， 到 黄河 亚 口 写生 ， 创 作 《 天 海 铜 液 》《 天 地 潜 苑 》， 完 成 
《天 歌 》《 天 运 》 等 一 批 表现 黄河 的 作品 。 


12 月 ， 到 甘南 友 部 写生 ， 发 现 游 走 在 冰川 峡谷 中 的 和 因 牛 才 是 高 寒 雪 
域 中 生命 的 象征 和 永 不 屈服 的 灵魂 。 从 此 ， 在 冰雪 中 风 驰 电 和 的 敌 牛 取 
代 了 和 家乡 黄 土地 里 勤 元 质朴 的 黄牛 ， 成 为 他 绘画 作品 的 一 个 重要 标志 。 


1989% 403 
3 月 ， 举 家 迁居 兰州 。 


3 月 ， 在 韩国 首尔 美术 馆 举 办 “将 志 秦 书画 展 "。 举 办 方 认 为 他 的 作 
品 “ 透 过 画面 可 触摸 到 二 万 年 生 奶 在 这 块 土地 上 的 祖先 的 灵魂 ”( 淮 炳 
植 ) 。 


为 世界 银行 驻 中 国 办 事 处 创作 巨 幅 山水 《苏醒 》。 
5 月 10 日 , HI MERR, 10 件 作品 参加 画 院 成立 展 。 


《江苏 画 刊 》 发 表 其 4 幅 作 品 。 
1990 年 ”41 岁 

10 月 ， 母 杀 去 世 。 

1991 年 ”42 岁 


9 月 , AZT IRA aK, EUERE. ER, 妻子 病 情 
好 转 。 


冬 ， 作 品 参加 “法 国 巴 黎 秋季 沙龙 展 ”。 
1992 年 435 
2 月 ， 由 程 大 利 先 生 策 展 ， 在 江苏 省 美术 馆 举 办 个 人 画展 。 


7 月 ， 由 侍 继 明 先 生 策 展 ， 应 邀 在 香港 艺术 中 心 举 办 个 人 画展 。 出 
版 大 型 画集 GEER) 。 


1993 年 445 


作为 中 国 唯一 代表 ， 应 邀 参 加 美国 洛杉矶 首届 国际 艺术 双 年 展 ， 作 
pin TE “YL — E JE” FRE HH o 


(AS WALL =) BERT OI HS IT CI 0 
1994 年 455 


作为 中 国 唯一 代表 ， 应 邀 参加 马来西亚 美术 馆 举 办 的 国际 艺术 创作 
营 ， 有 5 幅 作 品 参 展 ， 其 中 一 幅 作 品 被 马来西亚 美术 馆 收 藏 。 


1995 年 ”46 岁 
7 月 ， 江 苏 美术 出 版 社 出 版 《 蒋 志 欧 画 集 》。 


8 月 ， 在 香港 尖沙咀 艺术 文化 中 心 举 办 个 人 画展 。 


11 月 ， 中 央 电 视 台 《东方 时 空 》 对 其 进行 专访 ， 播 出 节目 《 蒋 志 
和 他 的 西部 艺术 》。 


12 月 ， 由 文化 部 、 中 国美 术 家 协会 外 联 部 派 进 ， 以 中 国 艺术 家 的 喘 
份 赴 法 国 巴 黎 国 际 艺术 城 吕 夏 光 画室 进行 艺术 考察 和 交流 。 


1996% 473 


3 月 ， 在 法 国 巴黎 国际 艺术 城 举办 个 人 画展 ， 并 在 巴黎 三 家 国 廊 举 
办 个 人 画展 。 


4 月 ， 获 法 兰 西 功勋 与 奉献 协会 授予 的 银 质 勋章 ， 新 华 社 发 了 通 


Aino 


5 月 ， 参 加 法 国 老 佛 分 百货 总 部 举办 的 “中 国 月 ?活动 ， 现 场 作 男 、 
写字 ， 介 绍 中 国文 化 艺术 。 


6 月 ，《 对 饮 》 被 时 任 法 国 总 统 和 希拉 死 收藏 。 
1997 483 


收 到 法 国文 化 部 在 巴黎 国际 艺术 城 工 作 室 从 事 创 作 的 邀请 函 ， 进 行 
为 期 6 个 月 的 考察 与 交流 。 


其 间 ， 在 巴黎 举办 了 5 次 个 人 画展 。《 春 风 》 被 法 国 参议 院 收 藏 ， 
并 巧 挂 在 42 号 会 议 室 。 被 法 国文 化 部 前 部 长 奥 加 德 称 为 "来自 东方 的 几 
高 ”。 法 国 艺术 界 评 价 他 的 作品 “高 迈 雄浑 ， 奔 放 中 不 失 内 在 结构 ， 宽 松 
中 见 严谨， 现代 中 蕴藏 着 传统 。 是 中 国文 化 最 深沉 的 体现 ”。 


4 月 ， 获 法 国 艺术 、 科 学 和 文学 研究 学 会 颁发 的 “艺术 .科学 .文学 " 银 
质 奖 ， 成 为 该 学 会 成 立 80 年 来 第 一 个 获奖 的 中 国 艺术 家 。 新 华 社 发 了 通 


7 月 ，《 春 雨 如 请 》 被 收入 《中 国 现代 美术 全 集 》。 
《 地 老 天 荒 》 WAA 《 当 代 中 国 画 (1979—1989) 》 。 


1998f 495 
( 蛮 牛 》 参 加 法 国 巴黎 “大 皇宫 秋季 沙龙 展 "， 获 法 国 “ 艾 琳 娜 - 范 
海 " 奖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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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月 , 挙 家 辻 居 北 京平 西 府 169 号 画家 苑 。 


7 月 ， 应 邀 参加 昆明 国际 园艺 博览 会 名 家 采风 团 活动 ， 创 作 了 反映 
香格里拉 、 玉 龙 雪山 与 金沙 江 题 材 的 《 雪 域 雄风 》 CREB) 等 作品 。 


8 一 10 月 ， 作 品 参 加 在 广州 美术 馆 与 深圳 美术 馅 举办 的 “ 走 进 都 市 
一 一 当代 水 墨 实验 专题 展 ”。 


10 月 ， 在 山东 烟台 博物 馆 举 办 个 人 画展 。 
2000 年 51 岁 


在 北京 平西 府 工作 室 创作 探索 大 写意 山水 ; 秋天 赴 新 疆 五 彩 湾 等 地 
TE HS 


2001 年 525 


《天 海 铜 液 之 二 》《 天 海 铜 液 之 五 》 入 选 “ 百 年 中 国画 展 "，《 天 海 
钢 液 之 二 》 被 收入 《百年 中 国画 集 》。《 史 哮 的 黄河 》《 雪 月 》 入 选中 
国美 术 家 协会 、 中 国 男 研究 院 举 办 的 “聚焦 西部 ”画展 。 


8 月 ，《 将 志 药 画集》 由 甘肃 入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。 


8 月 28 日 ,，“ 西 部 退 魂 一 一 将 志 甸 艺术 展 ” 在 中 国美 术 馆 一 楼 正厅 举 
办 。 中 央 电 视 台 《时 空 咨询 》 专 题 报 道 此 次 展览 。 中 国美 术 馆 收藏 了 
《 母 杀 的 哆 啼 》 等 作品 。 画 作 被 美术 评论 家 誉 为 “将 新 观念 、 新 知识 融 
合 到 中 国 的 传统 艺术 中 ”( 邵 大 甬 )。 


2002 年 535 
创作 《 敦 烛 的 起 源 》。 


7 月 ， 赴 川 藏 ， 在 稻城 香格里拉 写生 ， 而 后 用 一 年 多 的 时 间 创 作 “ 追 
魂 香 巴 拉 ” 系 列 ， 以 长 笔 大 墨 书写 性 表现 手法 创作 出 众多 大 尺 幅 的 重要 
作品 。 这 些 大 写意 作品 ， 气 势 雄浑 ， 大 气 傍 太 ， 真 挚 感 人， 颠覆 了 传统 
中 国 山水 的 笔 淖 ， 在 艺术 语言 的 提炼 与 表现 上 呈现 了 不 同 于 古人 ， 也 不 
同 于 今 人 的 全 新 面貌 。 


同年 ， 有 7 幅 作 品 了 参加 今日 美术 馆 举 办 的 “ 乎 西府 画 家 联展 ”。 
冬 ，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出 版 《 退 魂 香 巴 拉 一 一 将 志和 狗 艺 术 》 男 集 。 


为 中 央 电 视 台 录制 节目 《怎样 用 大 写意 的 手法 表现 西部 山水 》。 
F 青 海 玉树 写生 ， 归 来 创作 “ 雪 域 高 原 ” 系 列 。 

中 国教 育 电视 台 一 台 专 题 介绍 将 志和 狗 的 艺术 。 

2004 年 55 岁 


2 月 ,今日 美术 馆 主 办 “西部 退 魂 一 一 将 志 甸 艺术 展 ”"。 赴 新 疆 木 
爸 、 库 车 、 塔 克拉 玛 干 沙 演 写 生 ， 归 来 创作 “胡杨 ”系列 。 


12 月 28 日 ， 在 宝藏 艺术 馆 举 办 “西部 追 魂 -一 蒋 志春 艺术 展 "， 人 民 
美术 出 版 社 社 长 、 总 编辑 程 大 利 与 中 国 艺术 研究 院 研究 员 翟 墨 主持 学 术 
研讨 会 。 

REUS, EAH (REA) ERA, DEAR IE 
IRE “就 是 完全 代 天 说 话 ， 把 宇宙 密码 翻译 给 人 间 ， 完 全 是 一 种 
自己 体悟 到 字 宙 的 精神 ”。 


2005 年 565 


3 一 10 月 , 有 万 時 8 條 月 的 北京 平 西 府 169 号 画家 苑 画 室 折 建 工程 竣 
工 ， 从 此 有 了 自己 的 新 画室 和 展厅 。 


4 月 ， 获 法 国 艺 术 、 科 学 和 文学 研究 学 会 颁 友 的 “艺术 :科学 :文学 ” 金 


i. , 


=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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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 《 茶 士 塔 格 峰 一 一 天 神 》 参 加 中 国美 术 家 协会 主办 的 “世纪 风 
骨 ” 第 三 届 艺 术 双 年 展 。 


作品 《由 米尔 》 参 加 中 国 长 城 画院 成 立 作 品 展 。 
作品 《月 沉 由 米尔》 参加 甘肃 画院 院 展 。 
2007 年 585 


3 月 ， 应 德国 夷 尼 黑 艾 莎 贝 尔 一 苏 瑚 娜 画廊 和 爱 莎 分 人 各 一 久久 皮特 
画 亡 邀请 ， 举 办 “将 志和 多 个 人 艺术 展 "。4 月 ， 由 德国 办 丙 娜 画廊 代理 的 
作品 参加 美国 芝加哥 国际 艺术 联展 ，《 康 巴 汉子 》 载 入 艺术 联展 图 录 。 


8 月 ， 半 国 子 午 线 国 际 中 心 选 出 《天 泻 钢 液 》《 大 漠 风 》 参 加 中 国 
文化 部 挙 上 か 的 赴 美 一 年 半 的 巡 展 。 基 中 , CAR) REA Be aL 
人 收藏 。 


10 月 ， 目 传 《 心 随 天 籁 》 由 敦 煜 文艺 出 版 社 出 版 。 
2008 年 595 


8 月 ，《 昆 仑 五 牛 》 入 选 “2008 国 际 奥林匹克 美术 大 展 ”， 获 得 “2008 
年 和 谐 中 华 迎 奥运 ”大 型 书画 艺术 展 金奖 。10 月 ，《 雪 域 雄 风 》 入 选中 
华 民族 文化 促进 会 、 中 国 国 家 博物 馆 联合 举办 的 “纪念 中 国 改革 开放 30 
周年 艺术 成 就 展 ”。 


10 月 ， 应 台湾 99 度 艺术 中 心 之 邀 ， 在 上 海 举办 “将 志 完 艺术 展 ”。 


书 ” 


2009F 605 

(REVES) 彼 収 入 《 中 国 美 木 60 年 》 。 

3 月 ， 参 加 俄罗斯 茎 役 得 堡 列 宾 艺 术 学 院 访问 交流 及 写生 活动 。 
4 月 ， 在 德国 柏林 苏 珊 娜 艺 博 男 廊 举 办 个 人 画展。 

6 月 ， 参 加 中 国美 术 家 协会 举办 的 艺术 大 联展 。 

2010 615 

10 月 , ZIARA SB AR A Dr E ARE EB AEF on FR” o 

11 月 ， 赴 甘南 草原 玛 曲 、 即 木 竺 等 地 写生 。 

12 月 ， 在 北京 瑞 博 特 画 请 举办 个 人 画展 。 

2011 年 625 


线装 书局 出 版 “中 国 当代 书画 名 家 迎 2011 法 兰 死 福 书展 系列 从 
Ci ESE LIK AE) 。 


12 月 ， 参 加 首届 "中国 企业 家 、 艺 术 家 赴 南 极 采风 活动 ”。 


2012 635 


1 月 开始 ， 创 作 “ 印 象 -南极 ”系列 ， 探 索 雪 光 云 影 的 南极 净 界 和 雪 域 


高 原 的 表现 手法 。 


4 月 , “EVR: Rit EEA WK AAR” 


EIR SPEM Z ed SBE AN ABD 


5 月 ， 应 乌 效 别 死 斯 坦 论坛 基金 之 洲 ，10 幅 作品 参加 艺术 联展 。 
2013 年 645 

4 月 , MAMETA A, ABIES SEK RS Ka GARR” o 
2014 年 655 

7 月 ， 参 加 “传奇 丝 路 、 艺 术 甘 肃 
11 月 ， 参 加 “首届 甘肃 名 家 书画 上 海 邀 请 展 ”。 

11 月 ， 在 蕊 检 草 地 美术 馆 举 办 “大 首 布 声 一 一 将 志和 狗 作 品 邀 请 展 ”。 
12 月 ， 参 加 “甲午 岁月 意 在 苑 茫 ?艺术 联展 。 


中 国 近 现 代 艺 术 联 展 ”。 


2015 年 ”66 岁 

2 月 ， 在 甘肃 省 博物 馆 举办 “敦煌 心 象 ' 丝 绸 之 路 ” 

美术 中 国 一 一 将 志 确 艺术 展 。 

6 月 ， 赴 张掖 观 丹 暇 地 貌 ， 归 来 后 创作 出 “ 丹 暇 ”系列 作品 。 


6 月 ， 参 加 由 北京 嘉德 书院 主办 的 “ 气 正道 大 一 一 当代 主流 中 国画 名 
家 学 术 邀 请 展 ”。 


7 月 ， 应 邀 赴 黑 龙 江 五 大 连 池 采 风 ， 创 作出 五 大 连 池 组 男 。 


11 月 ， 参 加 由 《人 民 日 报 》 (海外 版 〉 主 办 的 中 国画 “ 强 元 ” 诬 
题 “ 国 风 、 文 脉 * 名 家 书画 展 。 


12 月 ， 应 邀 参加 中 央 美 术 学 院 、 北 京 市 总 工会 主办 的 “水 墨 本 色 
一 一 当代 中 国画 邀请 展 ”。 


参加 山东 东 再 美术 馆 举 办 的 “ 道 法 上 自然， 青云 水 墨 ? 艺 术 联展 。 


2016€ 675 
1 月 ， 参 加 由 书画 频道 美术 馆 举 办 的 “第 三 届 百 人 花 迎 春 当 代 绘 国名 家 
精品 展 ”。 


4 月 ， 在 山东 潍坊 参加 由 中 国画 学 会 、 中 国美 术 家 协会 、 中 国画 艺 
委 会 联合 主办 的 “第 六 届 中 国画 节 当 代 名 家 邀请 展 ”。 参 加 “书画 频道 进 
万 家 ?之 “ 走 进 泰 州 ?系列 活动 。 


7 月 ， 参 加 由 中 国 扬州 八 怪 研究 院 、 扬 州 市 文物 局 主办 的 “ 八 怪 新 前 
一 一 当代 中 国 书画 名 家 邀请 展 ”， 作 品 《 七 牛 图 》 参 加 由 中 华文 化 促进 
会 、 书 画 频 道 主办 的 “书画 频道 开播 十 周年 绘画 精品 特 邀 展 ”;，798 艺 术 
中 心 钴 歌 画 亡 举 办 “独自 上 胱 望 一 一 将 志 夺 的 无 塌 世 界 ” 亏 术 展 。 


7 月 ， 参 加 西藏 采风 活动 。 
8 月 ， 在 将 志 锣 艺术 馆 为 “扬州 八 怪 研究 院 研修 班 ” 授 诬 。 


9 月 ， 参 加 由 中 国美 协 主办 的 “ 互 绘 、 互 知 ” 中 外 美术 作品 展 ; 参 
加 “北国 气象 一 一 中 国 当 代 北 派 山水 名 家 展 ”。 


2017 年 685 

2 月 ， 赴 西双版纳 写生 。 

4 月 ， 在 故乡 甘肃 平头 蒋 家 沟 兴 建 “ 将 志 奢 艺术 馆 "”。4 月 ， 参 加 由 中 
国画 学 会 、 中 国美 术 家 协会 中 国画 艺 委 会 在 山东 潍坊 举办 的 “第 七 届 中 
国画 节 邀 请 展 ”。 


6 月 ， 为 泵 西 宾馆 创作 《天 境 祁 连 》。 


7 月 ， 山 东 美 术 馆 举办 “故乡 山川 一 一 将 志 效 、 李 宝 符 、 草 玉成 写意 
画展 ”。 


10 月 ， 平 凉 几 虾 < 头 志 奏 艺 术 馆 ?竣工 ， 在 “将 志 讲 书画 作品 捐赠 暨 
艺术 馆 开 馆 仪式 ”上 ， 回 平 诬 市 博物 馆 捐 赠 38 幅 历年 作品 。 


2018f 693 


3 月 ， 应 邀 参加 书 国 频道 举办 的 “百花 迎春 一 一 第 五 届 中 国 当代 绘画 
名 家 邀请 展 " ， 并 协助 书画 频道 举办 “ 走 进 平凉 ”活动 。 


3 月 ， 参 加 由 中 国画 学 会 、 中 国美 术 馆 共同 主办 的 “第 二 届 中 国画 学 
会 时 代 华章 展 ”。 


4 月 ， 应 邀 为 书画 频道 “一 日 一 画 ” 教 学 栏目 讲述 大 写意 山水 画 创 作 
技法 。 


5 月 ， 参 加 “一 带 一 路 ”香港 文化 鉴 识 专业 协会 、 中 国 金 砖 集团 举办 
的 “一 带 一 路 四海 同心 ”名 家 书画 展 。6 月 ， 参 加 由 炎黄 艺术 馆 举 办 的 “人 花 
之 魂 一 -当代 中 国花 乌 画 之 冀 兽 门 ” 专 题 展 。 


6 月 ， 被 法 国 经 济 文 化 国际 合作 发 展 协会 评 为 "一带 一 路 最 美文 化 信 
使 *， 参 加 9 月 平遥 古城 颁奖 盛典 。 


7 月 ， 参 加 书画 频道 “ 走 进 平凉 ”系列 活动 。 


8 月 ， 赴 平 深 泾 川 参观 大 云 寺 佛 舍 利 ， 赴 庄 浪 参观 云 崖 寺 、 关 山 之 
HARK, AE (SEH ESHA) 等 作品 。 


11 月 , BYTES BAF LU eK ALY LK ACA RE. 12H, 赴 新 
兰 ， 后 创作 “新 西 兰 印象 ?系列 。 


2019 年 705 


4 月 ， 参 加 中 国画 学 会 、 中 国美 术 家 协会 、 中 国画 艺 委 会 联合 主办 
的 第 九 届 中 国画 节 “ 锦 绣 河山 一 一 中 国画 学 会 山水 画 专 题 展 ”。 


步 入 70 岁 ， 作 为 “属于 这 个 时 代 并 笠 越 这 个 时 代 的 艺术 家 ”*”， 继 续 探 
索 水 墨 黑 与 折 的 更 多 可 能 性 ， 以 长 笔 淡 墨 去 表现 目 己 心里 的 无 朝 世 界 。 


